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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谨以此书表达我对创新的殷殷之情；希望宴席离散之时，我们能一起为彼此加油喝彩！

本书主要包含三个核心要素。第一，创新引起文化、社会、经济领域的变革；第二，无论我们是个体、团体还是社会整体，任何形式的创新都与我们每个人息息相关；第三，创新者理应受到尊重、得到颂扬、荣获美誉。

我将带领各位读者一同环游世界，将各个领域的创新人才一一介绍给大家。这些创新者遍布世界各地，涉及各个行业：商业、技术、工程、教育、政府、社会政策的制定、媒体和医学等。他们大都不按常理出牌，喜欢打破常规，却又总是抢得先机，创造出令人惊叹不已的奇迹。和任何一个团体一样，这些人往往各不相同，所关注的焦点也大相径庭，但依然有些相同特征能把他们大多数人联系在一起。

有时，不管公众乐不乐意听，创新者迫于各种压力不得不坦白一些。他们很勇敢，敢做没人做过或连想都不敢想的事。多数创新者也因此获得掌声，但这并不是他们勇于创新的原因。当多数人满足于现状，悠然散步时，创新者们已经开始奋力奔跑。尽管他们对信仰的执着有时会让我们焦虑不已，但是如果没有他们对未知世界的执着，我们将会变得越来越孤陋寡闻。他们的创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改善了我们的生活条件。

想象一下，假如迈克尔·法拉第（Michael Faraday）没有发现电磁感应现象，或者尼古拉·特斯拉（Nikola Tesla）没有发现交流电，我们的生活会怎么样？没有尼古拉·特斯拉对量子力学的贡献，我们日常生活中的现代电子力学和通信技术都是无法实现的。不过，话说回来，我最喜欢的发明家是西方活字印刷术的发明人约翰内斯·古腾堡（Johannes Gutenberg） 。正是因为他的发明，才得以让书籍走进千家万户，才带来宗教、政治、社会等领域翻天覆地的变化。

创新在工业革命时期就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在未来的影响仍旧不容小觑。如果没有之前发明的蒸汽机和纺织机，那么社会的发展速度不可能这么快。所以，现在的发明对以后的发展也会有非常大的影响。正是这些发明、创新让我们在全球数字经济大背景下能够游刃有余。在此，感谢创新者们，感谢他们带给我们不一样的生活体验。

通过阅读本书，让我们一起探讨究竟是什么让创新者们保持着源源不断的动力，究竟是什么让创新者们有着敏锐的神经，究竟是什么让创新者们不墨守成规。了解这些，可以让我们对未来有个心理预期。

通过我对社会各界人士的采访，艺术家、作家、工程师、企业家、医生、设计师、建筑师、教育家、科学家、商人、银行家、政治家、太空探险家……诸位读者可能会对创新有一个清晰的认识。这些人士关注的焦点大不相同，涵盖微观领域、宏观领域；利益、慈善；富人、穷人；太阳、月亮、地球；帅哥、美女……不一而足。本书不探讨什么对与错，旨在颂扬那些创新者、变革家们。

在阅读本书的过程中，读者们也可以跳出条条框框，大胆地思考。

在每一段采访快结束时，我做了一个“关键词想象力练习”。这个练习能够让读者们闭上眼睛，理一下思绪，在五分钟左右的时间内，看看自己有什么样的灵感和不一般的想法涌现出来。这个练习能让读者们放缓思考的速度，收一收快马扬鞭的思绪，进行深度思考。当然了，练习并没有所谓的对错之分，更不会来个考试，只是想让你静下心来，听从内心的召唤，深度思考这些受访者所分享的内容，以此审视自己在创新的道路上走了多远，对自己、对自己的企业，说得大些，对全世界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




01 全球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我”经济

当今世界风起云涌、变化万千，我们身处其中难免为之所动。这对于那些有胆识的人来讲是百年一遇的好机会，而对于懦弱者来讲却是看不到未来的坟墓。商业领域内主要的三大影响力及创新力使得全球范围内的变革势在必行：第一，终端用户翘首以待，随着用户的期待值越来越高，在“我”经济（me-conomy）中，个体创新越来越强调“我”的重要性；第二，终端用户越来越意识到数据的重要性，也越来越明白他们有权掌握数据并对之进行处置；第三，在全球数字经济和“我”经济背景下，可移动的、快速的商业模式正在将扁平化世界囊括其中。

在这一时代背景下，人们最容易犯的且不可饶恕的错误主要有：认为这种商业模式和往常一样，仍然是换汤不换药；认为西方世界仍然是主导力量。尽管如此，无论在地理位置还是规模上，各种各样的机会和市场潜力依然会大幅增加。世界人口最多的地方，即“主体世界”的人们不再是只会上网的消费者，他们开始成为开拓市场的竞争者。这种形势让每个人都摩拳擦掌，跃跃欲试。基于以上情况，让我们更具体地看一下这些创新问题。

15世纪后期，古腾堡出版社异军突起，进行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社会变革。那个时代各方面的专家、技术人才很少，几乎与社会隔绝，人们无法通过他们获取知识。古腾堡出版社通过出版将知识大众化，从而让我们对知识经济有了些许认识。

现在，另一“古腾堡式”变革性的创新已经到来，那就是变革性技术和授权终端用户。这一有别于以往的创新，在很多方面，特别是强调注意力、信息或数字经济的所有权方面，往往发挥着重要作用，并且是“我”经济和“我”经济学的基础支柱。从另一方面来讲，这一创新也将个体置于全球数字经济中的核心位置。

新型的全球数字经济不仅仅是在Twitter这种社交平台上发布信息，在Facebook这种信息交流平台上查阅用户数据。这些平台还谈不上变革，它们只是“我”经济学的演变中必须迈出的一步。这些平台缺乏深度和广度，无法满足以知识为核心力量的全球数字经济的新型要求。商家想要发展壮大，而不是原地踏步，就需要相互之间的合作，也就是有选择地分享知识和数据。毋庸置疑的是，数据本身就具有价值并蕴藏商机。商家需要的是能让微观和宏观领域的配合和合作更为安全的平台。这样，雇员、供应商、渠道合作伙伴、消费者或者顾客就能用相对灵活的方式进行交易和挣钱，而在以前，这是不可想象的。

在全球数字经济，抑或是“我”经济时代背景下，成功的企业都非常清楚，它们不仅要在社交网络平台一展身手，还要具备不断创新的能力，维持现有商业界的繁荣。商业界无论在社交平台的发展还是在自身的成长中都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商业模式和商业界必须不断发展才能在授权终端用户时代占有一席之地。

一直以来，终端用户都在关注与他们相关的东西，这种关注也将会一直持续下去。如今，促销活动的重要性大不如以前，很多人对此类活动往往充耳不闻。新的创新模式，像语义网（Semantic Web）[1]、Web 3.0以及社交媒体开始初露锋芒。但是仅有这些创新模式还不够，只有当它们被人们有效使用时，才能使企业表现出民主的、整体的、市场化的双边关系。这种双边关系往往包含了消费者和终端用户所看重的商业行为。这些行为往往更为物质化、目标明确化，并可以为消费者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消费者会要求一定的话语权以及能满足个人需要的定制化需求。由于双方力量的不均衡，企业往往会准备一些应变之策，这样做也会有效地加强和扩大它们的业务与商业界及用户之间的关系。

这种新型关系有很多优点，远远不是销售数据所能表现出来的。这种有效的关系也涉及投资回报率（Return On Investment，ROI）的变化。当然这里的ROI不再是“投资回报率” 。在“我”经济背景下，ROI代表着“参与回报率”（Return On Involvement）。谨慎使用诸如语义网、Web 3.0和社交媒体这样的创新工具，将会使各方关系和谐，也能激发创造新一轮的创新模式。这些创新工具不仅仅为企业之间相互学习、企业了解用户提供一个平台，而且能使企业创造高效、高体会、高价值的网络模式，这将会为用户参与奠定基础。这些创新工具也可以授权用户对信息（特别是自己的信息）进行甄别、完善、定义、分享、控制和匹配。

如今很多企业，有些甚至是明目张胆地以借之名使用用户数据，并从中获利。依我看，这就像让一个人进入你家，在抽屉里乱翻一气，偷看你的日记，看看你喜欢什么，不喜欢什么，然后投你所好，将你所喜欢的东西卖给你。对很多公司来说，它们的商业模式就是这种“借”的模式。随着全球数字经济和“我”经济的不断发展，我倒觉得这种情况不会持续很久。

过不了多久，用户就会明白，数据对他们而言就是知识产权。在权威创新工具的保护下，他们可以自己决定何时何地与何人共享信息。所有这一切将会沉重打击那些钓鱼网站以及网络掠夺、网络欺凌和身份盗窃行为。数据和知识都很宝贵，都可能成为货币单位，都可能在市场上进行流通。不难想象，目前依靠“借”来生存的企业模式，在政治或者“我”经济下产生的具有商业头脑的用户的裹挟下，会被迫分出一部分它们通过数据得来的利润。

随着创新工具的普及，用户对科学技术的使用越来越如鱼得水。在扁平化世界的全球数字经济背景下，“我”经济成为越来越重要的支柱产业。就这一点而言，不仅仅是“数据借手”开始重新思考它们的商业模式，更多的人也开始思考起来。通过调整、重新设计、去粗取精等过程，传统的商业模式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在网上活动不仅是常态，更是必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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手机、网络市场在国民经济和就业中变得越来越重要。由此带来的变化也不可估量。一二流公司自身的竞争优势已经消失。新的变革性技术更加大众化，可以实现人人全胜，人人上网。

当然，新的全球数字经济和市场远远不只电子商务这么简单。虽然电子商务具有现实世界当中传统商店的作用，但是电子商务并非全新的思考模式。基于各种情况考虑，它并不会成为全球数字经济中的支柱产业。现实世界的存在并不是为了迎合网络交易。如果需要什么来证明的话，在全球数字经济大背景下的“我”经济和越来越趋于扁平化的世界中，远程工作及远程工作者受到越来越多的认可和信任就是一个活生生的例子。从一般雇员到高管甚至到更高层的管理者，这些改变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冲击力。事实上，多年来，人们习惯将工作带回去在自己的设备上完成。在全球数字经济和“我”经济中，移动公司或具有创意的公司并没有阻止这种行为，一般而言，私人企业都欢迎这种方式。

但现有的维护企业安全的方法并不允许这样做。然而数月前的变革性技术可以使现有的法律系统和能力发生改变，允许各种规模的企业在全球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我”经济中随意行动。大量的机会来了，它们可以增加用户的黏合度、满意度，更重要的是可以使各方都从中获利。

在移动技术领域，由于创新技术的出现，使用新技术的人的数量在不断增长。在撰写本书时，全球有60多亿手机用户，其中有50亿在主体世界。目前，手机可以当钱包用、可以看地图、可以用来比较价钱，可以用来招聘雇员、洽谈商务、与合资企业合作。智能手机和平板电脑将成为新兴企业发展的不二法宝。

商业世界越来越扁平化，区域、时区观念也就越来越淡。主体世界越来越依靠网络，它们会将这些工具内在的敏捷性和移动性看得非常重要。大量传统的跨国公司与小型的新兴企业跨国公司展开竞争。全球各个地方的公司都对网络技术、社交媒体表示欢迎。就这点而言，它们旗鼓相当。总的来讲，创新技术，诸如社交媒体、Web 3.0、语义网已经对世界格局产生了影响。在全球数字经济大背景下的“我”经济时代中，竞争越来越激烈，成本也越来越成为一个不容忽视的核心因素，具有创新思维的企业将不遗余力地去沿着这条路走下去。

综上所述，商业人士不能再简单地认为什么也不做是最好的选择，这肯定不行。我们所处的时代瞬息万变，企业家需要抓住各种创新机会才能不断发展。在这种情况下，眼睁睁看着赚钱的机会白白溜走是非常不明智的行为。你不利用机会，别人就会利用。终端用户对于自己是否能很好地适应移动领域、是否能快速反应并不十分肯定，如果企业并不能很好地与这些用户进行有效的互动，很可能会在全球数字经济或“我”经济中丢失阵地。

本书接下来的内容是对全球范围内的创新者和思想领袖进行的采访。每个人都对各自的成功进行了解读，对随机会而来的内在潜力和陷阱进行了分析。迈克尔·麦克唐纳（Michael McDonld），KimmiC联合创始人、首席技术官。20世纪90年代以来，在商业战略发展方向上，IT行业一直无法实现简洁的商业模式，变得越来越官僚化，如同深不可测的象牙塔一样，让人望而却步。当今世界发展瞬息万变，数十亿企业都想在新型全球数字经济背景下一显身手，这也意味着我们面临着新的挑战和机遇，现有的IT系统和方法完全无法迎接它们。Facebook和Twitter可以掌控长期用户的事实表明，20世纪80年代的商业理念远远不能适应新时代下的需求。

眼下的问题是如何在全球数字经济背景下授予终端用户更多的权利。最省事的解决方法往往是问题的症结所在，那就是让人讨厌的手机软件（App）。为什么这样说呢？因为它们建立了一套看世界的抽象观念，并对其进行全方面的控制，而且几乎每个App建立的观念都大不相同。 App供应商控制它们所建立的抽象世界，控制它们隐藏的数据，而这对于任何真正想要涉入的公司来说都是灭顶之灾。

全球范围内的企业可能都会问一个并不难回答的问题：云技术很简单，我可以在手机或平板电脑上使用它，为什么IT技术不能和云技术一样呢？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对于终端用户来说，所有的一切都应该可以在其手机或者定制设备上使用，并且应该非常简单，想什么时候用都可以，但对于那些对世界有不一样看法的市场营销人员来说，这就有些不太可能了。

我用我所创立的扁平世界技术来回答这些问题：我（可以是个人，商业单位或者公司）如何与别人合作（通过一部电话），如何安全地分享数据（通过加密，搜索引擎和数据挖掘者就不大可能搞破坏了），如何审查旧版的应用程序。我想在移动客户端上建立这个技术，人们不但能全天候使用它，而且可以对它进行简单有效的监管。最重要的是，这个技术可以让所有人在一起玩得很开心，也就是可以让各方进行机动灵活的合作。它还可以与各种商业模式相匹配，创造出高价值、高体会的市场，从而也激励公司努力在新型的全球数字经济中占有一席之地。

要想实现这个想法，并符合一些相当严格的标准，从现有的一流公司的角度来看，难度非常大。这个技术的成功建立也意味着扁平化世界中的潜在经济将更为优惠，正如其名字和倡导的精神：在全球数字经济中创立人人可以参与的平台。这将会是一个非常有趣的时代。当然，在这大好的时代背景下，无所作为可就有些不太明智了。

创新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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朱利安·基思·洛伦（Julian Keith Loren）

是一位一流的创新家。20多年来，他建立了自己的创业团队，承担了很多大规模的、多领域的设计项目。朱利安凭借新趋势之力，消除不利影响，打破沟通障碍，运营着一家游戏社团。这家社团主要是通过让人难忘的面对面游戏进行深层次探索，从而设计出不一般的作品。他还是创新管理所的联合创始人。他帮助通用电气公司、强生公司、易贝（eBay）、未来集团制订出非常重要的创新计划。朱利安在斯坦福大学和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任教，同时他也创立了合作设计项目，有时还会写写关于技术和创新的文章。

你怎么看专利保护？

我曾经给一家公司做咨询，这家公司是全球排名前五的专利持有方。它们大部分的专利形同虚设，不仅增加了庞大的花费，还不起什么作用。

它们非常想用特别的商业或者服务模式、机构模式、形象模式、生态模式来进行“超级系统设计”，并不想用什么所谓的专利来保护自己。世界在发生变化，专利价值的增值空间越来越少，特别是软件专利，要么是保护很少，要么是根本起不到什么保护作用。

商业模式是如何改变的？

专利可以让一些经理和股东高兴，但人数并不多。在过去，情况通常是这样的：如果一家新公司正在寻求资金支持，那么你就得拿到专利，因为风险投资家很在意。但如今这一规则改变了。

在硅谷，模式通常是这样的：让我看看有效的、有员工参与的商业模式。运转不错的话，我会投资。我不关心你的什么专利。这种模式已经持续多年，但需要受到大众认可。可能目前大家还不能完全接受，但在硅谷，人们越来越认识到专利已经没以前那么重要了。

在这个日新月异的世界中，好像很少有机敏的人能够抓住这一机会，越来越多的重量级公司可能会在这种背景下适应得很好。

那也不一定。如果你是重量级的公司，你会说：“我们要进行创新实践。我们要建立创新网络。我们得寻找合作伙伴。”一旦这一消息传出去，很多小公司就会蜂拥而至。当然，从规模、市场渗透力和品牌效应来讲，重量级公司还是有一定竞争优势的。如果你的公司名不见经传，你如何吸引大型的、有活力的生态系统？

大公司会选择一些潜在的竞争者，帮助它们提升产品质量，这些大型的公司会对这些新开的小公司说：“在我们已经建立的基础设施上进行工作；在我们已经创造的财富基础上发展。这样你将会更成功，你只需要专注你的不同之处就可以了。我们会帮你打通市场渠道。”很多公司看到商机，拼命争夺，去创造开放型的创新网络，提升产品或服务质量。

“要想定义创新，就要看它取得了什么样的成就，而不是只看字面意义。从这个意义上说，创新=不随波逐流+挣钱。

胡安·卡诺·阿里比（Juan Cano-Arribí）

Planel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你既不是创新型的内部企业家，也不是创新型的企业家，好像是介于两者之间。他们之间有什么不同吗？

我经常将自己归为内部企业家。内部企业家不仅拥有和企业家一样的企业精神，而且喜欢额外的束缚，诸如监管约束、复杂的企业动态处理。有的人不喜欢额外的挑战，有的人喜欢。对创新者而言，无论他们是创新型企业家还是内部创新型企业家，都是在不断推动创新。有些人可以在两者之间随意地转换，有些人对其中一种类型有着执着的热爱。

有一点我很奇怪：谁会请内部创新型企业家呢？

很多创新顾问只做观念推动和框架架构方面的工作，很多企业都需要这样的顾问。在这里，我需要说清楚的一点是我们传达的只是理念。我会参与一些大型的项目，在创新过程中给予指导。这些公司通常都是一些资产以数十亿美元计的大型企业，所进行的项目往往非常大胆。而我也只做非常大胆、有创意的项目。

“我们对数字平台下的商业优势进行分析，使企业和个人对此更了解。我们提高企业和个人的能力，让他们对快速发展的世界有明确的认识，为他们提供在这种环境下的生存之策。而不是让他们在这一世界中败得一塌糊涂。

彼得·威廉斯（Peter Williams）

澳大利亚优势中心首席优势官



关键词想象力练习

花几分钟，闭上眼睛，放松，在脑海中回想这些关键词。在这期间，你可能会冒出一些想法，把它们记下来，以备日后好好研究：

胆大、不随波逐流、生态系统、基础设施、内部企业家

马特·巴里（Matt Barrie）是优秀企业家、技术专家、演讲家……马特的头衔很多，获奖无数。他是Freelancer.com创立者和首席执行官。Freelancer.com是全球访问量和影响力最大的外包接活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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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教育家、创新家、企业家，你觉得什么是创新？

在我看来，创新主要针对效率低下的产业、进程和技术问题，帮忙它们找出合适的解决方式，让生活变得更简单，让企业更容易赚钱。

你是否认为澳大利亚更容易产生创新者？

当然，全球排名前10的专利持有者，澳大利亚就占了5位。事实上，我们有世界上人数最多的专利写作人士，比如基亚·西尔维布鲁克（Kia Silverbrook）。

澳大利亚是个适合做研究和发展自身的好地方。这里是一个非常棒的人才基地，有很多优秀的大学。虽然澳大利亚只有2400万人口，但我们付出的努力超过了2400万人所能做到的。

那么，你不认为澳大利亚地广人稀并不占什么优势吗？

相反，我认为从某方面来说，这是一种优势。一直以来我们总是认为自己很落后，所以总是努力、努力、再努力，甚至有时候都没有意识到我们已经遥遥领先了。

澳大利亚面积大还有另一个优势，那就是我们总是能放眼全球、综合考虑市场。所以很多人从一开始就在想“我们如何占领美国市场？” “如何占领全球市场？”很多美国公司并不这样考虑，他们会说：“我们的市场份额很高，我们只要专注于美国市场，专注于挣美元、讲英语就行。”在美国，每天都有很多公司诞生，它们做得也不错，但很快就会在全球被复制、被模仿。当它们真正意识到问题所在时，往往已无法力挽狂澜了。

以前，你曾很明确地表示过，澳大利亚学校对IT专业关注度不够。为什么会这样说呢？

国家的未来不再是依靠那些没有技术含量的工作，比如将石头从地下挖出来，然后运送到海外去赚钱。况且我们的自然资源和矿物质也不多了。全世界只有一两种产业有足够的生产力，而且它们必须依靠创新技术，才能够创造出更多的财富。

澳大利亚有2400万人口，作为全球经济主要的参与者，我们必须以全球眼光对企业进行规划。澳大利亚人口虽然少，但不影响我们谋求国际化的发展。而这一切都需要技术，而且势在必行。我们需要去尝试一些大型的项目，比如曼哈顿计划(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美国研制原子弹的秘密计划的代号)，从而建立起世界一流的技术企业。

现在，我们身处政府所说的“奇迹经济”洪流中，之所以称为“奇迹经济” ，是因为我们“挖出并输送到国外的东西”的价格不断上涨。中国在这方面功不可没。这也是我们的出口迅猛增长的唯一原因。随着日用品需求量的减少，我们在这方面获得的暴利，在不久的将来会暴跌。这就是我们目前的情况。

当务之急，就是要提高我们国家的教育水平，包括高中教育。西方国家面临的最大问题是，工程学、计算机科学，还有一些比较“难啃”的科学课程招生越来越困难。这种情况要追溯到登陆月球。我们成功登月时，每个适龄孩子都想成为宇航员，所以他们都选择了工程学专业。但从那以后，这些专业的招生人数就越来越不尽人意了。

现在，大量自费外国学生到我们国家留学，很多高等教育机构才涌现出来，因为这些外国学生可以向它们支付学费。我们必须得想办法鼓励高中生去学技术，去上大学，鼓励他们在学业上深造。这样才能为以后企业发展奠定基础，才能有更多的优秀人士创立技术公司，才能解决世界面临的问题，才能为国家增加收入。这是那些毫无技术含量的工作远远不能达到的成果。

如今，国家亟待解决的就是提高我们的教育质量，其实不需要在这方面投入很多。随着时代的发展，现在也可以在网上进行教学。我们可以从教授高中生计算机课程开始，逐步研发一个高质量的教学程序，耗资也就几百万美元。

詹姆士·柯伦（James Curran）执教于悉尼大学，是国家计算机科学学院的主管，他准备研发这款教学程序并进行推广。这样一来，澳大利亚政府需要做的就是批准。每个学生都看过电影《社交网络》（The Social Network）。每个孩子都想要自己编写iPhone的应用程序或者超过马克·扎克伯格，开发出比Facebook更受欢迎的东西。这种想法当然应该予以鼓励。但是，我们的高中学校所开设的课程往往太滞后了，跟不上时代的发展。

作为一名技术型的创业演讲家，你认为这种话题的演讲有什么内在必要性吗？

技术的内在本质就是企业性。看一下周围快速发展的技术，它们都和创立新公司有关，都是在打破原有的行业模式，然后创立另一种新的大型的创新模式，这种模式具有持久性、可持续性并且还能够创造财富。

20年前，我上大学那会儿，并没有迹象表明我以后可以成为企业家，可以自己开公司。我当时接触最多的就是研究商业产品的存活周期。

现在我正在运营一个项目，具体负责管理的是即将毕业的工程学专业的学生，计算机专业的学生也可以很容易地加入到这个项目中。他们体验到框架和工具的妙处，从而激发了他们创业的动机。

放眼全球，在很短的时间内，会有新的公司出现，并且通过技术创造出数以亿计的利润。如今是地盘争夺战，整个物质世界变得越来越虚拟。这就是我们所说的网络。

全球最大的、最直接的市场型企业是软件公司——谷歌。全球最大的书籍零售商，即将成为最大的整体零售商也是一家软件公司——亚马逊。全球速度最快的电信公司也是从事软件行业的，那就是Skype。在机遇面前，我们要学会捷足先登、抢占先机。

当我观察当今世界的网络公司时，会被你创造的全球访问量和影响力最大的外包接活平台Freelancer吸引。我认为，Freelancer提高了创新的价值，因为这个平台上的项目参与者必须要有创新能力，才能做好他要接手的工作，不管这份工作是什么。

一方面，在Freelancer上进行交易的市场双方都是企业家。在西方，企业家既可以指小型企业的创立者，也可以指对产品、网络或者服务有自己想法的人。另一方面，Freelancer就是企业家本身。他们是自己所创造的经济世界当中最优秀的人物。他们可能在孟加拉国、在印度、在巴基斯坦，但不管他们在哪里，他们都是自己那一代人当中的技术人才。他们创业，他们进行创新，建立起对世界发展有用的产品。总的来说，Freelancer就是一个市场平台，在那里每个人都可以创新，都可以是企业家。

“创新就是发现未满足的需求，找到适当的解决方法，这样，市场也就应运而生。

拉里·麦克唐纳（Larry MacDonald）

爱迪生创新机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Freelancer的创新之处就在于使全球范围内的每个人都有自主权，只要他们能上网，当然也包括主体世界的人们。他们因为这样或那样的原因生活成本低，做生意成本也不高。你认为他们收费不高，会降低他们从事某种特殊工作应获得的报酬吗？

世界瞬息万变，技术在很大程度上是背后的始作俑者。我们不会画蛇添足。世界在发生变化，工作也在变化，这些都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对我们西方人士来讲，我们需要做的就是提升价值链，成为创新者，成为企业家。我们应当这样思考：“我如何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世界上有70多亿人口，其中20多亿在使用网络，但是其余的50亿人也即将加入到网络使用大军中来。看看全球的劳动力市场，就会明白在网络上将会有更多物资交易。

我们可以对此假装不知情，祈祷这种情况不会出现。但现实是，这50多亿人在忍受着饥饿、贫穷，这些人一天挣2~8美元或者更少，有时，连基本的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我将这些人称之为环境所迫者。他们迫切希望靠自己的努力改变这一现状，他们需要一份工作。在发展中国家，Freelancer的出现为这些人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机会，他们可以上网挣钱，可以按小时、按天或者按月结算他们的工资。

但是在西方，依靠网络工作有一定程度的失业风险。很多工作需要的是企业家的眼光、严谨，需要非同一般的技术，从事这些工作的人不用担心失业。蓝领工人也不用担心，比如管道工、手艺人、引导停车位的人，等等。但如果你是一位白领，失业风险就存在了，你的工作有一定的规则可循，正如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n）所说，这样的工作可以通过软件或者网络来完成，没必要让人去操作。

世界上有很多这样的工作。像银行、租赁公司、房地产公司、会计公司，甚至一些和法律实践有关的公司，它们做事情非常没有效率。在这种情况下，就可以用软件或者其他方式来代替它们。

西方世界面临的问题是如何往价值链上端移动。我们需要提高雇员和本国人民的教育水平。教授高中生关于技术的学科内容，而不是只做表面文章。我们要努力将我们的大学建成世界一流的集研究与科学于一体的大学。

“我们有多少企业家在解决印度所面临的问题？我们不能被西方世界很多成功的模式迷惑了双眼。对印度目前面临的巨大困难不闻不问。印度有很多企业，有相当庞大的消费群体、企业家和创业者，他们可以非常机敏地瞄准目标市场，建立稳定的企业。但他们要先解决印度本国的问题。印度企业家素质越来越高。我们新生代的企业家有着全球视野、高情商和谦逊品质，并且可以接触到全球最优秀的技术人才。在印度建立全球性竞争实力强大的企业是非常有可能的。说不定在印度会出现下一个Facebook、Dropbox或者Airbnb公司。

库纳尔·莎（Kunal Shah）

Freelancer.in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关键词想象力练习

改变、竞争、颠覆、企业、风险

塔拉·亨特（Tara Hunt）是演讲家、作家、优秀企业家以及影响者，也是在线零售网Buyosphere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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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做过很多工作，除了做品高（#pinko）的营销外，还曾一度非常投入地加入到联合办公中。你是如何定位自己的？

开始做联合办公的工作时，我正就职于一家网络创业公司，但我已经在考虑做一名自由职业者，这样我就可以参与各种各样的项目，也可以与不同类型的创业公司合作。事实上，从我内心来讲，我还是希望有自己的空间。所以，一切都开始改变了，而且，我周围聚集着一群非常优秀的人。

当时，我的生意伙伴也是我的男友对这些事情非常热心。我们花很多时间讨论民主会议和空间将会如何改变这个世界，事实上，我们讨论的东西现在已经实现了。在全球的很多城市，联合办公已经成为非常不错的平台。很多企业都欢迎陌生人来到他们的办公室，这样往往也能激发创新，提高效率。

你认为联合办公能激发商业创新或者说促进商业发展吗？

尽管我们的想法有点天马行空，但我们从来没想过大企业会加入到联合办公中。通过我们提供的平台，它们会越来越有创造力。不仅如此，它们还邀请其他人士加入。这种变化是我们没有想到的。

你为什么觉得内部试用产品是非常必要的？

如果我不试用自己的产品，就不会明白为什么用户不喜欢。用户不会告诉我他们不喜欢产品的理由，他们用完就离开了。通过自己试用产品，我们可以找到用户不满意的原因，可以知道为什么我们的用户数量没有增长。

“认真去工作。

斯科特·海福尔曼（Scott Heiferman）

Meetup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在试用过程中，只有很少一部分用户会在发现问题后，给你发个邮件或给你的Twitter留言。我跟这些热心的用户保持非常密切的联系。相当一部分用户是：如果体验不好，就直接离开，去尝试下一个产品。我非常想知道他们为什么体验不好，我非常想解决这个问题。通过自己试用产品，我就可以与用户群进行沟通，弄明白用户体验不好的原因。

你觉得Buyosphere的模式是和品高公司一样的C2C（Consumer to Consu-mer）模式吗？

当然。顾客就是上帝。品高公司的营销理念就是为大众服务，就是以用户为核心，即一切为了用户，一切从用户出发。

很多品牌的设计理念刚开始都让人心生怯意，这些品牌往往给人的感觉是高大上，喜欢发号命令，喜欢控制——控制品牌形象、控制品牌对外的宣传。然而，对品牌影响最大、能发挥最广泛宣传作用的是顾客，这也是Buyosphere的运作模式——依靠纯粹的源自用户的建议，即口碑。

品高公司一直以来是往回拉顾客，而不是把顾客推之门外。有种说法是品高公司是消费者改革的一部分。如果企业或公司不去迎合改革者——消费者或终端用户，它们不会失去公司本身，但极有可能丢失市场份额。

当然。我要说的就是改革正在发生，改革必然会影响销售。但很多零售商并没有准备好迎接改革。

看看零售业目前的情况，就是在烧钱。创新型电子商务对零售业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比如说，传统商业和店面会被虚拟交易取代吗？

虚拟购物的发展是必然的，但是还有一种非常有意思的现象。很多电子商务网店开始建立线下旗舰店，因为它们意识到了让顾客体验的好处，比如可以让顾客真实感受一下产品的材质，可以使顾客与品牌建立一种亲密的关系。

我觉得传统的商业模式在一定程度上还会存在，但会发生一些变化。线上线下的沟通将更加灵活。在美国，一些零售商允许顾客线上预购，然后去实体店拿实物；或者线上购买之后，你不喜欢或者认为这件东西不适合你，可以在实体店更换。

你如何看待电子商务对注意力经济的利用？

尽管这样说会让我有点像美国腔调的社会主义者，但我还是得把自己的观点表达出来。电子商务对注意力经济的利用，可以让顾客利用各种各样的购物工具买到更好的东西。我们购买的不是数量而是质量。我觉得这比算命更让人有希望，你将自己创立一个你想生活的世界。

你是移民到美国的，也给这个国家创造了很多财富。能不能这样说，其实很多美国人并不觉得创新型移民对美国很重要，也不会对美国的经济有所帮助？

首先要说明的一点是，他们并不叫我们移民，而是称我们为外国人。我觉得如果非要给我们这些在美国的人士下一个明确的定义的话，那就是，他们觉得我们把原本属于美国人的工作机会抢走了。谷歌就是由两个移民创立的。

“世纪之初，创新发展突飞猛进，这种势头一直延续到千禧年。创新不再是一个简单的发明的代名词。创新是将各种资源、各类优秀人才融合在一起，搭建一个平台，从而可以通过平台进行颠覆性的商业运作。展望未来，我觉得如今的创新模式可以让以前的创新理念以更加持续快速的形势发展起来。

海亚姆·瓦吉（Khayyam Wakil）

Immersive 传媒公司首席创新官



关键词想象力练习

消费者、授权、互动、变革、用户

文森特·卡蓬（Vincent Carbone）是Brightidea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运营官。10年来，他主要从事战略创新项目工作，致力于建立全球创新网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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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司的名字Brightidea是为了纪念托马斯·爱迪生吗？我注意到你出生在爱迪生实验室所在的新泽西州门洛帕克市，并在那里长大。

由于爱迪生的实验室就在附近，所以门洛帕克是第一个有路灯的地方。坦白来讲，爱迪生是想法管理的鼻祖。之所以绕这么大圈子提到爱迪生是因为我们在Brightidea所做的就是帮助公司管理创新想法。爱迪生是第一个记录和寻找合适想法的人。他把所有的想法都整理在卡片上，分门别类，井井有条，便于以后查询、相互参照。爱迪生的很多有创意的想法就是这样诞生的。

显而易见，在他的职业生涯中，他十分尊重想法。

我从未听说过“尊重想法”，但是我觉得这种说法很在理。爱迪生对每一个想法都认真对待。这一点正是许多人和公司正在做的。尊重那些有内在价值的想法，将它们作为可以记录和深入探索的基础性框架，捕捉其内在价值。

我觉得越来越多的公司正在意识到内在价值的重要性，因为世界越来越数字化。数字化越来越受欢迎意味着做东西越来越容易。3D打印机就是一个很好的例证。

数字化的发展让产品生产越来越容易。各种各样的想法的内在价值越来越大，因为它们使产品制造成本越来越低。你肯定知道这句话：“天才就是百分之一的灵感加百分之九十九的努力。”我觉得随着数字化的发展，这一说法会发生改变，“灵感”和“努力”之间的关系会变得更平衡。

浏览你创建的Brightidea网站会发现，这个创新网络就像是一张“各种想法相互交织的大网”。这些想法说不定真能解决世界面临的难题。它们可能是产品，可以用来交易。这么一来，你的创新网络是不是就可以成为某种创新或者想法交易所？

当然。这就是我们想要达到的效果。举个例子，通用和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员工有些想法，但这些想法可能与他们的公司没什么直接关系。再比如说，有没有可能让公司奖励那些为公司出谋划策的员工，有没有可能让公司意识到员工想法的内在价值？随着时间的推移，我们可以看到公司会越来越重视想法的重要性。一些想法可以用来推动它们自己的产品和服务，但还有一些能让想法创造最有效的投资回报的方法就是，卖给那些可以利用这些想法做事情的人。

当创新网络达到一定数量时，实现以上描述的机会就会出现，希望那时我们可以在eBay上进行交易。长远来看，这有助于人类的发展，有益于我们所居住的地球。

“创新和知识是基础。当创新与公司外围的改变不相联时，就会偏向于内部。深谋远虑是做决策时的重要工具，我认为快速发展中的技术型机会是非常重要的外部创新。这种机会往往关注于商业模式、产业、人类行为、技术和竞争对象。

“当企业领导者意识到创新是良好领导力中最重要的部分，而不是照本宣科般做决定时，以上种种情形往往就会应运而生。最好的结果往往出现在这样的情况下：好奇与创新能够满足业务发展的需求；在市场反应中能够灵活、敏捷；能够基于现在，展望未来。目前最重要的问题是个人往往不能同时具有好的想法和行动。要让想法变成行动，个人就需要在自己所从事的工作当中被理解。总的来说，掌握技能和通力合作是必不可少的因素。无论从事的产业是大还是小，其核心因素是共同协作。

多米尼克·奥罗（Dominique Jaurola）

移动、互联网企业家，未来主义者



关键词想象力练习

合作、数字、工具、价值、世界

马特·弗兰纳（Matt Flannery）是Kiva公司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是经济无国界奖（The Economist’ s No Boundaries Innovation Award）的获得者。Kiva公司利用技术和小额信贷的创新，努力帮助减轻贫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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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你决定让陌生人互相借钱，进行私对私小额贷款，消除贫穷时……我想有些人可能认为你疯了才会做这种事情。

人们会说这不公平；说非洲人一般不会从网上获取数据；说我们不借给陌生人钱；说没有人会把钱还给我们。他们认为这样不合法、不可行、不可能……当然，从一般意义上来说，确实不可能。

但最后结果是，我们成功了。这主要是因为我们聚集了一帮人，组建了一支非常优秀的团队，尽管这些人之前也没有把握能做好这件事。当你从事一项希望不大的工作时，得赋予它强大的信任和亲近感才行。人们聚集在一起做一件在外人看来根本不可能的事情时，所需要的最强大的支撑力就是信任。

什么促使你创办Kiva公司？

2004年，我27岁。我和Kiva公司的联合创始人杰西卡、摩西一起去乌干达、肯尼亚和坦桑尼亚旅行。我当时是TiVo公司的一名程序员，从繁忙的工作状态中脱身出来，有了这一段假期。我在一家非营利性机构做志愿者，主要工作是采访获得小额贷款资助，从而可以从事卖鱼、裁缝、卖二手衣服或者经营小餐馆之类工作的人。我从这些人的故事中得到了启发。

我一边采访这些人，一边录像，这让人思考很多。我之前对非洲的印象就是饥饿、贫穷、战争、疾病……当我身处其中时，看到的却是非常积极向上的故事。这一点让我深受感动。

我一向对企业家敬重有加，一直想创立自己的公司。所以，与其过分强调这些人所遭受的不幸，不如访问他们对未来的想法和计划。与他们交谈真让我振奋和满怀希望。

我想把我这些有意义的经历与朋友们分享，所以我们创立了Kiva公司，这样一来，在美国的人就可以体验到我们在非洲所体验的经历：他们（我在非洲遇见的人）需要的不是同情，而是学习商业理念，与商业人士合伙做生意；他们需要的是能增进感情交流和互相尊重的合伙人，而不是高高在上的赞助者。

“成功的创新能够完全阐释品牌内涵。也就是说，能够让人对产品欲罢不能，能够让产品与众不同、纯朴真实。欲罢不能总会促使人们采取行动，这是非常关键的，即使“行动”还只停留在想法中。产品的与众不同不只是标新立异，而是你的产品总是远远优于竞争对手。更重要的一点是：创新必须纯朴真实、不夸张。真实意味着一定要可信，要对客户信守承诺，要拿质量说话。真实也可以是顾客至上，为人民服务。总而言之，不同凡响、令人信服、纯朴真实的创新才能打动人心，占领市场。

塞西莉·萨默斯（Cecily Sommers）

作家，策略与创新顾问



你正在为你们的Kiva Zip.寻求更广阔的资源，你对这一项目有什么期望？

Zip.kiva.org是我们的一个尝试，我们并不知道将来的发展如何，但它确实非常有潜力。Kiva的使命就是通过借贷将人们互相联系起来，消除贫穷。我们希望能够达到这个目标，希望走得更远。我们希望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提升到一个新的层次，希望大家关注不被金融系统接受的人们。

在肯尼亚，这个网站非常具有创新性。我们将借贷双方通过手机相互联系起来。借款者将手机号和图片发布到网上，我们则直接通过网络向他们汇入需要的金额。有些人住在肯尼亚郊区，有的人住在海上的小岛上……这些人离我们很远。他们住在贫民窟里，希望得到60美元或者更少的贷款。银行、非营利机构都对他们置之不理，而我们可以以非常低的价格为他们服务，甚至可以为他们提供无息贷款。

刚开始做Zip.kiva.org的工作时，很多人都认为肯定不行。幸运的是，技术帮我们解决了这一问题。尽管有很多困难，有很多未知的危险，但Zip. kiva.org运行得还不错。虽然做得并不完美，但我们每天都在学习。我们的还款率是97%左右，比起Kiva.org的99%是少了点，但远远高于美国信用卡60%的准时还款率。

我们注意到，我们提高了借贷双方在情感上的联结，这么一来，我们就能在全球范围内继续延伸这种情感因素。想象一下，在Kiva网站上靠贷款读书的孩子突然之间就和以色列、巴基斯坦和南苏丹的某个人有了某种联系。当这些孩子长大成人开始选择工作时，当他们进入政界时，需要做重要决定时……以前的这种经历会对他们产生什么样的影响。在Kiva网站上的经历，让他们这代人更有情怀。如果你是在相互联系、沟通的氛围中长大，就很少会有那种将别人看作敌人的情绪。

Kiva的黏合度和倡议阐释了用户参与的重要性。

企业虽小，但我们要为之奋斗的理想却非常伟大，我们相信自己，也会尽自己的一份绵薄之力。目前，我们所了解到的是我们正在增加借贷双方之间的情感共鸣。

有一个人从墨西哥过来，说他的工作是在当地制造沼气池，有些当地居民从Kiva网上几百人那里得到了贷款。他讲述了那些拿到贷款的人因此发生的心理变化。他们都是很贫穷的人，所以从来没有出去旅行过，也没有人关注他们。如今，借助于我们的平台，他们看见数百个支持他们的人。他们知道这些借给他们钱的人有的在香港，有的在瑞典，有的在西雅图……这些人肯花时间借出去25美元，写出自己的评论，并且对他们的商业感兴趣。比如，在墨西哥农村，牛的排泄物经过分解，转化成了石油。

一旦他们意识到自己是全球公民，给他们带来的变化将是非常巨大的。这些借款的人明白，只要他们还了借来的款项，将会使更多的人，或者在墨西哥，或者在非洲……得到借款。他们明白，自己微不足道的行为说不定会对世界产生非常大的影响。

“我认为创新就是想出新的办法来解决问题。10年来，我很少看到创新能够与想法本身联系起来。以前我看到更多的是和精神方面、物质方面或者金融方面相关的。举个例子来说，你知道一个想法，就能马上付诸行动吗？可能在同一时间有50%的人都有某个想法。这就回到“如果森林中的一棵树倒了，周围又没有人，那么这棵倒下的树有声音吗？”这一情景中。创新要发挥实质性的作用，就需要有人将毕生的积蓄或者社会资本都花在将树拖出树林当中，还得召集一帮人，把树立起来，再让它一次次地倒下去，后来大伙都做腻了。但刚开始做的时候，这种感觉并不存在。在这个游戏中，如果你做得比西西弗斯[2]还好，那么你就达到创新的境界了。如果你喜欢这种体验，那么下一次你将不只是获得荣誉，你还可以挣钱了。

本·里格比（Ben Rigby）

Sparked.com首席执行官



关键词想象力练习

联系、共鸣、激励、大多数、信任、世界

约比·本杰明 （Yobie Benjamin）是企业家、技术创新家、发明家。他也是花旗集团首席技术执行官和花旗全球交易服务发展创新与学习中心主席，被美国广播公司（ABC）的20/20节目和发现频道评为全球顶级安全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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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目前经济模式下，你如何看待数字金融？

你所说的“数字”只是移动互联网当中的一部分而已。以我的观点来看，地球上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经济生态圈，这是我起的名字。在西方，这种“经济经济圈”无论是从广度还是深度来说都非常庞大。

你有了汽车就可以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这样商业就产生了。移动在这中间发挥了很大的作用。交流沟通在经济生态圈中发挥的作用也非常大。你通过网络与别人交流沟通真的会扩大经济生态圈。事实上，在西方，大多数人们通过交流、通信和交通几乎能做任何事情。但是，在全世界，这个人数比例则为20%~25%。

我们现在正在进入所谓的“新兴世界”。我们不用汽车，也不用来回跑，只是用手机就能发现有什么奇妙之处。

手机主要充当两个角色，一个是语音通信。突然地，你就可以和在另一个村庄的表兄弟通话了。之后，手机把文字的功能性发挥得更为淋漓尽致：发短信。从扩大经济生态圈方面来看，文字功能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现在不仅可以通过语音交流，实际上还可以使用某种形式的书面语言进行数字通信，不管是何种书面语言。这种沟通方式的使用呈指数形式的增长，在沟通领域是个非常大的突破。

接下来发生的情况是，突然有一天，一个在马里首都巴马科的人可以将自己的东西卖给在塞拉利昂或几内亚的人，而且交易数额还很大。以前可从来没出现过这种情况。一直以来，他们从事交易、商业的想法都是和距离远近有关，他们认为从一个地方到另一个地方，可以骑马或驴，也可以使用一些其他交通工具。但他们对商务和付款的概念知之甚少。

后来，这种曾被西方世界所拥有的经济生态圈开始扩展到全球，特别是有着众多人口的第三世界国家。仅仅是人口数量带来的影响就要远远高于西方世界。同时，由于参与数字化交流的人越来越多，他们所达到的生产力也是西方世界无法相提并论的。

就全球数字经济来讲，你如何看待一流公司和默默无闻的公司之间的创新？

一般来讲，公司越大，创新越少，不是因为大公司不想创新，而是机制的问题。任何大的物质，从本身来讲都非常复杂。比如说，人类的细胞非常简单，但是人本身却非常复杂。国家也是如此，作为一个个体的公民并不复杂，但要是一个村庄、一座城市或一个国家就要复杂很多。随着公司的成长，管理、规章制度……变得越来越繁缛。小的公司正因为其小，更容易发挥“船小好掉头”的优势，反倒容易创新。

创新有国界吗？

发达国家的人或者说接受高等教育的人创新能力就高吗？我不这样认为。举个例子来讲，我获得了广播通信系统的文学学士学位，后来又自学计算机。但是现在我是一家很大银行的全球首席技术执行官。

听你这样讲，倒给了我们这些文学学士学位的人一个希望。说到希望，让我想到你现在的爱好是转基因，你觉得这会给多数人带来希望吗？

目前，我们所做的就是制造出抗击癌细胞的病毒和细菌。这是一门新兴的产业，称之为合成生物学。合成生物学是科学，是艺术，它用最基本的计算机进行设定。什么是最基本的计算机？就是人的生命。细胞、病毒这些东西，就像计算机一样，可以进行编排，可以输入、输出。细菌也是如此。现在的问题是，我们知道它们的行为方式，也知道输入和输出需要达到哪种效果，那么我们应该如何控制DNA，让它们对人类有利，以便治愈癌症？

酵母（菌）和人类DNA分子结构很相近。我们可以操控酵母（菌）。啤酒酵母在做面包和啤酒时都要用到。要想证明你能操控一个简单的生物体，比如说酵母，那就试试能不能与癌细胞对抗。这是一种很大胆的想法。我们可以这样说： “喝这杯啤酒，能治愈癌症。”随着科学的发展，这种情况是可以实现的。

你知道，现在在美国，有很多人可能并不支持你从事的工作，还有可能通过立法来反对你这样做。

非常正确。这就是我们常说的政治问题了。政治障碍在每个国家是不同的。我既是一名美国人，也是一名全球公民。这也意味着，如果我不能在美国做这件事，世界上还有将近200个国家供我选择。

全球村离我们越来越近，我们可以说： “好啊。我在这儿做不成，我可以换个地方试试。”我可以在瑞典、澳大利亚或者瑙鲁岛去从事我所想做的工作。

如果整个世界有铁罐围墙，各个国家是独裁统治，那就会有困难。但整个世界是开放的，政治也是开放性的。事实上，很多国家、政府、地区非常希望能够在科学方面有所成就，所以那种毫无根据的害怕往往是微不足道的。

“创新过程中，颠覆是必不可少的一环。创新同时也是全球性的。在ProVoke，我提出一个三条腿凳子理论。为了取得进一步的发展，我们必须考虑如何颠覆，如何发展，这就像一只只有三条腿的凳子。

“第一条是自上而下。上指公司的管理层、领导层和董事会必须意识到创新的重要性，全力支持。不能只是做表面文章：“我们支持创新。”而是要以实际行动去表明自己的态度，去奖励那些有创新精神的员工，而不是指责他们由于创新而分神。

“第二条是自下而上。通常是指那些目前已经非常成功的大型公司，等级分明，制度严格。在这些公司当中，员工得有敢于冒险的精神，敢于创新，相信自己在这样的公司氛围当中是可以创新的。

“第三条是中间区域。也就是指整个企业都接受创新。但是它们必须明白，创新也有一定的风险，对于失败的员工，仍然要奖励而不是一味批评指责。三条腿凳子理论缺一不可，缺少任何一方，凳子都会不平稳。创新成功的路上，我们得接受风险、失败、恐惧。

琳达·贝尔纳迪（Linda Bernardi）

作家、创新顾问



关键词想象力练习

沟通、恐惧、全球、移动、平台

不可否认的是，世界经济瞬息万变，发展道路不可能一帆风顺。全球数字经济所表现出来的网络交易模式是免费的、变幻莫测的。新型的以知识为导向的全球数字经济从某一方面来说，与（美国初期的）西大荒很相似。与典型的西方模式不同的是，经济时代当中的胜出者不是那种墨守成规、固步自封的人，而是那些能够与潜在用户和终端用户相互合作，并且能够充分发挥“我”经济中“我”的作用的企业或机构。它们面临一个从来没有人涉及过的、机遇与挑战并存的、天高任鸟飞，海阔凭鱼跃的时代。

  


  注释

[1]　语义网是对未来网络的一个设想，现在与Web 3.0这一概念结合在一起，作为3.0网络时代的特征之一。简单地说，语义网是一种智能网络，它不但能够理解词语和概念，而且还能够理解它们之间的逻辑关系，可以使交流变得更有效率和价值。 它的核心是：通过给万维网上的文档 （如：标准通用标记语言下的一个应用HTML）添加能够被计算机所理解的语义“元数据”（Metadata），从而使整个互联网成为一个通用的信息交换媒介。——译者注

[2]　西西弗斯是希腊神话中的人物，与更加悲剧的俄狄浦斯王类似，西西弗斯是科林斯的建立者和国王。他甚至一度绑架了死神，让世间没有了死亡。最后，西西弗斯触犯了众神，诸神为了惩罚西西弗斯，便要求他把一块巨石推上山顶，但那巨石太重了，每每未上山顶就又滚下山去，于是他就不断重复、永无止境地做这件事——诸神认为再也没有比进行这种无效无望的劳动更为严厉的惩罚了。西西弗斯的生命就在这样一件无效又无望的劳作当中慢慢消耗殆尽。——译者注




02 关注国家的创新

每年，美国总统都会就国家目前的状况作国情咨文（美国总统就政府业绩和规划在国会所作的年度讲话） ，以及推动国家向前发展的计划。我认为，不管我们身处何处，关注自己国家的创新都非常重要。我们必须从微观、宏观和超自然角度来认真审视创新，因为不管何种形式的创新，都对个体、团队、国家甚至全球有极其重要的影响。坦白来讲，我们也必然对创新有所影响。创新的潜台词往往就是成功。这种成功可以是地方性的，也可以是全球范围的。

即使你没有护照，其实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人都没有，但你依然是全球公民。类似于此的例子很多，创新对你的影响，不管是从经济还是政治方面来讲都将持续增长。这时，我们往往会问：创新有国界吗？创新有引以为豪的诞生地吗？创新会因为推动社会向前发展而被认可吗？乐观地讲，创新可以将人类身上最优秀的特点激发出来，当然，有些人可能会对这一说法持怀疑态度。然而毋庸置疑的是，一个国家的未来，一个社会的未来往往要依靠创新，依靠创新带来的便携性。

全球各个地区，不管是村庄、城镇、城市还是国家，似乎对创新的需求越来越强烈。这可以体现在不同方面：可能是对更快的宽带连接速度的需求持续上升；也可能是对碳燃料和脆弱的生态系统的依赖越来越少。目前，人们倾向于创造创新型的、局部控制的、多样化的经济，这样他们可以参与到全球数字经济背景下的扁平经济的发展中来。公民或者用户越来越意识到通过社交媒体和在线参与政治的方式参与到国家大事中的重要性，这也意味着法律将呈现出前所未有的透明化趋势。

除以上提到的这些问题外，还有很多其他明显的问题也可以通过创造力、创新想法和创新领导力来解决，以达到所期望的效果。一个国家，只有其民众具有创造力，并且这种创造力具有多元化、多民族、对移民友好的特点，才能在新型的、以知识为基础的全球数字经济背景下不断发展、脱颖而出，才能拥有创新型的社区、公司和企业。

不管它们规模如何，创新型社区就像一架发动机，可以推动全球数字经济的发展。对于那些想要发展壮大的社区来说，创新型的精神和基础设施是必不可少的。基础设施包括简单可利用的服务，比如，卫生保健、教育、交通，还包括一个承认创新的内在重要性的领导和针对长期问题的创新方法。为了达到这些目标，我们可以在一开始就任命国家首席创新官和创新部长。比如法国的弗勒·佩勒林（Fleur Pellerin）、澳大利亚的格雷格·康贝（Greg Combet） 、阿尔巴尼亚的根茨·波洛（Genc Pollo） 、英国的文斯·凯布尔（Vince Cable）、美国的史蒂文·瓦洛伊克尔（Steven VanRoekel）、以及旧金山的杰伊·纳斯（Jay Nath）、纽约的拉霍·默森特（Rahul Merchant）……在这里，就不一一列举了。

目前，创新和创新领导力势在必行。简单来说就是，我们处在一个转折点，没有创新的国家将会被时代抛弃，身陷经济困境无法自拔。大小企业、国营或私营企业以及全球各地的政府都必须努力在新的全球数字经济背景下发展。

纵观全球，石油资源几近枯竭，企业的发展逐渐不再依靠于从地下人工开采自然资源，那些仍然完全靠开采自然资源谋求发展的国家的前进步伐将变得越来越迟缓。从短期发展来看，开采自然资源对国家有很大好处，但长期来看，在创新竞争日益激烈的情况下，那却是制约国家发展的重要障碍。举个例子来说，很多国家过度重视采矿业的开发，轻视了技术创新、相互合作的生态系统，这样很容易导致人才流失。越来越多的创新人士，特别是那些有着企业家精神的人，往往去海外发展，去寻找那些能让他们施展抱负的地方。有远见、有规划的国家善于运用人才，善于得到有企业家精神的人士的支持，从而能够在新型的全球数字经济背景下抓住机会取得长足发展。

各级政府都有责任把战略性和结构性的计划落实到其劳动力和教育系统的创新商数（Innovation Quotient）[1]上。此外，还需要强有力的、以用户为导向的基础设施来支持合作性的创新。这包括但肯定不局限于移动手机、网络及经济适用的移动数据的普及。

总部设在瑞士日内瓦的世界经济论坛是目前国际上从事竞争力评价最著名的机构之一，它从1979年开始，每年都会对每个国家的竞争力进行综合考评，然后推出一年一度的《全球竞争力报告》（Global Competitiveness Report）。《全球竞争力报告》的竞争力排名以全球竞争力指数为基础，包括制度、基础设施和宏观经济稳定性、创新能力、市场规模、金融市场状况、技术水平、教育水平等因素。在《2012-2013年全球竞争力报告》中，新加坡作为唯一的非欧洲国家进入前五名。第一名是瑞士，接下来依次为芬兰、瑞典和荷兰。获此殊荣的国家有什么相同之处吗？无一例外地，它们都重视创新，都将创新融入到教育、商业和基础设施当中，从而在新型的全球数字经济背景下，推动了本国经济增长，发挥了国民的积极作用。

有些国家在创新过程中没有取得相应的成绩，导致民众排斥创新。尽管很难用法律形式来规定创新，但政府还是应该鼓励民众进行适当的创新，只有这样，创新才能一直持续下去，经济才能取得长足的发展。创新者往往会面对失败的风险。他们所处的情况往往和西西弗斯相似，他们不断地希望创新能迈上一个新台阶，同时又担心石头会掉下来，将他们砸得体无完肤。政府需要做的就是将他们对未来的希望和可能会出现的结果分离开来。他们最不需要的就是无视他们成果的政府，等着看他们因失败而接受的惩罚，比如，信用黑名单、长期个人责任和受骗。

除此之外，扼杀创新的一个因素就是高大罂粟花综合征（Tall Poppy Syndrome）[2]，也就是那些大胆说出自己的想法或者脱颖而出的人经常会受到排斥。这种情况的存在往往对社会的发展有百害而无一利。“凡事皆有可能”和“跳出常规思维”有异曲同工之处，和解决创新当中遇到的问题需要果敢坚决的品质一样，都是创新社会发展中需要的能力。

一味关注创新是否具有政治性是无用的。我个人觉得创新没有政治性。我将焦点更多地放在不同党派是否会区别对待创新，是支持还是反对创新。世界上有些地方本身就非常关注创新的重要性，有些地方是因为从创新中得到了好处，才对创新广泛认可，究竟哪个更好呢？在缺乏民主的社会，或者对规章制度置若罔闻的资本主义社会，创新会遇到发展阻碍吗？是不是资本主义社会的文化更为多元化、社会相对民主化，而不是完全一味地追求自由市场？是不是政治应该支持社会创新？有些国家连温饱问题都没有解决，这些国家的人民是不是更应该不顾眼下形势进行创新？为了生存而创新和为了发展而创新有什么不同吗？

以上这些问题并没有绝对地对或错。但有一点是明确的，随着新技术的到来和使用，人们的自主权和参与权越来越多。即将到来的时代是属于以前经常被忽视的公民或者用户的，如今他们变得越来越强大、越来越胆大、越来越有话语权。这很好，健康、创新型的社会需要如此。在这样的社会里不需要墨守成规，只有勇于创新的人才能施展拳脚。

公民意识到他们可以通过社交媒体影响政党、政治。他们身处社会2.0[3]时代，这与开放政府(鼓励选民参与,以公众利益为重的政府)交相辉映。同时，公众对政府透明度的要求也越来越高，他们可以通过创新型技术和工具查看公众数据，也可以称之为政府2.0[4]或者电子政府。电子政府政治参与是改革性的，双向的。如同公民可以与电子政府联系一样，创新政府也可以与公民取得联系，从民众身上学习，更好地为民众的需求服务。全球各地的城市，像旧金山、首尔，寄希望于电子政府，并将之作为使命，他们通过一系列行动，比如增加民众对移动设备的使用，来提升公众服务水平。

创新并不特属于某一个国家、某一种文化或某一民众。但我认为一个国家的创新可以从对民众社会福利所作的贡献、是否有足够的物质基础保证人人受教育、协同合作的技术基础设施的使用率、是否意识到某一个创新想法的失败不等同于整个创新理念的失败等方面来进行评判。

大卫·本凯（David Ben-kay），Yuanfen-Flow Consulting Studio创始人兼主席。

创新意味着合作，意味着不分学科；创新的目标就是解决人类和地球目前还面临的各种问题。

[image: picture]

理查德·博利（Richard Boly）是美国国务院E外交[5]办公室主任；跨国创业生态系统，如心灵桥梁（Mind the Bridge）的领导人；国际创新和创新人士的忠实拥护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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外交就像变戏法，要在目前所有的职责范围前加个“电子（E）”就需要有非常丰富的经验和专业知识。我认为它就像前进路上的明灯，帮你照亮方向。

创新者接受这些规矩束缚。如果你在硅谷新成立一家公司，你面对的问题就是：筹集多少资金、招多少人才、如何能超越竞争者从而在市场上一炮而红……在这种情况下，你非常希望自己的金钱和时间越多越好，甚至希望自己有分身之术。你得接受这些现实情况的束缚，要不然你就白费功夫了。

在政府工作的人同样需要如此。想要创新就得接受短期预算或者漫长的决策程序，你得在规矩当中进行创新。

如果没有在外交中进行实质性的创新，那么有创新型的思维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吗？这样至少可以用来对付美国国务院和美国的其他机构或者其他国家吗？

当然。关键是要掌握火候。我在这里举个不恰当的比喻。玩风帆板冲浪时，你可以非常快地转向，是因为受到引力小，重心也不完全在自己身上，所以你受到的影响非常小，你表现很灵活。

如果你坐在战舰顶端，想要做冲浪板上的动作，并不会对战舰正常行驶的航道产生影响。但是潜在的影响很大，重心、引力都在不断增加。短期内这种变化是微小的，并不能看到什么效果，经过数月、数年的积累，这种变化将是非常巨大的。

从现在开始，在未来半年、一年或者五年时间里，你所做的一切将会拓宽你的眼界，并使你理解今天所做出的决定。虽然到时你并不能自己去品尝成功的果实，或者没有人会记得你就是那个起关键作用的人，没有人记得是你的团队发挥了重要作用，但是，明白自己这件事做对了，明白自己当时的决定是正确的，就足以让我们欣慰了。

比较好的做法是让每个人换个角度看待问题，看看他们能走多远，而不是直接让他们的想法发生180度大转弯的改变。外交和政治也是如此。

一般来讲，政府是风险的始作俑者。而外交，尽管有军队的支撑，也是风险的制造者。政府和外交的功用都是有意这样设定的。你不希望你的外交官们在和另一个国家进行非常重要的谈判时，在那里即兴发挥。

从你在关怀需要基金会（the Mind the Bridge Foundation）、美国联合慈善总会（the United Way）、和平公司（the Peace Corp）的工作经历可以看出，你关注企业家能力、创新思维以及社会主义。这些是如何渗透到你所从事的国务院的工作中的？

我有着非常坚定的信念，我会大力宣扬我所信仰的东西，所做出的决定也往往带有这种信仰的成分。如果你是不利的一方，千万不要诋毁已经做出的决定。这也是为什么我总是选择在新领域工作，因为在这些领域，还没有什么成文的决策，需要你来做决定。

例如，我曾与巴拉圭的司法部一起共事。巴拉圭的法律对知识产权有着非常明确、清晰的定义。我就说： “看，你们的法官和检察官都在加强对知识产权的保护，你们有第三方来鉴定是否有人违犯了法律，所以你们有更多的资源来支持起诉人。”那些所谓的坏人就是靠倒卖冒牌产品、为恐怖主义分子提供资金支持和贩毒来赚钱……这些行为在巴拉圭很常见。我们可以利用这次创新的机会帮助巴拉圭成为一个人人可以做正经生意的地方。

刚才你提到了知识产权，目前有些人认为需要减少专利权，因为这些专利越来越成为鸡肋，对此，你怎么看？有些人直接把专利等同于贸易障碍，他们认为专利导致经济增长速度放缓。

我知道在定义知识产权时，有很多细微的差别。随着数字元素的不断变化，这种情况也会有所改变。但是，放眼全球，创新元素一直在增长，并且我们对创新的保护也越来越受到重视。

举个我在意大利时的例子。有段时间我们跟意大利政府谈道： “我们当然在意知识产权保护，这样美国的公司才能因为它们的产品得到合理报酬。但是，意大利也应该重视知识产权保护，因为土生土长的意大利创新者创造了几十亿美元的利润，并且为他人提供了数万个就业机会。但这些创新者并不是在意大利本地做到了这些，他们没有在意大利施展抱负的机会。”

他们去瑞士、英国或者美国开公司，比如罗技公司。一部分原因是，他们认为在那里知识产权可以得到保护。高待遇、高技能的工作往往对国家本身有很大好处。因为在这种工作氛围当中，人人可以创新，人人认为自己的知识产权受到了保护。

创新型的软件市场越来越重要，影响也越来越大。开源社区是其重要的一部分，也越来越受到欢迎。但是有些人会说： “看，投资者乐意为我们投资是因为我们会创造出对社会有价值、人们愿意买单的东西。不管是我们、投资者还是社会都会因为我们的产品获利。这是盈利的。”

考虑到这一点，并特别注意到你现在所从事的全球企业项目，你觉得创新有国界吗？

我觉得在创新中，企业所处的地理位置和生态系统更重要。拿我们在意大利的例子来说吧。当时有一个研究性的项目，但与市场没有多大关系。在这种情况下，识别和提升企业家的榜样精神就非常重要。

举个不恰当的比喻。在一个炎炎夏日，你去美丽的地中海游玩。这时，沙滩上有很多人，但是没有人在水里，在这种情况下，你不大可能跳进水里。你可能会想：“是不是海里有水母、鲨鱼、有毒物质、激流……”我要说的意思就是，可能出了什么状况，才有那么多人不下水，所以你也不会跳下去。如果你去另外一个地方旅游，很多人都在海里玩耍，你也会不假思索地跳进去。我想通过这个比喻表达的是，从某种程度上讲未来企业家也是这种心态。

对一个从一所好学校毕业的意大利大学生来说，是去意大利电信集团工作，还是从一开始就自己去创业？根本无需细想这个问题。他们会先找到一份工作。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开始运作“经济增长伙伴合作关系（Partnership for Growth）”之前，很少有人会认为一些年轻意大利企业家会离开好的工作岗位而去创业。

“冒险、尝试、不怕失败……关注于如果没有经济、生态系统、人们没有梦想，会怎样？

克里斯·隆尚（Chris Lonchampt）

创新策略家、DesignGov董事会成员



一些简单规则是显而易见的，而一些不明显的规则很难从数量上进行区别，这种情况我称之为“创新性混乱（Creative Chaos）”[6]。这意味着要有脱颖而出的能力，并且被社会认可。

理查德·佛罗里达(Richard Florida)以创新为中心写了一本名为《创意阶层的崛起》（The Great Reset）的书，他在书中提到一点：有没有开放、充满活力的同性恋群体？这些群体会被社会接纳吗？如果被接纳，那么这样的社会就拥有接受差异的能力。这样的社会才是具有创新的社会。

可能有些社会对失败的接受度不高，所以这在决定是否成为一名创新型企业家方面可能非常重要。

我想欧洲要面临这个巨大的挑战。在德国，如果你破产了，后果会非常严重，也非常不光彩。而在美国，失败了可以从头再来，没什么大不了的。失败之后从头再来成为美国基本文化的一部分。

我们的祖先被迫从欧洲乘船来到美国，当时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蹲监狱，要么去美国。美国人并不想再次经历以前的磨难，所以在美国，人们对失败的容忍度很高。我们并不是鼓励不断失败，也并不鼓励偷窃。我们鼓励的是那些努力工作、敢于冒险的人士，他们由于别人抢占市场或者对市场没有准确的认识而导致失败。这样的失败往往受到欢迎，硅谷就是一个不错的例子。

相对而言，政府对失败就没那么宽容了。

作为美国国家安全局的一名成员,你在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Hoover Institution at Stanford）工作时，开展了全球企业项目。多年来，你一直希望通过这一项目提升商业外交。你认为这样做可以提高第三世界国家人们的生活水平吗？

当然，我希望在全球经济增长的情况下，两大重要阵营能够区分开来。

小额贷款让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这种方式可以将贫困的人们解救出来，让他们有能力养家糊口。然而提供小额贷款的公司或企业并不多。可扩展的企业家精神创造了一部分有活力的中产阶级，这部分人一般并不想自己创立公司，他们希望去给别人打工，拿到一份稳定的薪水。

我觉得企业家精神很不错，但并不是适合于每一个人。并不是每个人都有风险承受能力、有激情、有想法、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精神。这就是为什么我们需要有创造力的冒险家形成一种生态系统。在这种系统当中，相同冒险精神的人可以孕育出优秀的企业，给当地人民树立一个榜样。总的来说，优渥的待遇才能形成中产阶级。

创新是如何影响世界经济和经济学家的？

我相信高影响力、低成本的创新将会涌现。其实在发展中国家已经开始出现。移动货币的全球领先者在肯尼亚，因为他们在发展的道路上并没有遇到太多的绊脚石。

创新应该轻装而行。如果你手上有大型信用卡公司和大型银行资源，那你就不太可能越过银行，去依靠纯数字化的、手机式的方式进行价值转移。但这种情况在肯尼亚发生过。美国人很难理解这种形式的创新。一直以来，人们认为只有信用卡或者银行才能进行价值转移的交易。

“创新带给人们全新的体验，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也会对下一个世纪产生影响。

横井笃文（Atsufumi Yokoi）

阿基拉基金会联合创始人兼主席



另一个你能想到的问题就是卫生保健。美国卫生保健的花费几近失控。你可以想象，印度只需花费美国消耗费用的10%，就能使工作进程达到美国的95%。

皮尤研究中心最近公布的一项研究表明，网络用户参与政治的积极性更高。78%的网民试图影响他人投票；53%的人很可能投票或者打算投票。社交平台的变化增加了大众和政府（地方、州、联邦）的沟通力，我们正在成为全球公民，你如何看待这一现象？

对那些没有接触过数字化平台的人来说这种变化非常具有挑战性。他们不理解技术革命带来的变化、不理解技术对社会的影响、不理解在这一趋势下社会如何组织自身、如何快速反应。

看看快速反应给海地地震带来的影响。人们借助社交平台接收地震信息，将海地克里奥尔语翻译成英语，使部队在大约两个小时的周转时间内开始驻扎。单靠政府不可能做到这些，只有那些有激情的自由工作者才可以做到。他们一天24小时都在工作，他们能做到体制内做不到的事情，他们的反应非常迅速。如果政府不支持社交平台技术，它们的影响力就会被边缘化。

“关于创新和发明的定义有很多，但主要分为两大定义：一个定义是创新和发明是两个独立的过程，都需要技术转移；另一个则是发明是创新过程当中最基本的、最主要的组成部分。我赞同第二点，第二点对整个过程的评判更为系统、全面，更能从整体考虑。

知识创新表达出一种理念，认为创新是未来社会必需的一种能力。它详细讲述了创新过程中主要的管理范围：进行创新并将想法转换成切实可行的商业产品，为未来稳定发展奠定基础。知识才是创新的核心，而不是技术和金融。

能够培育和管理知识流[7]是这十年里最重要的一项能力，我们注意到需要同时在这三个层面进行运作：微型（企业）、中型（国家或地区经济）和大型（全球或整个社会）。

黛布拉·阿米登（Debra Amidon）

ENTOVATION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作家



关键词想象力练习

阻碍、创新、知识、方法、人才

苏维·林登（Suvi Linden），通信部长（2007-2011年） ，芬兰文化部长（1999-2002年） ，芬兰国会议员（1995-2011年）；联合国数字发展宽带委员会、国际电信联盟委员会特使。2011年被授予“智慧社区论坛年度远见奖”。同时也是Pearlcon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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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曾任芬兰国会议员长达15年。现在你已退出政界，你是否认为自己有能力将想法传播出去？

在联合国数字发展宽带委员会任职，让我有机会做一些我从政时不可能做到的事情。我很乐意参加一些会议与大家进行讨论。当你是部长时，只是被人带到演讲台，演讲完后，再被人带到下一个地方。现在我有机会真正参与其中。这就像智力游戏，因为事情变化太快，所以你总是能得到新的东西。

智力游戏的哪一部分让你意识到你对宽带非常感兴趣，并且乐意全身心投入地去做这件事？

我在大学学的专业是计算机科学。在1999-2002年我担任芬兰文化部长期间，我想要促进数字内容的发展。那时，这一行还是新兴行业，对我们部门来说也是。数字领域专家并不多。我觉得我们需要关注信息社会问题，比如数字内容，因为我觉得这个行业可以带来新的工作机会，涌现出新的企业。

作为咨询委员会主席、未来委员会成员及教育和文化委员会主席，我很高兴能够与信息社会问题组织一起工作，这些职位帮助我构建了对信息社会的美好愿景。

我很荣幸能在2007-2011年期间担任芬兰通信部长，我可以运用我之前的经验来更好地在这一领域展开工作。通信领域有很多熟悉的平台：广播公司、数字内容生产商以及信息社会开发者。总而言之，文化领域和通信领域有非常相似之处，而我的任务也非常清楚：我觉得电信基础设施应该覆盖整个芬兰，这样公共服务可以更加高效、可行，可以为芬兰的企业创造更多的机会。

因为诺基亚公司，使得芬兰的移动网络更为先进，芬兰人也都习惯了移动。但我明白很多地区没有网络。正因如此，政府在2015年使芬兰每个人用上了100MB/秒的高速网络。

我们是世界上唯一一个拥有高质量、价格合理的网络的国家，并且这一点受法律保护。我们制定了全国宽带策略，规划如何用公众资金建立高速连接的网络系统。100 MB/秒的网络访问速度能做什么呢？虽然电子服务和电子内容的市场并没有变得很发达，但增加数据传输的新设备发展非常迅速。如今已经是属于智能手机、平板电脑、移动网络和4G网络的时代。

移动和光纤分开使用起不到一定的效果，只有两者结合才能发挥作用。建立良好的光纤网络是使移动实现的基本需要，但从另一个角度来讲，这样做需要花费大量时间和金钱，不管是国家的还是个人的。政府应该有规划、有策略地去运作这一项目。

举例来说，在澳大利亚农村地区，良好的社交关系是非常重要的资产，有了它，你可以创业，可以有很多工作机会，可以接受教育，还可以做很多其他事情。在欧洲，我们有很强大的公共部门，它们提供很多服务。我认为通信技术——宽带，可以帮助公共部门更有效、更快速地提供公共服务。有组数据显示，私营部门生产率一半的增长都是因为它们使用了通信技术。

我接下来的任务就是将关注点放在社区和市政当局上。各个地区的政治家们应该做好数字规划，关注一下各行各业，比如健康、教育、环境、技术等，利用信息与通信技术（ICT）改变现有的做事习惯，这样它们的工作效率将更高。政治家们应当全面了解信息与通信技术的投资与回报情况。

信息与通信技术被广泛应用的城市受益颇多，比如，老年人可以更长时间、也更安全地待在家里。

你认为宽带应该是一个国家的共同财富吗？就像公路一样，应该是政府的免费服务项目吗？还是说应该成为盈利产业？

我认为私营部门应该是网络方面的投资者。网络的使用费用应该在可接受的范围之内。政府的角色就是确保规章制度、商业氛围良好。昂贵拍卖频谱配置反而会阻碍私营企业的投资。

不幸的是，很多政府认为通信领域可以为国家财政预算注入很多资金。政府需要明白的是通信网络是对国家未来和经济增长的长期投资，不可能一蹴而就。

数字社会是经济增长的重要工具，政府应该予以支持。我想要对政治家说的是不能高价售卖频谱配置，它们应该创造有着明确的规章制度、人人都能参与的环境，使居民、企业家和政府都可以从中受益。

你认为宽带连接可以促进创新和创新想法的出现吗？

当然。20世纪90年代，芬兰遭遇了经济危机，政府决定将大笔资金投入到研发中。诺基亚公司正是在那时发展起来，开发了移动通信技术。很快，诺基亚公司就成为世界最大的移动手机制造商。现在我们正在寻找新的创新领域。我对芬兰非常有信心。

“在没有任何经验的情况下，如果有一种本事能让我担任公共和私营企业高层职位，能让我进行全球巡回演讲……这个本事就是创新。

努尔·阿夫塔卜（Noor Aftab）

作家、演讲家、商业咨询家及破坏性创新者



我知道你是信息与通信技术“女孩们（Girls）”门户网站的成员。你曾经说过“信息与通信技术代表着未来，女性更应参与其中”。实际上，只有为数不多的女性在从事这一行，这会影响年轻女性对待创新产业的态度吗？

信息与通信技术在刚开始时主要是技术性的。虽然现在技术仍是主流，但随着时间的推移，数字内容和手机软件将会在市场上大显身手。在用户友好型手机软件和数字内容领域，女性可以占有一席之地。她们需要明白，通信技术是团队协作的成果，是将技术与易于使用的界面结合在一起的结果。

我认为年轻女性如果想要从事信息与通信技术行业的工作，就需要好好学习数学和物理。我也相信以后会有更多的女性加入这一行。尽管我学习计算机科学后并没有成为一名工程师，但我非常喜欢信息技术，它对世界的影响是非常巨大的。

“创新经常被人看作是双向的。然而，总是用条条框框来定义创新往往不太明智。创新是一种在对合理资源进行分配时所体现出来的特点或特征，这些合理资源包括员工个人时间、公司项目预算及政府资助。有限的资源可以通过不断创新进行分配，这也是企业在持续运转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特征，但不能强制要求企业必须达到某种成果。分配是必要的，因为它要求积极的行动和创新。公司和政府往往希望创新是其他行动的副产物。

拨款也是有条件的，比如，政府对创新资金的投入往往依赖于经济表现，经济表现越不好，对创新的投入也就越少。然而这种做法往往成为通往成功道路上的一块绊脚石。一个很明显的证据就是，创新得不到持续稳定的支持，就会阻碍发展。创新需要稳定的环境，一个预期承诺能够实现的环境。企业和政府失败之处是其拨款金额的不确定阻碍着创新项目的成功。

克里斯·盖尔（Kris Gale）

迈克尔·约翰森联合公司合伙人



关键词想象力练习

机会、宽带、参与、网络、女性

彼得·科克伦（Peter Cochrane）是政府和企业咨询师、顾问。一直以来，他从事电路、系统、网络设计、软件、人机接口和编程、自适应系统、公司变革和管理工作。他曾经是英国电信集团首席技术官。此外，他还是英国布里斯托尔公众理解科学与技术意识部主席，科技资讯网、南安普敦大学、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罗伯特戈登大学、肯特大学、埃塞克斯大学客座教授。他荣获过很多奖项，包括菲利普亲王奖章、IEEE千禧年奖章、大英帝国官佐勋章、女王创新奖及马特尔舍姆奖。

你认为创新的主要障碍就是人，你认为可以通过培训来使人们更好地接受创新吗？或者是将阻碍创新的人淘汰，创新就可以成功吗？

人们在内心深处总是逃避改变的，不管这种改变是什么。不管你做了什么或者你想要做什么，人们都会去反对。

举个例子来说，过去30年，我们一直在英国就核能问题做公开调查。工程师和设计师一直在政府部门之间不断游说，告诉他们电马上要用完了。三年左右的时间，整个国家就会断电。政府丝毫不理会。最终促使政府做出建设核发电站决定的是一个非常小的原因，那就是人们没法看《邻居们》（Neighbours）和《东区人》（EastEnders）了。至此，关于建立发电站的争论都烟消云散了。

政府不明白的是，建立一座发电站需要5~10年的时间。所以这个国家很快就要面临第二次世界大战时的那种情况：电不够用了。接下来就是生产力下降、国内生产总值下降……更可怕的是，由于没有电，英国一些大型的公司将无法一天24小时工作。这么一来，很多公司将要离开英国。而像我这样想在英国做生意的人，因为不能在没有电的情况下运营企业，所以也会离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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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阻碍创新成功的最大绊脚石就是自高自大的机构。

尼古拉斯·格伦（Nicholas Gruen）

澳大利亚社会创新中心主席



现在有个很有趣的情况，政治人士一边担心权力不稳，一边受限于20世纪20年代工业革命时期一些愚蠢的意识形态：专注于社会项目、提高人们生活水平及文化独立。谁为这一切买单？当然是企业。但如果政府停滞不前，企业就无法发展。企业免不了要面对这种情况，这并不是个例。美国也是如此。

这么一说，我们大可以去东南亚看看，那里的每个国家都有愿景、使命及规划。它们非常清楚以后要做什么。而在西方国家，只有一个国家有明确的愿景、使命及规划，那就是德国。美国、英国、法国、意大利、西班牙都不清楚，所以它们自身都处于一种混乱不堪的状态。

你将所遇到的问题剖析得非常清楚，那么你有什么解决的方法吗？

当社会中为数不少的技术恐惧者、技术无知者被精通技术的年轻人取代后，这种问题就不攻自破了。这样说并不是我很无情，而是最简单的事实就是如此。随着许多消极的人或者那些什么也不懂的人的退休，我们所参与的一些最好的管理项目才得以发生根本的改变。

像我和我丈夫，你和你的妻子一样，你觉得夫妻双方在一起工作这种方式好吗？

非常好。男女搭配，干活不累嘛。我这样说的时候，很多女性会很生气，但是女性绝对与男性有很大不同。她们的思维方式与男性不一样，这也更能体现出她们的价值。如果你给男人和女人提同一个问题，他们会以不同的思路给你一个明智的答案。这样想想，男女双方共同合作的力量就太强大了。

不管你有多聪明，你在自己的工作岗位上有多优秀，如果没有人帮你权衡想法，你往往会走进死胡同。夫妻可以非常诚恳地跟彼此沟通，因为有些过于坦白的话，员工是不会同你讲的。即使我以前一起工作的女同事都非常优秀。我的妻子几乎总是未卜先知，总是能知道我在想什么。你们知道妻子都是这样。所以她们所作的贡献也是没有人可以取代的。

“创新并不是新产品或新服务，而是新道路,是一家公司选择这样或那样的道路,以便日后能更好地参与到竞争中来。当然，创新的某一方面或者多方面或多或少地要引起产品、流程或者服务的改变或者提升。然而创新的这些方方面面都要和眼下的愿景和策略相协调。创新集群不只是要成为一种全新的产品，更要为以后经济和社会的发展奠定基础。

雅罗斯拉夫·巴罗诺夫（Yaroslav Baronov）

RO-BO.ru及Emociy.ru联合创始人



关键词想象力练习

国内生产总值、使命、规划、愿景、妻子

希蒙·西克（Simon Sheikh）是GetUp全球总监，GetUp是2008-2012年澳大利亚领先的在线政治宣传组织。在2013年政府选举中，他代表绿党（Greens Party）竞选澳大利亚参议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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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觉得创新是必须的吗？

作为进步论者、有着先进价值观的人，我们对自身和所居住的地球有很深的感情，但我们要勇于改变现状。没有创新精神，你是无法改变现状的。这一点非常重要。对创新信念的坚持实际上是我们所坚持的价值观的体现。我认为两者之间的联系非常重要。

“创新的最大障碍是“集体决定”。相当一部分企业满足于现状，并不想有什么创新想法，也不想改变。这些公司喜欢集体做决定，喜欢“每个人都这样认为”“每个人都认可这个想法、都认可这样做”是正确的。如果有人敢于挑战集体智慧，后果会非常严重。对很多人来讲，集体决策往往是最安全、最容易和最舒服的一种工作方式。

罗布·阿特金森（Rob Atkinson）

信息技术和创新基金会董事长



你一定遭遇过让你灰心丧气的冷嘲热讽吧？

应对这种情况的法宝就是给他们展示有关改变的一系列理论。花一些时间解释我们所做的工作所带来的成果、解释我们的工作和他们之间的联系……我们的乐观精神和对改变理论坚定不移的信念，让我们在这个被多数人质疑的社会里走下去。

你鼓励人们通过社交媒体参与到你所做的工作中来，最典型的例子就是大堡礁行动（Great Barrier Reef campaign）。

这项行动非常好，通过这一实际行动，我们证明了我们可以影响全球计划。GetUp成员认为澳大利亚不应该进行大规模的煤炭出口。大规模的煤炭出口会对大堡礁造成破坏。如果真的增加煤炭出口，那么将会有10 000艘船通过大堡礁，大量碳排放也会影响海洋气温，进而造成珊瑚白化[8]。

所以GetUp开展大堡礁行动的目的，一方面是我们要保护大堡礁，另一方面是我们要与澳大利亚的矿产业大亨克莱夫·帕尔默（Clive Palmer）和吉娜·莱因哈特（Gina Rinehart）对抗。这些人在大堡礁上方建立了全球最大的煤炭出口设备，他们要为此负责。

GetUp在创造改变方面究竟有多大影响力？

我们的模式有一些局限性，所以我们和一些大型机构合作，这些机构对政策非常了解，并且已经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多年，最重要的是他们有政治背景。

这么说来，你们的工作是不是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政党或者政治机构？

我们目前最大的挑战是建立一个全新的澳大利亚。只有政党接受我们所信仰的理念，澳大利亚才能发展进步，才能平衡发展。

10年后，您希望能对GetUp说些什么？

我觉得我们在澳大利亚所做的事与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事并不太一样。我们的技术使用范围很大，政治、企业、团体和某些特定的人都在使用新技术。因此，可以说我们在改变和创新方面是非常成功的。我希望回过头来看今天时，我们可以说： “我们很乐意成为创新型的创新家，并且不只局限于创新家。 ”

“我正在研究一个叫作“人民的内阁”的概念，这一概念提出了一个问题：如果要澳大利亚人投票的话，他们会选谁当联邦政府内阁部长？当然不能只选本地成员。此举目的是想让人们更多了解政治体系，了解国会议员，告诉公众他们可以选自己喜欢的部长。在政界和商界有很多这样的现象，并且会有很多潜在用处。

克雷格·托姆勒（Craig Thomler）

澳大利亚Delib常务董事



关键词想象力练习

局限、拥护、 同情、影响、价值

罗伯特·雅各布森（Robert Jacobson）是瑞典南端的马尔默市和旧金山未来画室首席执行官、联合创始人、主席及策略家。他也是人类体验学者。此外，罗伯特还是创新管理问题专家，特别是地区创新平台发展方面的专家。这些平台促进社会持续发展和技术创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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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公司的名字很吸引人。为什么会起未来画室这个名字？

文艺复兴时期的艺术家经常与他们的学生助手在一起工作。历史上可能有六位伟大艺术家的工作室相互挨着，这样可以时不时地了解一下同行正在做的东西、互相激发灵感、调整想法……这就是合作！画室就是过去的臭鼬工厂[9]。

选择“未来”这个词是因为我们创作的作品指向未来。我们用全新的方式展望未来，在平凡的环境下实现非凡的未来。我们正在设计可以使社会和技术创新持续发展的创新平台和环境……

我们的工作与众不同之处是我们关注虚拟世界和物质世界的交汇点。如何设计出适合商业、居住及混合使用环境的平台，并且这些平台包含了看似无形却又处处存在的、多维度的信息、知识、教育及娱乐体验。如何将各种设计元素融入到发展当中？这是我们面临的挑战，同时也有助于我们发展。

我们有一个大型项目，主要是地理方面的——北欧服务创新清算所，这将会是一座大型的商业中心。这一中心集信息、知识及体验于一体，提倡跨企业、跨国合作。总之，就是一个在线的大型市场。

“新兴公司的创新模式能让一些成熟企业受益，这一点让我敬佩不已。

我觉得以后咨询公司的发展将不再是仅仅给出建议，它们将会与客户进行更多的合作。

菲利普·德·里德（Philippe De Ridder）

创新董事会创立者



另一个项目还没有正式命名，就是使居住在海滨城市或者远离大海的地方的人们，都可以用到水，并且生活用水充足，使海港、小河和溪流都可以一直有水。欧盟执行机构欧洲委员会下一年将要开始行动。欧洲委员会2014年倡导的理念就是蓝色成长（Blue Growth）。欧洲委员会将其研究、发展、项目开发和部门合成四个超级委员会。其中一个主要负责海洋和海滨城市的事务。它的发展目标就是优化海滨资源，促进陆地经济繁荣。

斯堪的纳维亚国家对以上这些项目有很高的社会参与度。你认为你们在斯堪的纳维亚采用的模式可以应用到大一些的经济体上吗？比如美国和中国。你认为它们仍然会信守斯堪的纳维亚理念吗？

从事这一项目的部分目的是强调北欧模式，或者是说将北欧模式传播到世界其他国家。这种北欧模式倡导为社会和自然服务的创新能力和价值观，倡导尊重社会和自然。

我们也很关心本地区在全世界的排名。小经济体像斯堪的纳维亚很容易受大经济体摆布，比如北美洲。除非这些小经济体能将命运掌握在自己手中。

因此，我们目前最大的挑战是创造全球“区域意识”。这种“区域意识”在我们眼下的状况与未来想要达到的目标之间建立某种联系，从而达到某种平衡。每个国家都应该确保本国居民的目标与国家目标一致，不管这种国家目标是什么。那么这就涉及一个问题，全球居民的目标与全球目标一致吗？谁能回答这个问题？我们希望创造基层沟通网络，这样就可以持续分享全球信息、想法以及价值观。

与这种理念相近的做法就是奥林匹克运动会——全世界人民在突然之间都联系起来了，大家都在观看这场体育盛事……然后突然之间比赛结束，大家又都离开了。我们想创造这样一个网络平台，在这里，全世界各地区的人们可以就地区问题和全球所面临的挑战相互进行沟通、交流，比如气候变化问题。我们想创造大家可以相互沟通、合作，并一起负责任地生活的机会，而且这些机会不会消失。

“创新的基础是设计、技术、适用性及推陈出新。只有一种衡量成功的标准，那就是在创造积极的社会价值时，提升用户的心理幸福感。随着创新越来越成为今天的潮流，我们就有必要摒弃工业革命时代中不利于发展的因素。只有文化才能带来源于创新的持续价值感。而文化往往是一脉相承的，并且有很强的主观性。

苏尼尔·马尔霍特拉（Sunil Malhotra）

文化创意农场创始人



关键词想象力练习

未来、合作、问题、机会、责任

古斯塔夫·普拉科特（Gustav Praekelt）

是普拉科特集团和基金会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他是移动平台、技术领域的思想领袖，并且为第三世界提供服务与解决问题，他提出的解决方案使非洲15个国家高达5 000万的人口受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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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什么促使你创立普拉科特基金会？

我觉得这就又回到“你如何定义创新”这一问题上来，这是很难回答的。我更乐意将它看作针对性的方案，可以用来解决人们在日常生活当中所遇到的问题。希望通过这个基金会，我们能够尽己所能解决问题，能够产生大范围的影响。

那么这是一种非常朴素的创新思想。

确实是这样。

你在移动技术领域工作，这一技术领域对你所在地区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从一般意义上来讲，你认为移动技术如何改变非洲，特别是南非？

移动技术是人类发展最快的技术。远远快于电视、收音机、书籍及出版行业的发展。仅仅用了20年，移动手机的使用人数就从无到现在的60亿。

这意味着，在人类历史上，第一次通过使用机械化的工具将地球上各色人等相互联系了起来。现在的问题是，我们可以用这个让人惊讶的工具做什么？

我认为南非的所有问题的核心就是不平等。在这个国家，人们的收入差别很大。现在的问题是如何让人们生活得更好，如何均衡分配财富与信息。

“创新对我而言就是暂时从目前所从事的工作中离开，并且重新审视它，就好像从来没有见过它一样。创新实际上就是将在一个领域行得通的东西引入到另一个领域。我也采用这种方式进行思考。遇到一个问题时，我会想，如果其他人都从一个相同的角度来看待这个问题，那我换个不同的角度进行思考会发生什么？也就是深思熟虑一个问题过后，将其碎片化分解，然后再以一种你想要的方式对这些碎片进行重新组合。

马吉·福克斯（Maggie Fox）

社会媒体集团首席市场官、首席执行官及创始人



在第三世界国家，我们所遇到的很多问题其实都可以归结为信息与服务的传达。有种说法叫治标不治本。很多问题其实只要在合适的时间提供合适的信息就可以迎刃而解。目前，腹泻是造成第三世界国家婴儿死亡的最主要原因，所以将勤洗手这个信息传播出去，可以有效地降低腹泻发病率，同时婴儿死亡率也就会大大降低。艾滋病病毒传播信息，或者如何阻止艾滋病病毒传染给孩子们的信息也是如此。很多信息是可以相互转换的，每个人都有移动设备，我们可以通过这些设备与他们进行沟通。

在发展中国家，人们通过手机来进行沟通越来越普遍。移动数据基础建设目前如何呢？你如何看待移动数据的未来发展情况？

全球移动通信系统都有GPRS技术数据，并且大部分都有3G数据。所以，基础建设并不是一个特别大的问题。如果你详细查看非洲移动网络基础设施和电子基础设施的使用率，会发现移动是电子的三到四倍，这简直是令人难以置信的。这样一来，90%~95%的非洲人民都可以通过移动数据联系。至此，移动数据基础建设完美收工。

接下来就是如何让数据费用不那么高昂，可以让一般人都支付得起。这就涉及两个问题。其中一个是手机非常贵，如今智能手机的价钱是50美元。我觉得这是很神奇的一点，很多依靠2美元度日的家族会说：“对智能手机的投入是值得的，我们可以从相互联系和购买数据中获得好处。”所以，可以说费用问题已经被解决了。

一个住在农村或者贫民窟的人，他们可能会有可以传送数据的功能手机[10]。但是，如果你问他们是否每天都在使用数据，他们会说：“没有。”为什么呢？不是因为他们没有文化，也不是他们没有意识到他们的手机可以传送数据，而是因为他们没有精确计算出一次通话需要花费多少。

他们知道发送一条信息，需要花费1先令（shilling）[11]或者5先令，不论汇率是什么，货币币种是什么。问题是同一汇率数据在金字塔底端是行不通的。他们担心自己只能在数据或者移动账户上花费50或者100先令，使用Facebook则可能很快就把这些钱花光。于是突然之间，他们的漫游费不够使用，无法在紧急状况下给妈妈或者儿子打电话。

作为网络运营商和服务供应商，我们需要做很多工作来解决这一问题。在一些发展中国家，零费用维基百科和0.facebook.com不收取数据费用，可以让人们免费使用。从这一点上，我们可以看到些许希望。这也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方法。另一种方法是网络运营商可以进行有限制的、统一的收费。

很明显，你希望第三世界国家的人们拥有更多的自主权。这个人口数量是非常大的。一旦第三世界国家拥有更多的自主权，他们对全球数字经济的影响将呈指数级增长。

所谓的第三世界也就是世界大多数人居住的地方，也是问题最多、更有可能产生较大利润的地方。我们认为在21世纪，第三世界将会发生更具有影响力的事情，包括非洲、南美洲、拉丁美洲以及亚洲太平洋地区。

我们建立服务体系时，目标人群不只是金字塔底端的人们，而是整个地区。例如，我们建立了一个音乐服务体系或者健康体系，但并不只是针对贫困群体，我们的目标是服务于非洲的每一个人。我们将这些服务称之为第三世界服务体系。非洲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平均数是6到7个百分点。总而言之，我认为一切迹象都表明21世纪将会是第三世界发挥主要作用的时期。

但从个人角度来讲，我觉得人应该有更大的自主权。这是我的个人使命。作为一个非营利性机构，我们认为通过移动技术将人们相互联系起来，允许他们追求自己的梦想，我们就会看见信息、服务及财富的爆发式增长。

在我看来，如果你手中有很多资源，创新可能就不是压倒一切的当务之急了。

我认同这种说法。我一直对简洁型工程和节约型创新精神情有独钟。

约束往往能促成创新。资源约束是指人们的生产经营因自然资源不足或者对资源的过度利用而受到限制的现象。这意味着人们需要寻找有效的方法来解决这些限制。这也是为什么非洲在移动、移动支付领域有很多非常不错的创新。

在现代社会，政府将会更多地呈现出合作、开放性的一面，创新数量也将会直线上升。很多事情将会在非洲成为现实，只是因为我们还有需要克服的障碍。当然，非洲正在推动许多健康领域的创新。

“我希望人们（包括那些没有技术技能的人们），通过使用或者改良CrowdVoice来收集和传播关于特定人权事业的知识，从而拥有开展运动的自主权。CrowdVoice是一个开放型的资源平台，通过收集信息和众包有价值的数据聆听全球各地不同的声音，从而促进全球公益运动的发展。不管信息的来源是视频、图片、博客还是新闻报道。信息能很容易地传播和被发现是很重要的一件事，特别是在如今的审查制度如此多的情况下。CrowdVoice在创造全民参与的全球化运动中，向前迈出了一大步。

爱拉·爱尔·沙菲（Esra’ a al Shafei）

TED高级研究员、中东青年和crowdvoice.org创始人兼董事



开放政府或者政府 2.0对我们的影响真是让人难以置信！

确实如此。政府究竟是什么样的，或者应该是什么样的……我们为什么要上税？我们上税是因为我们想要有一个稳定的环境。一个政府缺乏代表性的原因经常是其组织管理有问题。手机可以解决这一问题。在未来五到十年，第三世界国家将会发生一些我们意想不到的事情，那时人们会意识到他们可以对政府直接施加影响。

我觉得很多创新在当地政府的支持下都可能发生。例如，在小区附近走走，用手机给桥拍个照，就可以知道是谁付款建造它的……或者是谁因这座桥拿到了回扣……谁对这座桥负责，等等。看看小区当中一些损坏了的东西，比如路上的坑洼、打破的街灯，拿起手机给它们拍个照，就可以填写当地政府的故障报告表了。

另一方面，我觉得在财富的分配上也将发生很大的变革。因为第三世界国家并不是一味地穷困，而是资源分配不均，有些地区资源很丰富，而有些地区资源又很贫乏。第三世界国家遇到的很多问题都与组织管理或者信息流有关，而不仅仅是贫穷。很显然，非洲可以自给自足。它们生产的粮食很多，但社会组织方面的问题也不少。所以，我认为创新的成长空间就是我们如何交换价值、如何体现财富的公平分配，以及如何在财富和服务之间进行取舍。这才是我们想要的生活环境。我们可以见证一系列令人震惊的变化。

“Global Minimum是我六年前与别人一起创立的机构，最近又举办了创业沙龙活动，这是塞拉利昂的首个高校创新挑战沙龙。创新沙龙平台让年轻人有机会提升当地的社区水平，从而逐渐促进一个国家的发展。通过这些网络和关系，我相信塞拉利昂会进入一个全新的社会变革时期。

大卫·莫埃尼纳·森格（David Moinina Sengeh）

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在读博士，Global Minimum and Lebone联合创始人



关键词想象力练习

经济适用、数据、传播、全球数字经济、影响力



[image: picture]

蒂亚戈·佩肖托（Tiago Peixoto）是全球闻名的数字民主专家，特别是在维基立法和在线预算分享领域颇有建树。他是世界银行学院开放管理集群ICT4Gov项目的开放政府专家、苏黎世电子民主中心研究员，还是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联合国、巴西及英国政府的政策顾问。曾参与开发非洲、亚洲、欧洲、拉丁美洲等地区电子政府项目。此外，蒂亚戈还是《2010年联合国电子政务调查报告：在金融与经济危机时期为电子政府融资》（2010 United Nations e-Government Survey：Leveraging e-goverment at a time of Financiod and Economic Crisis）的合著者。

你比较拿手领域的就是政府 2.0，目前你有没有什么特别重要的行动？

第一个是线上线下创新，第二个是在公共部门进行交叉销售、向上销售。

线上政府2.0，也就是电子政务（e-Gov）世界，主要就是模仿线下内容。举个例子，如果有人线下投票，你就可以想出线上投票这么一种方式。所以我们就想要进行创新，从而将线下的模式移到线上。还有一个例子，我们可以在线下进行支付，那么你就要想是不是也可以实现线上支付。

同时，网络世界里的很多东西可以归为网络发明一类。例如，预算数据可视化，像开放知识基金会，可以非常便捷地分析数据，也可以使普通民众很容易地掌握数据。我们努力将线下的东西移到线上进行操作，同样，我们也想要在现实世界当中实现网络世界中的很多创新。例如，预算可视化，最初只是网络世界的构想，现在也可以在现实世界做到。这种“反向工程”在未来几年将会是非常有前景的，而我们也只是刚刚接触到皮毛而已。

我将第二种想法称之为“公共部门交叉销售”。例如，你上亚马逊网站，买了一本书，它们会想办法把其他相关的书也卖给你。这就是传统的交叉销售。它们试着从你身上获得更多信息，比如，你的喜好。这样它们就能根据这些个人信息向你提供相关的、与之匹配的服务。如果你给一家银行打电话，它们会提供给你想要的服务，前提是不久前它们向你推销过保险或者新计划。私营部门数年来已经很成功地做到了这点，但有意思的是，公共部门从来没做过。在公共部门，如果一个人打电话进来，我们只是给予他想要的信息，或者完成某些业务该走的流程，然后挂上电话、结束谈话。

当然，政府也会找到像我这样的人，跟我谈：“我们可以建立一个平台进行众包吗？”然后，它们创立了众包平台，但并没有用户。它们每天会接到无数个电话，通常是来自交通非常不便利的选区的市民，它们会跟市民沟通交流，但常常三言两语便把人打发了。

“我现在做的主要事情是让拉斯维加斯市中心以及downtownproject.com重新焕发活力。这么做的目的之一就是让拉斯维加斯市中心成为全球最大的社区主导城市，另一个目标就是帮助其他城市创立社区主导型模式。

托尼·谢（Tony Hsieh）

畅销书作家、企业家、创新发起人、拉斯维加斯市中心项目发起人



很多人会打电话来咨询，那么当这些人打电话过来时，除了帮助他们解决他们的问题外，你还可以多问一句，比如：“你认为我们如何提高政府服务水平？”或者是“上周你们停了几次电？”“门口的垃圾每天都会清理吗？”“你所居住的区域有什么腐败问题吗？”……你可以尽可能地将话题往其他可以提高政府办事效率的方向去引导。

你可以建立一些互动渠道，收集一些与政府有关系的人士的数据。通过这些渠道收集民众反馈，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分散智能的作用。通过这种数据，你可以创造出能够帮助做决定的分析性工具。所有这一切，都需要交叉销售的参与。

会不会有些国家更容易接受电子政务或政府2.0 ？

我们可以看看发达国家是如何通过电子政务进行运作的，特别是有些国家一直在做网络投票、线上投票及众包工作。在瑞士、冰岛、爱沙尼亚、挪威、瑞典……有很多这样的项目。这些国家的相同之处是国家内部联系紧密、机构可信任度高，并且他们都是小国家。

记得之前我与谷歌前首席执行官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和爱沙尼亚前总统托马斯·亨德里克·伊尔韦斯（Toomas Hendrik Ilves）聊过。我与这两人的谈话是分开进行的，但他们在谈到政府部门的创新因素时都说到了身份认证问题，他们都表示只要把这一点做好了，其他就容易做了。

举个例子来说，爱沙尼亚和瑞士都是小国家，国家内部联系很密切，这让它们更容易实现线上身份认证。在美国和澳大利亚这样做就困难得多，因为这两个国家有着不同的联邦政府和法律。小一些的国家更可能进行线上身份认证，这样也可以为线上民主参与带来更多的创新。

另一个问题是，在新兴民主国家，民主不只是走程序。一般来讲，你会创立新的机构框架，你可能更倾向于尝试。例如，在拉丁美洲，你可以看到很多关于民主的尝试都是源于独裁统治。这并不新奇，因为它们的民主才刚刚起步。

同时，“外面”世界的民主也有一些弊端，那里的人民会想：“为什么不尝试做一些不同的事情呢？”一些尝试会失败，一些会成功。但尝试依旧是民主创新中一种循序渐进的方法。这种方法在新兴民主国家很受欢迎。新兴民主国家所经历的事情往往没有经验可供参考，完全靠自己做决定。

创新、创新型工具，特别是电子政务是如何推动欧盟向前发展，摆脱眼前危机的？你对这个问题有什么看法吗？

在回答这个问题之前，我想要澄清一下：虽然我从事技术方面的工作，但事实上还是有很多技术我们不能涉猎，需要避免。

讲个小故事吧。法国大革命后，发明了光学电报，也就是拿破仑电报。塔楼将光信号传输出去，信息再通过光传播出去。人们认为民主和政府的运作方式将发生超乎想象的变革，很多高智商的人都撰文表达自己对此的想法，所表达的内容和现在我们想说的如出一辙。结果，他们所讨论、所称赞的都没有发生，因为政府的变革是机构性的改变，技术只是相应地发生变化而已。技术在公共部门，即政府运作的背景下并不具有颠覆性，不能同私营部门相提并论。

所以这种情况让我想到欧盟，人们对技术非常狂热，每年都会有大量资金投入其中。问题就出现了，不只在欧盟，还有整个技术领域和政府部门，每个时期都会有个热门词汇，它的热度让我们忘了前车之鉴。能让创新产生效果的首要方法就是长期积累知识。意识到这一点，就能让我们避免重蹈覆辙。

欧盟与美国、澳大利亚有很大不同。在欧盟，政府有很多不同的运作模式，一些地方以政府为中心，另一些地方政府则更像是盟友；一些地方首相掌握大权，而其他一些地方则需要合作型的政府。这样说来欧盟更像是一个鲜活的实验室。正因如此，你可以在这里进行更多的尝试，也可以被允许时不时地犯错，这都是创新之源。

你对欧盟的讲解非常全面，也很深入，让我想到了加勒比共同体经济区——加勒比单一市场经济。这一地区非常特别，因为各个国籍的人们相聚在此，相当一部分人受过良好的高等教育，他们从事先进的技术工作。这些人深受南美洲、英国及美国的影响。在我看来，这些地区也是鲜活的实验室。

你说得很有意思。确实是有一些小国家，它们也可以进行相关的尝试。这些尝试更容易产生影响，因为它们具有可控性；所需费用会少很多，也更容易操控；执行成本也不高。即使相对来讲，执行成本要高一些，但也不会超出我们的预算。

各个国家的制度千差万别。瓜达卢佩的政府运作模式如同法国政府；巴巴多斯和盎格鲁-撒克逊的政府运作模式相像；阿鲁巴岛的荷兰政府运作模式则和多米尼加共和国相似。除了政府管理的问题——腐败外，最大的问题就是传承。加勒比共同体更像一个小型的欧洲，在文化方面具有非常丰富的多样性。

这是个让人眼花缭乱的微观世界。问题是：不论地区和领导人，创新能达到什么程度？创新随时随地都有可能发生，但更为有趣的是“尝试和错误”能够引领创新。我在想我们可以在加勒比地区进行“尝试和错误”吗？

“创新是创造力、艺术和合作的最佳结合点，是政府和商业动作的一种工具。它可以为社会造福。

丹·马西森（Dan Mathieson）

加拿大斯特拉特福德“智慧城市”[12]市长



创新思考

创新可以改变国家，几年前这简直是不可想象的。无论是国家还是领导者都有一个清晰的目标，那就是赋权于人民，让他们的未来更广阔、更明亮。那些不顺应时代发展潮流的人或者政府很可能会被全球化抛弃，因为全球化越来越看重创新工具、技能以及技术。不只是独裁者、专制者受到创新的影响。由于受到开放政府及政府 2.0技术的影响，政府管理越来越透明化。很多国家的民众越来越希望选出的代表能够为“政治分肥”[13]负责，他们要求更多的政治、政策及服务参与权。

  


  注释

[1]　创新商数是与思想创造商数（Idea Creativity Quotient）和质量商数（Quality Quotient）相关联的一个概念。它是反映创新能力的一种指标，是指创新思想的市场化价值评估与创新思想价值之比。——译者注

[2]　高大罂粟花综合征是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一个流行用语，用来形容一种在社群文化中，集体地对某类人的批判态度，属于意识形态表达的一种方式。当任何一个人在社会上达到某种程度的成功的时候，而惹来社群中不约而同的、自发性的、集体性的批评。通常，这种批评也会从社区领袖们口中而出，亦带有反智主义，特别是对知识分子的怀疑和鄙视。——译者注

[3]　社会2.0是一项新方案，旨在建立一种自给运动，将技术工具的使用、自愿者的参与社会机构相互联通，以此来提升数字文化意识，增加其在21世纪的影响力。公民社会或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是指围绕共同的利益、目的和价值上的非强制性的行为集体。它不属于政府的一部分，也不属于以营利为目的的私营经济的一部分。换言之，它是处于“公”与“私”之间的一个领域。通常而言，它包括了那些为了社会的特定需要，为了公众的利益而行动的组织，诸如慈善团体、非政府组织（NGO）、社区组织、专业协会、工会，等等。——译者注

[4]　政府2.0是指创新2.0时代的政府形态，通过以移动技术为代表的云计算、物联网、大数据等新一代信息技术工具和SNS、维基、社交媒体为代表的社会工具应用，实现以用户创新、大众创新、开放创新、协同创新为特征的作为平台的政府，其实质是政府形态完成了从生产范式向服务范式的转变。政府2.0是作为平台的政府、服务导向的政府、开放的政府，致力于以人民为中心，通过政府、市场、社会的协同与互动塑造公共价值。——译者注

[5]　E外交是指在信息化时代背景下，国际行为体利用网络媒体、手机等现代传播通信工具，依靠政府与公众对外宣传外交政策、传播舆论信息、开展外交活动，以期显示国家战略目标的新型外交手段。——译者注

[6]　创造性混乱是指环境波动触发的组织性的知识创造，将“混乱”转化为现存市场的新技术、新产品和新流程。——译者注

[7]　知识流是指知识在人们之间流动的过程或是知识处理的机制。——译者注

[8]　珊瑚白化（coral bleaching）就是珊瑚颜色变白的现象。珊瑚本身是白色的，它的美丽颜色来自于体内的共生海藻，珊瑚依赖体内的微型共生海藻生存，海藻通过光合作用向珊瑚提供能量。如果共生藻离开或死亡，珊瑚就会变白，最终因失去营养供应而死。由于海洋温度不断升高，致使珊瑚所依赖的海藻减少，珊瑚也因此更易受到白化的影响。——译者注

[9]　臭鼬工厂（Skunk Works）是洛克希德·马丁公司高级开发项目（Advanced Development Programs）的官方认可绰号。臭鼬工厂以担任秘密研究计划为主，研制了洛克希德·马丁公司的许多著名飞行器产品。——译者注

[10]　功能手机（feature phone）是一种非智能手机。它跟智能手机（smart phone）的最大不同之处，在于其不使用现有的手机作业平台，如：Android、iPhone OS或Symbian OS或Windows Mobile等，但却具有语音通话外的影音应用附加功能。——译者注

[11]　先令是英国的旧辅币单位、奥地利的旧货币单位和肯尼亚、索马里、乌干达、坦桑尼亚的货币单位。在人民币里面，单位是“角”。——译者注

[12]　智慧城市就是运用信息和通信技术手段感测、分析、整合城市运行核心系统的各项关键信息，从而对包括民生、环保、公共安全、城市服务、工商业活动在内的各种需求作出智能响应。其实质是利用先进的信息技术，实现城市智慧式管理和运行，进而为城市中的人创造更美好的生活，促进城市的和谐、可持续成长。——译者注

[13]　政治分肥（pork barrel），或称为政治分赃，是议员在法案上附加对自己的支持者或亲信有利的附加条款，从而使他们受益的手段。——译者注




03 扁平化世界领航者

合资企业、战略管理、人员协调这些将不再受到地理位置的制约。随着手机的普及和灵敏的创新型技术在网络上的使用，人们可以通过创新型工具，比如社交媒体来做生意。不管在世界何处，不管生意大小，企业都可以在商业平台上平等竞争。不管具体交易的商品是在悉尼、旧金山、上海，还是圣保罗……这些地理位置信息越来越不重要，人们可以在任何时候、任何地方做任何想做的生意。

生意不再是由销售总监发号施令，而是由那些精于创造、维护动态关系的人士，也就是“联结者和合作者”来掌舵，我称之为扁平化世界领航者。他们将会通过创新工具、技术和技能，成功地将生意遍布于扁平化的全球数字经济体系中。

普利策奖获得者和《纽约时报》专栏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Thomas Friedman）认为，扁平化世界在21世纪就已开始显现。无论是国家、公司、群体、政府，还是个人都需要，而且必须适应它。从商业角度来讲，我们在一步步向前发展，同时，我们也在远离有着激进的民族主义、帝国和同类公司的时代。一家公司或者个人想要发展，必须要有全球性跨文化的沟通能力。未来，对这项能力的要求会越来越高。

如今的领导层所津津乐道的竞争优势将不再只属于一小群参与者，这从沟通质量和数量上就可以看出来。如果国家或者公司想要拥有竞争优势，想要在扁平化世界中占有一席之地，那么它们必须紧紧地跟上这种变化。商业管理人员越来越认同扁平化世界及其表现出来的前所未有的潜力。当然，对创新型沟通工具的熟练使用也是这种潜力的一部分。它们也越来越意识到扁平化世界领航者的重要性，越来越意识到扁平化世界领航者终将为世界所容纳。

在成功的扁平化世界中，几乎每个人都可以利用有效的机会，成为一名扁平化世界领航者，或者学习扁平化世界领航者的技术，进而运用到自己的机构中。在新型的全球化数字经济背景下，扁平化世界领航者就是将传统的内容与网络技术相互融合，使人们可以在全球范围内展开合作、沟通和交流。比如云计算、社交媒体、Web 3.0和语义网。他们通过知名网络LinkedIn推送一流的内容。很多读者因此争先恐后地去关注他们的博客。领航者们有发言权，并且他们的发声往往让人不可抗拒。一个有效的扁平化世界领航者往往能够紧跟时代潮流。如果他们本身不是处于领先地位，他们会通过网络和社交媒体联系到一些能帮助他们提升到那个层次的精英人士。

对那些从事销售和市场营销方面工作的人来讲，扁平化世界领航者指的是那些能够与客户、顾客进行轻松交流，而不是像过去一样强行兜售产品的人士。在扁平化世界中，顾客往往对某一行业有自己的看法，强行推销的方式是行不通的。由于扁平化世界本身所具有的广度和深度，扁平化世界领航者必须要参与到跨文化交流当中。同时，他们需要注意文化问题，要学会处理不同文化、公司、国家背景下的特定问题。

通信工具和技能的创新对终端用户产生了影响，使他们在数据所有权和注意力经济上拥有更多自主权。毋庸置疑，这些都是全球数字经济的核心。然而，一个非常残酷的事实是，这种注意力经济处在社交媒体的狂轰乱炸下，不管你认为你的产品、想法有多好，如果没有人关注它，那它仍然一文不值。

扁平化世界领航者指的就是那些审慎地使用创新的人，他们将注意力放到想法、产品、服务等方面。所以，他们发挥的作用也就非常重要。从某一方面来说，他们代表着销售和市场营销的发展，是一家公司最可靠的化身。简而言之，他们是现实世界当中用户与公司之间相互沟通的桥梁。

我在本书第1章中提到了投资回报率，这是扁平化世界领航者擅长的领域。对于任何一个机构来讲，无论其规模大小，无论其以盈利为目的还是非政府组织（独立于政府或商界的慈善机构、协会等），都可以帮助扁平化世界领航者提高自身水平，反过来，扁平化世界领航者也可以帮助传统领域和创新领域找到最佳结合点，这么做是非常必要的，这将会是机构一个非常重要的分水岭，也是任何一个机构走向成功的一部分。

另一个分水岭是认可和影响力。如今的世界不只越来越扁平化，而且人口数量也发生着重大变化。这也就意味着现有的基础设施，以及一些随之而来的理所当然的观念、想法将不再适用。西方企业不再是围绕X一代（Generation X[1]）做些重要决策，而是将关注点转移到第三世界，它们认为第三世界是市场非常重要的一部分。同样，它们也在关注千禧年一代，即Y一代（Generation Y）。为什么关注Y一代呢？答案很简单，这一代人数众多、兴趣广泛、期望值高、关注自身的权益及注重参与度等。他们希望得到他们想要的关注。

那么现在，我们暂时把商业话题放在一边，谈谈年轻人的事情。年轻人非常自然地使用着创新型交流工具，如同他们的父母当年使用手机和电视一样。如今的年轻人可以通过网络交朋友，在他们父母和他们差不多大年纪的时代，这是不可想象的。正因为如此，他们的全球化视野更加广阔，他们想接受另一种生活的意识更为深刻。他们认为与众不同并不完全让人满意，当然，他们并没有大张旗鼓地对此进行宣扬。这些极有天赋的合作者、这些扁平化世界当中的领航者，不管他们身居何处，不管他们拥有什么样的理念，极不可能与他们在Facebook上的朋友展开竞争。

罗兹·萨维奇（Roz Savage）是作家、冒险家、环保倡导者，第一位独自划艇跨越大洋的女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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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信奉言行一致。如果你想影响行为，你所能做的最好的事情就是简化行为本身，通过你自己的生活阐释这种益处。环保和娱乐可兼而有之。让大家知道你简化生活，并为此而开心。在这个天花乱坠的广告宣传时代，人们渴望更加真实的信息传递。

乔纳森·卡津斯（Jonathan Cousins）是卡津斯和西尔斯创意工作者联合创始人。他是一名设计师、程序师以及企业家。他的优势体现在以下几个领域：创新型数据可视化、大屏幕计算机艺术、创新型数字工作流以及大众化软件应用。他的这些创新型工作在各种会议、节日上，甚至圣丹斯电影节上展示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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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作对你的工作有什么重要影响吗？

可以说合作给予我非常重要的影响。我与尼克·西尔斯（Nick Sears）的创新型伙伴关系非常重要。因为这种合作力量，也就是信任、诚实、宽容等，可以让你更有创新力。我非常看重这一点，所以我认为这种关系让人很有成就感、自豪感。

尼克和我都有着广泛的兴趣，有的兴趣非常简单，比如我们都喜欢规划、设计、建造具体的可以看得见的东西。基于尼克在纽约大学写过的一篇题为《天体》（The Orb）的论文，以及我们一起做过的一些大型项目（比如我在圣丹斯电影节上展示过的ABACUS），我们得以在开发和设计定制屏幕领域声名鹊起。一般来讲，公司创新不可能从零开始，总要在某种基础上进行。不管是形式上，还是理论上，创新几乎把我们在技术和艺术领域所追求的一切结合在了一起，比如将电力工程与美学相互融合。在接下来的一年，我们有几个项目要做，其中一个就是创造一个更大、更精致的The Orb版本作为商业设备。不仅如此，这些项目之间还可以相互发生作用、进行可视化以及引发我们其他的兴趣。

与一些创新型艺术家在一起工作是怎样的一种体验呢？比如保罗·艾伯克斯（Paul Abacus）和清晨歌剧（the Early Morning Opera）？

非常开放。我们聚在一起聊聊天，也吸引着其他艺术家。我们自身就是设计工程师，比如尼克自己开发了定制声音空间化软件，可以对艺术家内森·鲁伊尔（Nathan Ruyle）的声音进行反馈。而且我在大学期间还学习了历史，最终获得了历史和艺术学位。

我们要做的是创作技术故事元素，将一系列想法形象化。其中重要的一件事就是将对宗教的狂热转移到环保运动上来，并且明白如何宣扬这个观点。我们必须找到用来支撑这些行为的数据，将之设计成有一定美感在内的艺术品。

有人说：“你天生就是做这块的料，你可以充分发挥你的想象力进行创作。”听到这个我们当然很开心。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利用数据和形象进行创造说明，接下来就是邀请作家和导演参与进来，围绕主题写个框架，然后再编织故事情节。

“创新就是生命，也可以说是共存和参与。任何行为，哪怕是最简单的，都不可避免地会引发另一个行为，即使这种过程让人意识不到。古希腊哲学家赫拉克利特（Heraclites）曾说“一切皆流”，也就是不变则亡。

罗伯·凡·克拉嫩伯（Rob van Kranenburg）

《物联网》（The Internet of Things）一书作者，bricolabs联合创始人、委员

会创始人



不久之前，我了解到电影作品及畅销书《2001》的作者亚瑟·克拉克（Arthur Clarke）和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工作方式是，两人共同撰写纲要，然后再独立地创作剧本和书。这也从另一方面证实了我的想法：基于你所理解的内容，以开放、相互独立的方式，找到表达的方法，进行概述，直到做成人人可以使用和改变的成品。

听起来，这一过程像自由爵士乐，其基础就是庞大的基础知识，在这个基础之上你可以和其他人一起创作出一流的产品。

确实是这样的，很荣幸我能成为其中一员。

我积极主动地和反对我的人建立一种特殊的关系，这种关系能到什么程度呢？我的回答是“我只是想请一个人来做xyz[2]”。

以爵士乐来打个比方，我感觉与创新人士通过工作建立起来的关系更为多元化、更为深刻。我们所要做的就是深入到我们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东西当中，而这种新型的关系就是我们在与人交往当中所追求的。

正所谓精耕细作，付出越多，收获也就越多。

非常正确。

你曾在纽约大学学习，那个地方肯定是有很多很棒的想法，有很多创新人士，也有很多项目。是不是有什么事情触动了你的“这就是我想做的”想法？

是的。我之前学习过编程。我在大学期间获得了历史和艺术学位。我除了学习微积分外，并没有什么技术类的经验。我父亲是个科学家，但我并不想成为他那样的人。有段时间我在剧院工作，在巡回音乐会工作，我还在乐队演奏音乐，好多年都是这种状态。

我并不是为了编程而编程，我觉得那是8岁小孩子做的事。我并不是说有那种想法就不对，事实上我的很多工程师朋友会说：“我八九岁就开始编程了，我就喜欢鼓捣一些和电脑有关的东西。”但我并不是这样的人。

但是当我在大学里徘徊于各个乐队之间时，我有了做唱片的想法。我能实现这个想法的最好方式是利用电脑程序做出让人心悦诚服的鼓轨道。所以，要做到这一点，就需要我对电脑有一定程度的了解。我得学习重设十六进制代码来改变混响效果。首先，我要做的就是给一个在软件公司工作的人打电话，问他十六进制代码是什么。这件事并不是我想做的，但我确实想让我所做的混响更好。这是为了达到目的所要用到的手段。后来我学了艺术，学了像Photoshop一样的数字艺术，还有其他可以通过使用机器来创造东西的方式。我得学习这一新的能力，数字艺术、电脑等都是达成目的的手段。

我在研究生院学习设计界面，目的就是为了体验创新过程，我得学会编程。现在我可以用很多语言进行编程，但是我觉得电脑、技术都是达到目的的手段，这种手段可以用来做很多事情。

我不喜欢为了编程而编程。我喜欢它是因为我能做到这样。我可以做数据可视化。我可以做出与众不同的LED显示器。我可以给别人创造一种体验，这种体验是他们通过其他方式体验不到的。我们关注的是用什么方式可以最好地生产东西，不管这种方式是利用电路、电脑、编程语言、笔记本还是iPad。正因为这样让我和别人不大一样，而过去那些人往往是用电脑进行工作。

IT越来越往人们所希望的方向发展，你也是IT男。

正是如此。

“你注意到的越多，你就越可能建立更多联系。好奇和善于发现的能力是通往创新道路的两个先决条件。好奇心往往让人有机会体验不同的想法、不同的文化背景、不同的看法，也往往让人去思考新的东西。要想成功，创新就得有一定的结果，即使是在小范围内的。否则的话，创新就仅仅是一种艺术。

在很多大型公司，“这儿不需要创新”现象往往是扼杀创新的主要凶手，还有一个原因是因为它们害怕失败。经理们往往对别人所采用的新型方法感到威胁，他们也会设法在第一时间击垮创新。缺乏责任往往阻碍了创新。

皮埃尔·吉约姆·威莱斯恩斯基（Pierre Guillaume Wielezynski）

世界粮食计划署首席信息官兼副署长



关键词想象力练习

艺术、表达、伙伴、稳定、故事

杰夫·莱特 （Jeff Leither）是直觉实验室（Insight Labs）创始人、主任。直觉实验室就是将思想领袖聚集到一起，一劳永逸地解决棘手的国际问题。他同时还是演讲家、作家以及顾问委员会成员。杰夫曾经在公共领域、新闻业及社会服务性领域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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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想创立直觉实验室？

直觉实验室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结合体，它将我的个人财富和责任感充分融合在了一起。我觉得那些想自主创业的人也可能有这种想法。我不知道每个人的认识是不是像我这样深刻。我觉得任何在某一领域取得成功的人都不想涉足对他们而言陌生的领域。

这种想法产生于近来我与一些企业家，特别是技术企业家的闲聊。因为当你做一些非常冒险的事情时，没有人会理解，此时如果有人走过来说： “来吧，和我们聊聊。”你就会觉得非常亲切。企业家，特别是技术企业家就是第一个对我说这样话的人。他们并不知道我要做的事，但是那听起来是非常大胆，同时也非常荒谬的，他们试着做的东西往往也是非常大胆、非常荒谬的。

我想你所做的就是创造一个空间，在这里，你可以告诉别人“过来，聊聊吧”。

这也是我比较拿手的一件事。创造一种环境，让参与进来的人感觉到他们不只是走进来说说而已，他们可以最大限度地发挥自己的想象力。我可以在这种环境当中请到最聪明的人士，我能请到他们的原因是他们看到了能让人全力以赴的机会——和向他们发难的人一起进行深刻的思考。

你的校友当中有一些杰出的创新人士和思想领袖。我可以想象得到，有这么一群优秀的人士，特别是那些在某一行业特别顶级的人士在周围，你会很容易受到他们的影响。你是如何决定邀请谁参与到实验室当中？

和你所采取的策略一样。

我有这么明显吗？

是的。我问自己：“与谁在一起可以产生爆炸性的想法？”我怎么让他们做就是另外一个问题了。我一般会说：“我能借你的‘脑子’用用吗？”然后我就请来一屋子人，在三个小时内解决非常复杂的问题。几乎每个人都说可以。他们不拒绝是因为他们自己也可以在这个过程中学到知识，并且他们似乎都对此表现出非常深厚的兴趣。

我的要求和你的要求还是有不同之处的。你的要求是“与我们分享一个你的想法，这样我们也可以帮到其他人”。我觉得这种要求很公平。我的要求是“与我们分享一下你的想法，帮我解决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这样你也可以考虑一些你之前没有考虑过的东西”。

“拒绝接受“不可能”这三个字，当我听到有人说这三个字的时候，我往往不屑一顾，我非常想帮助他们克服这种心理因素。

杰夫·鲍尔（Jeff Power）

战略创新家



你如何选择你要解决的问题？

通过与我们的合作机构合作。很关键的一点是，向我们寻求帮助的机构很多，而我们要从中选取合适的机构进行合作。我们有三条选择标准：一是领导力——参与并理解模式化所带来的挑战；二是这些机构要有资源、有能力来做事情，并且我们要一起发展；三是这些机构所要解决的问题是我们感兴趣的。有很多机构过来找我们说：“能帮助我们吗？”但我们只选择其中一小部分作为合作方。

说到兴趣这个话题，我想谈谈创新，这是我目前所感兴趣的地方，同时也是本书的关注点。你是如何定义创新的？

这个问题问得非常好。我们处在一个危机四伏的时代，不是因为每个人的生活都受到了这个问题的威胁，而是因为关于创新和想法的大量讨论威胁到了创新可能带来的实际价值。

在大学、公司以及几乎每个有人群聚集的场所，人们所谈论的创新都让我们对眼下真正有价值的想法、产品和服务视而不见。想想Facebook在“朋友”上的创新，再看看现在随处可见的相同的“创新”。

我们正在玩弄一个疯狂的想法，既能限制也能提高创新的价值。那就是，我们正在验证“创新应该是进化”这种说法。正如达尔文所说的达尔文进化论一样。达尔文认为，生物之间存在着生存争斗，适应者生存下来，不适者则被淘汰，这就是自然的选择。生物正是通过遗传、变异和自然选择，从低级到高级，从简单到复杂，种类由少到多地进化着、发展着。

以上三点，也就是我们常听到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现代基因学的诞生，为此提供了重要的证据。事实上，物竞天择，竞的是“基因”。而遗传变异或者说创新，关注的是我们的生活环境质量。创新会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吗？或者说创新会降低我们的生活质量吗？

所以，我们将创新定义为进化。这么定义是很有意义的，至少对我们来讲是。它迫使我们问自己：创新的确很有趣、很酷，但能够提升我们的生活质量吗？能让我们具有某种生存能力吗？

“我从事创新型设备，比如手机、笔记本、平板电脑等领域的工作。这些设备通过太阳能电池进行运作。我并不是将太阳能电池引入，而是将这些设备的耗电量降低10到100倍，这样现有的太阳能电池才能赋予这些设备动力。在发展中国家，这种方式将会改变人们获取信息的途径，特别是对数以亿计的无法稳定获取电力的人们而言，更是如此。对发达国家也是这样，人们不必总是担心电池快没电了。

玛丽·卢·杰普森（Mary Lou Jepsen）

Pixel Qi公司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这确实是一个“大”问题，所以你认为“大政府”如何才能利用资金将创新提升到国家层面？

在美国，关于我们是否应该有大政府还是小政府并没有什么太多的争论。有人说美国人人想要大政府，这只是一种错觉而已，他们想要的是政府能做一些“不一样的事情”。共和党宣称是小政府的拥护者，但它们主张在接下来的五年里提升自动防御能力，对于提升到何种程度并没有详细说明。显然这一举措是向大政府方向倾斜。事实上，如果你对政党平台进行解构就会明白，每个人都希望政府支出能够合理。这些就是他们所说的“不一样的事情”。

现在不管是大政府还是小政府，你可能想问政府对创新的投入是多少。我并不想让政府或者是其他人认为对创新的投入是一项硬性规定。

我觉得政府的关注点应该放在环境上面。这也正是政府应该做的。不管这种环境是树袋熊可以自由活动的自然环境，还是人类健康生活的社会环境。有一些环境对创新有益，我觉得这才是我们需要讨论的。

政府需要对创新直接投资吗？因为政府需要在胜者和败者之间做个权衡，这就有点难办了。在美国，市场相对自由，但是我担心政府去投资我们不了解的东西。我们对环境了解，我们需要好的学校、交通、房子以及公园。所以我觉得政府如果要投资的话，投资这些领域会很好。我对政府孵化器一无所知，虽然有人会告诉我，但我还是会非常小心谨慎地考虑这方面的投资。

你之前提到过你对众包也表示担心，为什么呢？

这可以说是我的另一面，即势利的一面显现了出来。我觉得并不是所有的选择都行得通。我们国家实行的是英才管理制度，而我也受到影响，信奉精英管理。

我一直认为那些在某方面能力远远高于其他人的人有话语权。我觉得这些聪明的人应该得到更大的平台。这与“人人都有选择，我们应该听从每个人的意见”观点背道而驰。

有些意见相对来讲要更具有可行性。当一个总统，不管这个总统是谁，发表国情咨文时，人们会在各个场所，比如办公室、鸡尾酒会谈论他们自己对国情咨文的想法。每个人都有权发表自己的意见，但有的人的意见显然要重要得多。可能某个人对某一问题了解很深刻，另一个人对总统所想要达到的目标有清晰的洞见，而另一些人对决定产生的背景情况有所知晓。

美国总是在精英管理和平民管理之间剑拔弩张。这在“伟大的美国实验（Great American Experiment）”项目中是非常有意思的。200年来，美国一直是选举最好的、最优秀的人来当总统；200年来，我们都在为一般民众的懵懂无知而欢呼。

你之前从事的是新闻方面的工作，这种工作的性质是不是对你的观点和直觉实验室有所影响呢？

我们三个人之前都是新闻工作者。我负责政府和政治，我的同事豪厄尔负责艺术和文化，安德鲁负责评论书籍。当我想搞清楚参议院是怎么一回事时，豪厄尔在跟着滚石乐队到处演出，所以他的职业发展比我要好。

我可以告诉你新闻工作者的经历带给我们什么样的经验。新闻工作者有种能力，就是一走进某一房间，他们心里就很清楚这里一两小时之内不会有什么事情发生，他们明白可以将这种情况告诉其他人。光是想想就觉得这种敏锐度太厉害了。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可以从事医疗保健、艺术、市政及慈善方面的工作。我们的学习能力非常快，这就是问题的关键。

“要想创新成功，我认为需要注意以下五点。

第一，多元化发展。在大型机构中，那些工作在创新部门的员工，他们的主要工作就是“创新”。在探索未知领域的过程中，当面对很多不确定性时，他们往往容易接受、容易适应。创新型的资源不见得都很专业、都很丰富。在完成项目或者在执行的过程中要有创新精神。创新精神和执行力两者结合起来才能对创新有所影响。

第二，将商业优势和能力与顾客需求结合起来。企业和其他机构常常通过最先进的技术或者最优化的商业进程来创新。通过顾客和参与者来引发的创新往往让领导人看到更深层次的内容。顾客更容易打开心扉，企业和机构才能更容易创造价值。

第三，在系统内部工作。创新本身也就意味着挑战现状。这种方法可以使团队成员和其他参与者处于守势状态，这种情况是非常不好的。有些人往往是你创新道路上的绊脚石，而不是并肩合作者。我主张人人参与到创新中。在每个个体都参与进来的前提下，创新更可能实现。

第四，行动之前定义成功的标准。刚进入市场的产品和服务需要一些时间才能获得盈利，但如果拿唯一的标准来衡量成功的话，它们往往没有继续发展下去的机会。我们应该从长远的发展角度来对成功进行评估，企业应该看重的是，创新对顾客来讲是不是有价值的，是不是有利于企业的长期发展。

第五，不要无视商业优势。一家企业或者机构的优势非常容易转移。创新工作的影响力及增值依赖于与目前的商业优势是否一致。对客户组织关系进行投资、知道何时引入新想法、何时进行应变等这些软技能往往是创新团队需要掌握的核心。

布里安娜·史维（Brianna Sylver）

Sylver咨询有限责任公司创始人兼总裁



关键词想象力练习

能力、众包、想法、人们、资源

随着在线业务和网络使用用户的上升，人与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近。那些在线社团的每个个体将对企业品牌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在创新型工具和技术帮助下，这些扁平化世界领航者希望具有高体验、高效率的价值网络，所有这一切的出现，都将重点放在用户个性化的喜好和需求上面来。

直到最近，企业不再一味用经济标准来衡量价值。社会越来越全球化，消费者的选择也越来越多。本质上讲，这些是一种过时的、保守型的财会标准。在高度网络化、高度竞争化的全球数字经济背景下，能够发展的公司就是那些敏锐的公司，它们知道自己必须从战略高度层面进行大的改变。投资回报率，从某种程度上来讲也意味着以顾客为中心的、外部的度量。

 


  注释

[1]　X一代，指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到70年代末的一代人。——编者注

[2]　xyz为Internet网址域名后缀，是全球通用的新顶级域名，简单来说就是网址中最右边一个“点”后面的字符，由XYZ注册局运营。——译者注




04 关心个人健康

这一章会讲述未来医药的发展。《六百万美元先生》（Six Million Dollar Man）将不再是只能出现在电视上的故事，我们现在的技术不仅可以重塑一个人，还可以把一个人3D打印出来……好吧，可能不会打印出一个完整的个体，但机体的大部分是可以被定制生产的。

毋庸置疑，医疗保健和健康管理方面的问题很多，不只是暴涨的花费和迅速的人口老龄化。如今我们引以为豪的很多东西，比如抗生素和接种疫苗将会越来越无效、过时或者是在经济上不可行。我们不能只依赖它们了。

创新是解决医药、健康等方面问题的唯一方法，不管这些问题影响的是你的身体、情感、经济还是三者兼有。我们需要从各方面对医疗保健和健康管理问题一探究竟。因为不管是全球、国家、地区还是个人，不管是公共部门还是私营部门，都面临着来自创新方面的挑战、责任和机会。医学创新涉及的领域很多，比如生活质量、个人健康、自我管理及供应成本等。从历史角度来讲，由于医学创新，数以百万计的死亡得以避免。不管是现在还是未来，创新将继续改变我们的生活。

很多国家都有医学创新的历史。例如，澳大利亚有着非常自豪的创新历史。为应对地理屏障和偏远地区交通不便问题，澳大利亚政府进行了医疗保健创新。1928年，世界有名的皇家飞行医生服务组织利用飞机和收音机的新型技术为农村、边远地区提供服务。通过这些创新，澳大利亚所有的人都可以享受到高质量的医疗保健服务，不管他们居住在哪里。从全球范围来讲，医疗保健部门都需要同样的创新想法和战略规划。

任何新型的医疗健康和健康管理系统，特别需要那些具有颠覆性影响的、能达到一流的标准——创新性、统一性、个体性、有效性和节约性。老套的医疗标准越来越跟不上时代潮流。以前，公众的健康问题像包裹一样被党派政治家、政治领导人扔来扔去，公众除了顺从别无他法，如今，这种情形已经不可能出现了。医学研究创新必须被当作最重要的事情，应当由政策、投资和研究来支持。无疑，医疗领域的创新让我们震撼，在这一领域兢兢业业工作的男士和女士（本书中，有些情况我们称之为男孩和女孩）也让我们敬佩。

对于身处某个特定时代的人来讲，当有人提到仿生学和生物医药时，《六百万美元先生》往往会马上浮现在他们脑海中。但能够改变一生的创新是实实在在的事情，而不是科幻小说，而且随着3D打印医疗技术的应用，创新对与大众紧密相关的健康问题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比如糖尿病、癫痫。是的，四肢和关节都可以被打印出来并使用。对于癫痫患者来说，它就像一种植入物，有电导管和含有药物的容器，不仅可以警告患者癫痫发作，而且还可以在不能防止癫痫发作的情况下，释放出必要的缓和药物。

用喷涂、自体愈合、人造材料来治疗伤口；机器人手术；疾病控制，比如使用纳米技术来消除丙型肝炎病毒等医疗方法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但是以上所有这些项目都需要大量资金的投入，都需要数年的发展时间。

近年来，创新所需要的资金大幅度上升，但也有一些创新所需要的时间短，资金也少，比如，15岁少年杰克·安卓卡（Jack Andraka）发明的检测胰腺癌的方法，其检测装置可以多次使用，且成本仅3美元；大卫·斯卡弗兰（David Schafran）发明的EyeNetra移动手机附加装置，可以让用户进行方便、便宜的视力测试。刚才我们提到的第一项创新无疑会挽救生命，第二项则将改变人们的生活。

有些人需要佩戴眼镜，这样他们可以非常有效地、长时间地进行工作。从某种程度来讲，眼镜的发明也对经济产生了影响。因为眼镜可以使近视的人看清东西，从而避免工作中的一些不必要的失误，从长远来看，很可能就会对一个公司，甚至是一个国家的国内生产总值产生积极的影响。由华柏恩视觉研究中心和美国约翰·霍普金斯大学联合进行的合作研究项目涉及280亿美元的投资，但是这项投资将在第一年带来1740亿美元的储蓄金，并且将在接下来的每年带来2020亿美元的储蓄金。

毋庸置疑的是，医疗保健的储蓄金也因此建立起来。必须对这些储蓄金进行预算、管理，但是没必要减少它们在医疗保健的关注、监管以及覆盖率上的使用。艾伦咨询集团公司曾进行过一项评估，即一旦澳大利亚成功应用“电子”健康（e-Health）服务，每年将会减少50亿澳元的医疗保健花费，国内生产总值也将提高到90亿澳元，这对于一个有着2400万人口的国家来说是非常不容易的。

人口庞大的国家，比如英国、美国、中国和印度，它们不仅有令人吃惊的人口数量，潜在的储蓄金数量也相当惊人。这些国家有着庞大的消费人群和卫生保健提供者，所以它们不需要寻找更多资金对医疗保健进行投资，反而需要在创新技术、技能以及想法上重新分配投资金额。

重新分配是可能的，但是需要所有利益相关者——消费者、护理人员、顾问以及管理者的共同努力，他们需要明白在某一行业内特定的经济问题都有相对应的创新型解决方法。创新技术可以使医疗保健和健康管理问题实现线上解决，促进了“电子”健康的发展。负责任的利益相关者往往认为“个人创新”是解决事情的核心，“电子”健康是“我”经济背景下的产物。

我在此不是要谈论个性化的药物治疗方式，也就是那些为个人定制的治疗方案，它们可以很快地投放市场，被能负担得起的人使用。我也不是在谈论让个人健康管理更为容易的App，虽然这些创新很有效，也可以让一般民众用得到。我要呼吁的是，希望那些提倡“我”健康的利益相关者使用创新型的、简洁的、安全的工具，以便他们与各个地方的医疗保健系统和医疗部门进行沟通（我特意强调“简洁”，是因为如果在线上使用一个笨重的系统，使用的效率会非常低。人们只要看看澳大利亚的个人电子健康记录控制系统的参与人数就会明白这点，在写本书的时候，此系统在全国至少有50万用户） 。

通过网络和与之相关的通信技术，利益相关者一方面可以提升医疗保健、合作、诊断以及治疗的水平，一方面可以减少冗繁的行政管理、不必要的错误、不必要的花费，以此让人人享受到方便简洁、低廉有效的医疗保健。我们需要明白的是，无论是本地、国家还是全球范围内，医疗保健领域的预算、人口压力都在不断增加，但恰恰是创新型技术在这一领域发挥了非常重要和实用的作用。

合适的创新型技术和工具，可以让医疗保健部门及利益相关者的合作更为有效。同时，它们需要确保以下几点：确保传递系统和服务的完整性、统一性；确保单一接触；确保自我服务及自我帮助；确保参与者双方之间相互合作；确保医疗保健部门与用户之间相互合作；确保中立的IT系统和沟通程序的有效性。除此之外，还要加强医疗病历和服务的管理，减少医疗保健行业的重复建设，减少不必要的浪费。从长远来看，这样做可以节约数百万美元，并挽救数百万的生命。

杰克·安卓卡，2012年国际科学博览会得主。

现在我正在为高通三录仪X-Prize大奖赛（Qualcomm Tricorder X-Prize）做准备。这场竞赛的最高奖金为1000万美元，这可以用来帮助我的团队开发一种移动平台，这个平台可以在三天之内非常精确地诊断出30名就诊者的15种疾病；可以通过非常棒的用户体验提供诊断结

果，以此来适时记录血压、呼吸速率和体温；可以让不管身处何地的就诊者非常快速有效地评估健康情况，以此来决定是否需要专业帮助，并且明确地知道下一步需要做什么。

我将与一组高中学生一起头脑风暴，努力创造出这项新技术。很高兴能与一群非常不错的朋友一起开始这项非常具有挑战性，同时又非常有趣的工作。

[image: picture]

大卫·斯卡弗兰（David Schafran）是EyeNetra. com的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同时也是一位企业家。他希望创新型方案会对全世界数以亿计的人们的健康和安全带来积极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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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觉得创新者都非常特立独行，他们可以接受横跨多个学科的方法，而不是只会采用非常单一的想法。

EyeNetra在医疗保健领域与很多不同类型的技术和社会运动合作。要想成为所有技术方面的专家，需要花费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实际上这是不太可能的。

这就像创立企业，如果我是一名首席执行官，却还想什么事都亲自去做，那么我很快就会失败。所以，如果我想做出什么创新型的东西，就需要这么一种观念：我得长时间努力工作，我要接纳、包容其他人。你所面临的挑战就是，如何以一种合适的方法让人们聚集在一起。这需要辨认人们所拥有的技能以及他们的经历，然后依据不同的项目流程，在合适的时间将他们聚集在一起。仅仅依靠一个人进行创新是不太可能的。不同背景的人们、不同观念的想法相互融合碰撞，才能推动团队向前发展。

我们需要人人都有一种开放的心态，参与到其他想法当中，提出自己的意见，而所有的这些，他们之前可能都没有做过。“常规”的工作场所不太有利于创新。当你想要创造一个空间让人们进行创新的时候，你需要对操作流程进行设计，这样参与的人们才会放松警惕，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参与他们之前从未做过的事情。

还有一种方式就是创造一个演习环境，让人们打开心扉，进入到一种非常有意思的思维模式，在真实情境中共同创造真实的解决方法。在这个过程中，你是在用自己所扮演的“角色”进行思考，而不是你自己。你可能会更多地说：“我很喜欢这件事，我们现在就做吧。”而很少会说：“考虑到我的职位，我们以后再谈吧。”

EyeNetra是一个非常开放、非常自由化的项目，你在全身心地很投入地做这个项目。那些医疗体系的利益相关者对EyeNetra的接受度如何？

我们的这个项目开拓了很多尚未开发的医疗市场，这一消息让全球医生非常高兴，但同时他们也非常担心，因为这可能改变他们在现实社会当中的角色。我不认为在不久的将来，健康领域IT的发展将会取代医生的角色，或者是说他们将会成为健康导师抑或是诊断专家。我们希望做成就像体温计或者妊娠检查一样普通的技术，只不过EyeNetra的设备是通过移动App来进行诊断。

我知道EyeNetra可以让人们测试视力。它是一种可以在智能手机上运行的App，就诊者只需要一对装好的树脂镜片就可以完成测试。需要在联网状态下进行操作吗？

不，不需要。所有的测试都是在本地进行的，所有与计算机相关的工作都可以在手机上完成，所以实际上光学元件是被动的。这些元件当中并没有什么“智能”的东西在里面。

所以，比如，一个住在孟加拉国农村的人就可以不需要智能手机？诊断医师把设备带过去就行了。

我们正在针对发展中国家开发这款产品。我们认为自我测试是未来的发展趋势，会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在发展中国家市场上受到认可。这款产品由一个技术员来管理测试。这名技术员可以是任何一个人，只要他们想卖眼镜；也可以是任何企业里的微型创业者。这种企业可能是药店，可能是由政府主导的健康中心，也可能只是很普通的眼镜店。我们所做的就是让人们测试，将眼睛护理产品和服务通过网络结合起来。

“目前我在开发一个叫“发怒计算器（The Shirty Calculator）”的项目。它能精确地评估你的紫外线辐射情况。它可以根据你的皮肤类型,测量出你在太阳底下待多久才可能补充足够的维生素D。我希望这可以让人们改变他们对紫外线的态度和习惯。

伊桑·巴特森（Ethan Butson）

国际科学奖获得者、文法学校学生



关键词想象力练习

本地、服务、方法、利益相关者、健康

戈帕尔·乔普拉（Gopal Chopra）博士是pingmd Inc联合创始人、董事长兼首席执行官。pingmd Inc是一家坐落于纽约市的医疗保健方案公司，公司的宗旨是重塑医患之间的关系。创立公司之前，乔普拉是拉扎德银行的高级投资银行家。他在澳大利亚、印度、加拿大以及美国从事神经外科方面的工作；负责斯坦福大学和墨尔本大学的考量聘任工作；是杜克大学福夸商学院副教授，主要教授MBA医疗健康管理课程。此外，他还是杜克大学消费者和无线医疗保健会议创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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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一名神经外科医生、一名创新医疗设备公司的创立者、一个个体及一个有家庭的人，人们认为你对医疗保健有全方面的了解。

我总是告诉人们我和他们一样对医疗保健不太了解。我所接受的教育并不能让我对保险、规则等有所了解。医疗保健所面临的两个比较大的问题就是消费和引领。

“创新主要指两件事情。创新最纯粹的形式就是想法的规划、创造及完成。但我们常见的创新是将现有理念运用到新的系统当中。你可以是一个非常具有煽动性的创新家，白手创业，创造出伟大的发明；也可以是脚踏实地的创新家，觉得自己可以做什么来让世界变得更好。

多米尼克·吉纳德（Dominique Guinard）

Evrythng和WebofThings.org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技术官



你觉得你的医疗企业家精神与外科医生身份有冲突吗？

很多人会去各种各样的学校、企业或者从事各种各样有挑战的职业，从而成为企业家，实现自我提升。我不太喜欢老被人认为我是一名医生，因为我们从小到大一直受到僵化的教育，一直被某种规矩约束。从事医疗健康方面的工作使我改变很大，我可以更为灵活，更为谦虚。

对某些人来说，谦虚在外科医生领域并不是十分必要的。

这是个借口。有人说“外科医生就像战斗飞行员。他们需要按特定的方式去做，按特定的方式去思考，以取得最好的结果。”我对这一点有所异议。傲慢自大在这一领域更不可取，因为我们是一个团队，我们要处理的事情远不止一个手续那么简单。

用战斗飞行员来做比喻是因为飞机飞行需要很多民众参与其中，所经历的过程也很复杂，特别是需要各种各样的想法、灵感及激情，它们之间的相互促进才能让飞机飞上天。我觉得这种比喻在医疗保健创新方面同样适用。

当你考虑所有的安全问题时，一名外科医生最需要掌握的技术就是果断。不幸的是，我们将这种行为理解为傲慢自大。如果我以每小时100 英里[1]的速度骑摩托车，最不能做的事情就是犹豫。你可以看看那些技能很高的专业人士，犹豫往往会将你送上死亡之路。企业家也是如此：不要犹豫，为目标竭尽全力。

在我采访的人中拥有最多的共同点是勇气。心里知道哪些事情可能行不通，但还要去做。我想作为外科医生也是这样的。打个比方来说，你知道有些人可能不会从手术台上安全离开，但你还是把手术进行下去。

这个比喻很不错。你做某件事情的时候，会经历一个刚开始犹豫不决，后来就非常自信的过程。你要明白这个过程是正常的，你需要走完它。你在头脑里仔细考虑过如何去完成这个过程，什么东西也不可阻止你。或者当这一过程中有试图阻止你的东西时，你可以找到解决方法，继续前行。这就是一种能力——面对困难，继续前行。

政治家或者政党在推动医疗保健领域的创新方面扮演着主导性的角色，你觉得这重要吗？

考虑到它们对服务提供和业界反应的影响，我认为它们的作用是重要的。如果你阻止创新，你就无法容忍过程和技术的变革所带来的影响。这会破坏一心克服困难的创业环境。

实际上创新对医疗保健的影响都不太大，因为没有人做这方面的工作；没有人想出相应的解决方法；没有人支持解决方案的实施，除了特许的经营解决方案。不幸的是，大型公司都在使用传统的系统。比如苹果公司的代码是10多年前写的，和现在的产品已经不匹配了。目前需要培育一种可以创新的环境，这也是国家创立、公司发展的基本。

一般来讲，管理机构负责数字医疗保健的资金投入及发展方向的设定。政治影响力会对此产生一定的防碍作用。大型企业往往很容易扼杀创业精神。医疗保健行业是一个保守、规矩繁多的领域。消费者和护理人员受到鼓励，才可以进行更好的护理，这往往激发创新、激发产生全新的行业。

“创新就是梦想变为现实的过程。

伊卜拉欣·哈马尼亚（Ebrahim Hemmatnia）

无边界世界创始人兼主席、Willpowered基金创始人



关键词想象力练习

关注、控制、灵活、传统、阻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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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登·华莱士（Gordon Wallace）是澳大利亚桂冠院士、美国无线电公司电子材料科学研究中心行政总监、伍伦贡大学智能高分子研究所董事、电子材料和智能高分子领域荣誉加身的思想领袖。他的专长包括有机导体、纳米材料、迭加成形、电化学探针法分析，他还负责将以上这些专长应用到智能聚合物系统发展中。他致力于将这些材料应用到生物通信领域，希望通过医学仿生增强人体机能。

你参与了这么多研究性的工作，你认为创新在工作当中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如果研究工作当中没有创新因素，我们的前进步伐将会是仅仅依靠量变来逐渐推进。各个领域的研究、思想的改变，其目的都是为了解决一些大的问题，都需要不断向前发展。当然，也需要得到丰厚的利润。想要真正地进行创新，我们就需要在以下几个方面努力，比如，如何将人们聚集在一起，如何作为一个团队一起工作。

你是伍伦贡大学的支柱，可以将研究员、研究团队、利益相关者聚合在一起，从而将大家所从事的项目向前推进。

我觉得研究，特别是对科学来说，不是一蹴而就的，而是一个长期的发展过程。要在澳大利亚或者是全球建立研究网络，至少需要25年的时间。将这些人聚集在一起，让团队合力工作，对我们来说是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看到伍伦贡大学成为研究领域中国际公认的中心，是非常令人兴奋不已的。国家和国际间的密切联系让伍伦贡大学的长足发展更有可能。

在很多关于创新的采访中，团队合作是提到最多的一点。在足球比赛中，个人的足球技艺也在团队合作中表现出来：将自己的技能、与其他队员共同合作的能力结合起来，才可以达到目的，得到特定的结果——进球。

当然。过去12年，我一直是足球教练。在足球场地上工作，教育年轻人学习技巧。特别是在今天，在科学指导下，你可以是另一个罗纳尔多，另一个梅西，这样想可以让自己在短期内得到激励。如果你想做出贡献，你需要提升个人技能，这样你才有可能成为优秀团队当中有价值的一员。当然，另一个最主要的问题是，找到能让你发挥技能的团队。

人们往往缺乏这样的意识，认为科技和技术其实可以很有魅力，关于这一点，在年轻人当中更为突出。另外，意识到这一点不仅对我们的生活非常重要，对个体、整个社会也非常重要。

在自动检测和估算系统工作时，我们从事各级的外展服务项目（在服务机构以外的场所提供社区服务等），与各种不同年龄段的孩子们打交道。我们积极地参与到社区的各种工作当中，因为我们需要得到孩子父母的支持，需要让他们感受到由科学技术带来的兴奋，希望他们把这些传递给年轻的下一代。

但是我觉得你是对的。孩子在学校和研究实验室所感受到的快乐有着非常大的不同。我们需要强调的是这种不同将会越来越大，特别是在澳大利亚。让人感到惊讶的是，很多孩子并不知道科学和技术与他们的生活有某种自然而然的联系。

这种不同与烹调之间有着简单的联系。我不是第一个这么说的。对每一位顶级厨师来讲，10个孩子当中就有10个人不明白食物不是现成的，他们不知道需要加入各种调料，这样才能做出可口的饭菜。

你拿厨师来打比方，我觉得很恰当，特别是在谈到年龄小的孩子时。我觉得这都要归咎于大人，因为他们包办了很多东西。我们现在的教育系统问题就是替孩子包办的事情太多了。难怪孩子们会不知道包装是怎么一回事儿。这在教育行业很常见。

“目前我从事SPOONGE方面的工作。SPOONGE是一项新的项目，主要是非常准确地将药品送到病人手中。它结合了勺子的最佳递送方式和注射器精确测量体积的方法。我希望我们所做的这项工作可以在未来将药品更精确地送到孩子们手中。

马辛利·巴特森（Macinley Butson）

国际科学奖获得者



可能教育行业这么做，更多的是为了教育管理者的方便。

不幸的是，不管是在大学还是研究院，形势越来越趋于相同。当你越来越将研究量化，越来越想用数字对研究员进行评估时，你就不可避免地会让教育系统和研究系统越来越保守。这样一来，人们越来越不敢冒险，因为他们不能满足你的数字要求。

我注意到，在过去10年，澳大利亚研究领域中的官僚作风往往让研究工作进行起来畏手畏脚。因此，我们本该在20或30年前就有可能做出的突破，到现在也往往有可能失败。

听起来像是害怕失败的念头已经深深地植入到这一地区的领土当中，所以这些地区需要培养对未来不再害怕的态度。

是的，我们需要强调这一点。事实上，在发展的过程当中，失败往往是不可避免的。假设你有无数个想法，刚开始时这些想法可能并没有实现，经过长时间的打磨、整合，终于有所突破。所以说失败是通向成功道路上的必要一环。

“创新就像做餐时所用的调料，也可说是多达8种口味的调料，其中两个最主要的口味，是渐进创新和颠覆性创新。创新与发明截然不同，纵观历史可知，很多成功的创新往往是由伟大的团队一起创造的。创新想要发展，人们就需要认识到失败同样重要。失败孕育了创新，同时也是创新过程当中必要的一环。学习、迭代、适应以及发展模式都是失败道路上需要经历的。创新就是学习的能力，创新建立在失败的基础之上。

威廉·赛托（William Saito）

作家、技术企业家及Intercur的创始人、首席执行官



推动社会发展的研究性想法、话题、政治、社交媒体在很大程度上起到了一个辅助性的作用。特别是研究性资金，不管是私人的，还是公有的，越来越受到社交媒体、社交利益甚至社区的影响。

社交媒体是一种创新，从某些方面来看，让我们的研究交流变得越来越困难。我并不是认为这种方法不好，相反我觉得我们需要迎头赶上，这样我们在交流想法时才能更好、更有效地利用社交媒体。社交媒体是一种需要研究资源的技能，但不能取代研究，即使研究员一天只有24小时。

社交媒体就是快速获取资源、信息，这样一来，又回到我们刚才提到的预先包装的问题。社交媒体扮演的角色是“介绍、引入”，它们试图获得孩子们的注意力。而要让这些孩子们一直参与其中，就需要我们动动脑筋了。孩子们只是被吸引了注意力，但仍然不明白日常生活与科学和技术之间的关联，不知道它们之间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在使用社交媒体时表现得聪明一点、谨慎一点。我们需要确保这种方法可以引起他们的注意，然后利用这种注意力达到所需要的结果。

说到引起注意力，我知道你从事创新型运动内衣的设计和开发工作？

这个项目非常有意思，就像我们之前所做的其他事情一样，它是为了将各方资源整合，不只是技术资源，还包括人力资源。如果一个研究员从来没有参观过我们的实验室，从来没有见过我们用电子纺织做的东西，这一项目就不可能发展。朱莉·斯蒂尔（Julie Steele）教授之前做胸罩设计，现在在考虑如何为运动员们设计智能胸罩。如何将各方优秀的资源结合起来，在这个问题的解决过程中，我们很荣幸地能够与马莎百货（Marks & Spencer）一起合作。

是实话实说吗？

对。

想想看，运动内衣，通过使用纳米技术——电子材料以及智能高分子，可以让人类皮肤细胞生长。我在想，如果将这两种技术结合起来，是否可以制造出硅胶软骨的替代品？当我想把这一场景想象出来时，《王牌大贱谍》（Austin Powers）的影像在我脑海里一闪而过。纳米技术能做胸罩吗？

我没有仔细想过这个问题。但是如果从医疗仿生学角度来看，我们试着用电子产品与生物学或人类系统建立联系。然后我们可以看到植入智能胸罩的传感器，也可以看到植入智能胸罩的人工肌肉技术，这些技术可以提供额外支持。我们认为这些是适于穿戴的医疗仿生学产品。

我们的很多内部应用程序是可植入仿生，当然不是针对胸部或者胸罩。我们需要谈论更多的复杂应用，像神经和肌肉再生。但是材料种类和加工技术的发展，如今可以让我们从可穿戴仿生跨越发展到植入式仿生。我们了解到的是，外用的仿生加工材料，正在推进植入式仿生的发展。

我们主要从事新材料和新设备方面的工作，目前的关注点在可植入式仿生。虽然我们也在骨骼、外骨骼领域有一些研究项目，但我们最主要关注的还是来自可植入式仿生的挑战。可植入式仿生需要3D结构，即材料、生物分配及对空间分布的控制。通过这一3D结构，我们可以对生物(高分子)聚合物、活细胞及生长因子进行分配，特别是在以神经、肌肉、骨质再生以及其他用于癫痫检测和控制的植入物为靶点的情况下。

现在主要的问题是，如何将材料与生物层面整合起来，创造出3D结构。机器所做的已经非常接近，但还没达到预先的目的，所以澳大利亚有机会在添加剂生物设备领域发挥非常重要的作用，也有机会建造下一代添加剂生物设备，以此建立3D结构，并将之用来解决临床问题。这种能力也可以让我们处理我们之前没有处理过的基础科学，比如，打印出神经和肌肉细胞。

这让我很容易想到研究商业化。现在大家更加关注大学的知识产权，从某种程度来说，就是对科学家和研究员进行指导，让他们更为企业化，逐渐将他们的IP推销出去。这种做法会对研究造成阻碍，或者从某些方面看来，可以促进创新想法和创新实践向前发展吗？

几十年来，我一直在与相关公司进行沟通。刚开始在大学里出现这种情况的时候，我们的思路就是提升科学和技术的商业化运作。现在的问题是还没有可以有效利用的资源。大学里很多办公部门基本功能与监管机构相差无几，它们的主要目的是降低研究商业化的风险。

“沃森让我了解到创新所要经过的一些路子。利用知识和技术的多样化，对新想法进行整合和关注是建立未来复杂系统的基本。我个人的兴趣点在建筑领域，对多样化的想法进行整合和创新，从而促进复杂系统的发展，像沃森所做的一样。

大卫·费鲁奇（David Ferrucci）

医学研究员、DeepQA副总裁和首席研究员



我看到的是，它们并没有特意提高知识的商业化程度，或者说是并没有更大限度地利用知识。最好的、最根本的改变就是让我们的知识为社区，包括一般社区服务；为行业——想要用知识为澳大利亚谋福利的行业或者是想要为研究进行资助的行业服务。这些才是我们需要关注的东西，减少风险而不是设置障碍，但不幸的是，事情并没有朝着我们所期望的方向发展。

造成目前这种窘境的原因是我们无法安全、明智地分享知识。我想找到流行词“大数据”和“智能数据”之间的区别。事实上，数据（仿生胸罩）大小并非过于重要，你用什么去做才非常重要。目前世界上各种各样的数据非常之多，但是缺少安全、明智地使用和传播数据的能力。

是的。很多新的部门对添加剂生物设备及医疗设备材料都非常关注，也就意味着我们创造“数据”的能力成指数增长。然而在传播数据之前，非常重要的一点是我们将数据转换为知识的能力与生产数据的能力往往不相匹配。所以我们目前面对着海量的、需要我们转化成知识的信息。

知识的发展日新月异。知识传播的方式越来越多样化，也越来越苛刻，而我们往往被困其中。知识需要在不同层面进行传播，资源的短缺往往是个不小的障碍，尽管很多研究员有能力去克服障碍，但他们得不到支持。

人们经常问我“将这些先进的东西转化为临床应用的决定性因素是什么？”我觉得不是技术，而是我们在不同层面进行沟通的能力和建立有效团队的能力。不只是建立研究员团队，还得有监管者和一般社区，这样，我们才能高效地将项目向前推进，更好地为用户服务，从而达到我们所希望出现的结果。

在我看来，无论是个体还是机构，对合作的重要性都没有深刻的认识，至少从经济层面来讲是这样的。随着扁平化世界和全球数字经济的到来，任何一个合作生态系统，都会是跨国的、跨语言的多样化系统，都会产生无所不在和非常有用的合作结果。

你说得没错，特别是在澳大利亚。澳大利亚身处领导力的核心位置，因而也就面临着全球挑战，但我们不能单枪匹马前行。

去年，我去亚洲旅游了一阵子。有些国家的研究成果和基础研究非常惊人。仅北京的一家化学机构竟然有900名化学博士！

澳大利亚需要达到全球水平，就需要有创新型的方法。创新，不只是技术创新，这非常重要。澳大利亚需要建立有效的全球同盟。如果澳大利亚的研究内容想继续得到认可，同盟是非常必要的。

是的，澳大利亚是个规避风险的国家。

我完全同意。我们设立的所有官僚机构都允许各种类型的风险规避，但这不是你从事大型的、果敢的、有雄心的研究的方式。

我觉得大多数人可能会想：“我们不需要去做大胆的研究，我们已经为未来五年或者十年做好准备了。”可能他们看起来遥遥领先。但是如果你从一个科学研究者来观察，就会发现，在未来五年或者十年，我们想要从技术发展当中受益的话，就需要成为全球研究社区当中的一员。否则，澳大利亚将不会在全球研究社区当中有一席之地，我们将不会一帆风顺。

澳大利亚在很多领域都处于领先地位，比如添加剂生物设备，目前我们仍然有机会继续保持这种领先优势。但是，在一个充满鼓励的环境中，我们也必须冒一些风险。我们必须走出去，在我们的研究视野中保持雄心壮志，并敢于去执行动态的、适当的资源研究计划。

从我自身的经历来看，全权委托资金并不是什么奢侈之举，而是非常必要的。全权委托资金不仅能满足机构基本的责任和期望，还有所剩余。全权委托资金是创新的重要推动力量。这也就意味着一个人可以尝试工作、可以失败，所剩资金仍然能够满足家庭开支。金钱就是时间，金钱就是自由，金钱可以买到创新所需的时间和合法性。

“创新最大的阻碍就是我们与生俱来的保守观念。这里我指的是人类的适应性行为——坚持我们所知道的、我们长久以来所坚持的，而不是一味地反对创新，因此怀着矛盾的心态与创新者交流。一旦成功的创新受到鼓舞，我们往往会欢呼不已。但刚开始，我们通常会觉得创新是不是有些疯狂。从我自身的经历来看，真正的创新人士往往有点不正常。我指的是，他们与社会所定义的正常人往往不一样。那些能够领会创新必要性的领导者不仅能够鼓励员工创新，而且他们还能保护这些创新人士，并且还留出一部分资金资助那些有想法、有勇气、有洞察力的员工。

艾比·布鲁姆（Abby Bloom）

Acu Rate联合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医疗健康和医药设备创新领域思想领袖



关键词想象力练习

商业化、有效、害怕、国际、团队

不管何种形式的创新，都依赖于当时所提供的技术工具。创新一直以来都是医疗保健和健康管理的一部分。随着社会老龄化的加剧，目前我们所取得的成就都是让人们更有效地管理自己的健康，提高人们的生活质量和寿命。说了这么多，也就想说，我们将有一个更为有效的政府关心民众的医疗保健。通过有效地使用创新型工具和技术，不但不能减少对医疗保健的资金预算，还要重新分配资金投入，只有这样做，才能节约时间、金钱，挽救生命。

 


  注释

[1]　1英里=1 609.344 米。——译者注




05 创新型教育

很高兴能够有这么一个机会引用平克·弗洛伊德（Pink Floyd）的作品《迷墙中的另一块砖》（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第二部分里的一句歌词：“我们需要教育……”但这种说法在21世纪是错误的。我们需要的不是重复的教育。至于“思维控制”，相比以往，受教育的人通过创新型技术和工具更有可能控制想法。世界各地的教育及系统都在发生着变化。全世界的人们都有可能接受更好的教育，特别是线上教育。这将对人们的生活和生计产生持久的影响，同时也对当地、全国及全球的经济产生不同程度的影响。这无疑会改变教育产业。

目前，第三世界也可采用线上教育模式。以前那种需要支付国内教育或留学的昂贵费用，从而接受老师现场授课的方式已经过时了，并且我们也没有必要再花这笔冤枉钱。然而，我们必须注意到一个现实性的问题，很多国家的预算主要还是来自外国学生。当这方面的收入降低时，一些国家，像英国和澳大利亚，预算很快就会有所削减。简单来讲就是不要让留学生成为影响一个国家国内生产总值的主要力量。随着基础设施和受到认可的课程的增长，在家教育模式将会在全球范围内成为一种常态。

当然在线教育并不是完美无缺的，仍然有很多需要提高的地方。例如，线上教育必须简单、安全、便宜。这里的便宜指的是上网的费用、获取移动数据的费用，必须是在人们可接受的范围之内。除此之外，创新型工具不能过度依赖高速宽带接口，因为在很多第三世界国家，高速度的宽带不大可能实现。如果创新型工具开始在全球范围内普遍使用，这些工具必须在各国间实现完美无缝合作与联系，因此从本质上来讲，这些工具要具有多语言功能。

终端用户喜欢个性化的市场推广方式，这可以满足他们不同的需求，而所有这些期望都可以在线上实现。在线教育项目在内容、价位、品牌、认可度方面都与传统的有所区分，某一领域的创新意味着“没有一种模式是万能的”。在线学习的学生很快就会希望以一种特别的全新方式学习课程。

有些人可能会考虑教师在这种背景下的角色。他们会被学生招之即来吗？很长时间以来，教师花了大量时间来管理学生课程，正因为如此，他们是最容易受到影响的人群。当学生们不再需要去上课，而仅仅靠上网学习，谁会担任起课程管理的任务？线上教师的角色与线下一样吗？他们上课的内容会成为Facebook或者Twitter的热潮吗？

技术和工具在社会当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以上这些问题的答案也在发生着变化。科学、技术、工程及数学领域对科学、技术、艺术、工程及数字相互融合的需求，是不会发生变化的。这种需求认为文化是合作创新的必需因素。我们需要将以上这些内容相互融合、整合，才能产生创新思维、创新过程以及创新产品。史蒂夫·乔布斯及其创立的苹果公司、皮克斯动画工作室都是以上因素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体现。

大学与企业之间相互紧密的合作与联系也是创新成功的重要因素。将大学所学习到的知识、所研究的内容与商业需求紧密结合起来可以有助于创新型工具的发展。说得直白一点，一项技术不管多优秀、多先进、多一流，如果没有人使用，也将一文不值，因为不管你解决问题的方案有多么棒，但如果没有人用它，那再优秀的方案也毫无用武之地。

与用户就某一话题进行讨论，比单独思考以解决问题要好得多。既然这么好，为什么不将用户拉到工作过程当中呢？很多大学都在寻找资金将他们的知识产权商业化，这才能让他们明白他们开发的产品一定要是民众所想买的。这样做，可以让他们有足够的经费去专注于研发。

目前，我们希望教育者不要太严肃，希望他们活跃些，也希望研究人员不再是纯粹的研究者，而是可以将推销技术纳入到他们的研究当中，也就是说他们不再只是研发，而是要兼研发、商业运作于一身。大学的角色也将发生着非常大的变化，它们从纯粹的学习资源型大学向营利型大学转变。

根据美国总统经济顾问委员会所统计的数据，美国每年在教育上的投资达4万亿美元，相当于全球国内生产总值的6%。有的人将教育视为利润颇丰的产业，而有的人认为教育应该是不以盈利为目的的，这就难怪双方会有如此激烈的分歧了。

保守估计，全球约有700万人在使用在线学习。大规模在线开放课程，即慕课（MOOC）[1]的出现，使得教育不再是精英人士的专利，不再是那些能够支付得起高昂大学学费的人的专利。慕课通过一系列的大举措，使人们可以通过诸如可汗学院、优达学城等在线课程学习，让学习越来越容易。像麻省理工学院、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哈佛大学、耶鲁大学等一些一流的、学费高昂的大学也加入到这场运动中来，将海量的课程、资源通过iTune、YouTube或者其他网络媒介放到网络上供大家学习，这些课程并不提供学分，也不算在本科或研究生学位里。绝大多数课程都是免费的。这样会产生两个问题：这种形式的授课认可度有多高？从传统的大学里所获得的知识或所接受的教育，与在虚拟世界当中接受的教育哪个效果更好，这种效果差别会持续多长时间？

“免费还是收费”是一个问题。开放性知识意义深远，政治意味深厚，亚伦·斯沃茨（Aaron Swartz）[2]的英年早逝似乎是对这种观念的一个佐证。在互联网时代，斯沃茨被支持者称为“罗宾汉”。和创办维基解密的阿桑奇一样，享有绿林好汉般的荣誉。或者说，他们都在用破坏性的方式做对的事情。而另一些人认为，这种盗窃的方式会破坏信息的经济效益。因此，英国和欧盟委员会率先带头通过税收支持专业研究，以达到让民众免费使用的目的。哈佛大学鼓励教职工通过开放期刊将自己的研究成果公开，以此避免学术出版商设立收费专区。

如果不需要为学术研究支付费用，那么企业可每年节省数百万美元。这些费用可以作为奖学金或者可以资助更深入的研究。但是，有人可能会问，知识产权保护和适当教育之间的平衡点在哪里？有一点需要明确的是，无论是教育机构还是教育产业，比如像学术研究，都需要一种新的商业模式。创新对话

亚当·格利克（Adam Glick）是杰克·派克公司董事长、对冲基金Tesuji Partners的常务董事，同时也是作家、剧作家和Floating大学董事兼联合创始人。

什么促使你创立了Floating 大学？

主要有两个关键时刻，第一个发生在商业领域。我当时想招聘一些有想法的人，却招不到合适的。有很多有想法的人士，他们的天分极高，却受限于所处的环境，比如大学或者早期的工作经历。他们缺少整合信息的能力，我当时就想：为什么会这样呢？

巧合的是，我儿子当时正在考虑去哪里上大学。找的第一所大学与第二所大学没有什么区别，第三所也是如此。我当时就想为什么现在的大学，特别是早期的大学，都没有相应的“广度”和“深度”呢？为什么没有跨学科课程？

为什么他们不能提供像我们在Floating大学所开设的“伟大的想法”一类的课程呢？因为这一课程涉及物理、政治、哲学、心理、古典学系等多学科知识……想要把这些整合成一门课程，听起来好像是不可能的。但在网上，你可以将世界上最优秀的物理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生物学家……的课程拍摄成视频教程，并提供一些课堂体验。这种体验与以往的体验完全不同。不用去学校上课，可以直接回家在卧室里上课，还可以在线上与别人讨论问题。我们可以通过网络在家里上课，又能体验到课堂上参与讨论的乐趣。

“我觉得创新最要紧的因素是乐于冒险。风险越大，成功也就越大。没有捷径可走。明白这一点的人们往往更具有创新力。举个例子来说，以色列人一直生活在风险当中，这也让这个国家的人们比欧洲人对风险的容忍度更高。我常常看到某一地区、某一国家创造了某一创新生态系统，却往往没有准备好迎接接下来即将面临的风险。很多人喜欢创新，却对随之而来的风险退避三尺。我觉得这是最大的阻碍，可能是风险的文化接受程度不同，但更重要的是害怕失败。如果我在欧洲创立一家公司，这家公司倒闭了，我会觉得自己失败了。相反，这种情况在硅谷却被称之为经历。可以看到这是一个不断完善的过程。对美国企业而言，成功所隐含的意思就是如果企业倒闭了，大不了你关掉就可以了。如果在西班牙或者意大利出现这种情况，首先会受到刑事指控，接下来会问原因。我曾经在印度创立一家子公司，当公司濒临倒闭时，我也试着想要关门大吉，结果却用了七年时间。我有可能在印度再创立一家公司吗？当然不可能了。想要创新就得接受失败的苦果，相关的文化偏见也必须得改变。

萨利姆·伊斯梅尔（Salim Ismail）

美国奇点大学联合创始人、执行董事、全球大使和Confabb公司董事长



我喜欢文科，也喜欢通识教育，就如Floating 大学的校训——广度到深度的完美融合，你是怎么想到这一点的？

在谈论用人问题前，必须要说到广度所体现出来的两件重要的事情。

本科教育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让学生找到一份好工作，而是让你拓宽视野，享受世界。我觉得你应该去大学学学如何享受世界，如何让你所生活的世界更美好。我们总是在强调不断提升自我，殊不知，我们在这一过程当中并没有体会到乐趣。Floating大学其中的一个理念就是让学生自己“照镜子”。那些对自己有所了解的人往往在职场当中成功的机会会大一些。

由于上大学的费用很高，你认为Floating大学及与其相类似的大学能够成为未来高等教育的发展趋势吗？

从教育的发展来看，我们还是处于非常初级的阶段，甚至连发展的第一阶段都不算。但我要给你提供两个事例。最简单的就是，每年春秋时期，美国经济学导论要被教授15 000次。假如目前有个人在教授这一学科方面非常优秀，我们可以将他讲课的视频拍下来，发到14 999所学校，而他并不需要再重复所讲的内容，也不需要亲自去这些学校。第二件事是，至少在美国，接受高等教育的费用越来越高，在刚刚过去的四年，所需费用是通货膨胀的两倍。

听起来有些怪异，但是仔细想想还是有些道理。商业领域都希望提高生产效率，但在教育行业，质量的提高反而是以生产效率的降低来实现的。不是一个人教30个人，而是一个人可以教15个人。我觉得，如今的网络世界可以让学校发生非常大的改变。

不过我倒不觉得世界顶级的学校，比如哈佛大学、耶鲁大学、普林斯顿大学会有所改变，因为它们的文凭是值得那么多花费的。但是在这些一流大学之下的大学将会发生根本性的变化。我仍然认为教育项目增值的空间很大。教育可以在餐厅、卧室里实现。

这可能会很容易导致教育空间的竞争问题。我可以想象上千名经济学导论教授都想成为第一，都想成为Floating大学中的一员,当然其隐含的意思就是要提高教学水平。

可能会，也可能不会。打个比方，以好莱坞来说，演员是与工作室紧密相联的。以上这些学术大学也是这样的，教师与学校紧密相连。为什么教师一定要固定在学校里面呢？他们完全不需要这样。他们可以来回走动，可以在学校讲课，可以给我的企业或其他企业做指导等。

“我希望将线上教育与虚拟现实相结合，创造出可以练习的虚拟空间，以此提高开放教育水平。通过对人们心理预期的评估，我希望帮助培训师以及机构设计、开发、规划出充满激情和情怀的学习体验。

斯泰里诺斯·米斯塔基迪斯（Stylianos Mystakidis）

一流设计师以及浸入式虚拟环境、线上学习的开发者和推动者



那么教育可以成为一种商业吗？

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不知道答案是什么，但我觉得应该有这种模式。教育的模式有无数种，所以我觉得教育可以免费，可以收费，可以推销也可以是非营利，等等。

你提到教育改革甚至还没有进入发展的第一阶段，那么你觉得Floating大学是处于最紧要的关头吗？

我基本的商业理念是准备、射击、瞄准。所以我也不太清楚。

一般来讲，重复一件事是很容易的。我觉得人们低估了改变错误的困难程度。

为Floating大学做第一个视频的时候，我们认为应该现场直播，所以我们安排好了整个过程。有很多观众，场面很壮观……可是一切都做错了。我们暂停了三个月，然后又开始重新做。我们将整个过程重新规划。我觉得在商业领域，几乎没有什么错误是不可以纠正的。

人们在制订商业计划方面花费的时间要比进行商业活动多得多。

确实如此。我们从没有写过商业计划书，也没有什么类似于使命、宣扬之类的东西，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你必须能够随机应变。

不管如何，先行动起来。

非常正确。

“我现在从事移动印度基金组织的工作，我希望这项工作可以改变印度，也可以使世界有个非常大的改变。印度学生的辍学率很高，保守估计四个人当中就有三个人辍学，这样算下来，印度有3亿人没有接受教育或者没有任何谋生技能。很多机构在帮助这些辍学学生接受教育，进行辍学孩子扫盲工作，但我更希望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帮助这些辍学的孩子掌握谋生技能。

过去四年来，我一直在进行社会调查，我发现只要教给辍学的学生一项技能，他们就能够谋生。比如修理摩托车，从事这项工作的人一般都能过上普通人的生活。可现在要应对的是3亿年轻人。

我创立了非营利性组织移动印度基金，我们的目标是每年培训100万辍学学生。考虑到我们面对的是数百万的人口，又分布在不同的地方，所以我们要让这些人方便接受训练，而不是让他们不远万里去学习。我们所用到的创新方式就是建立一种特殊的巴士，像手艺巴士、管道巴士、裁缝巴士……并且每个巴士上都有移动职业教室。

这些巴士上有足够的座位、投影仪、平板电脑、桌子以及其他可用到的工具，巴士上会配有一到两名培训师，在某个固定时间去农村进行培训。巴士上往往有一整套为某一技能的人所准备的设备，可以联网，也可以使用开放性资源数据，可以进行灵活的语言选择，也可选择在当地比较受欢迎的职业技能等。通过与印度政府紧密合作，这些巴士在职业培训机构的管理下运作，以便深入到印度偏远的地区。这样，数百万年轻人可以掌握新技能，可以获得新的工作机会。在这种模式下，仅仅一个月的时间就可能有新的木匠、管道工、裁缝开始进入工作领域。

如果我们成功了，这将大大地改变印度现有的状况。村民们不需要长途跋涉去大城市接受教育或者找工作，一旦村庄中有职业培训，那么也就会有随之而来的商业。商人会在当地开店，满足村庄的需求。经济基础的改善，可以减少人口向大城市的涌入。这样可以促进专业化的发展和经济可行的本地社区的创立。虽然这项工作目前仍在起始阶段，但是我们在一点点进步。

斯瑞达·贾甘纳坦（Sridhar Jagannathan）

移动印度基金运动创始人、长效系统首席创新官



关键词想象力练习

跨学科、深度、经历、利润、筒仓[3]

比尔·辽（Bill Liao）是全球知名企业家、慈善家、外交家、演讲家、作家。他还是SOS风险投资机构合伙人、社交网络服务XING联合创始人、非营利组织WeForest.com创始人以及Corderdojo联合创始人。

[image: picture]

我写这本书其中的一个原因是，我发现很多创新人士不太能够把他们自己的故事完整呈现出来，你好像没有这个问题。

在一般人印象中，警官总是大吼大叫，事实上，大部分警官从他们的上一级长官当中获得晦涩难懂的命令，然后他们向下级简短转述，是为了让下属明白要领，更为简单地进行操作。

大家都知道，你的演讲总是细致入微，很容易让人理解。不只如此，你引用了语言运用大师、现代吟游诗人斯蒂芬·弗雷（Stephen Fry）的内容，将WeForest的使命，即通过人工造林以缓解全球变暖的趋势娓娓道来。毫无疑问，这是我们目前急需解决的问题。

当然，我们营造的故事非常生动。平淡无奇的故事没有人愿意听。所以你得有个好的故事内容，还得有个会讲故事的人。没有一个好的故事，就不大可能有惊人的创新。创新需要纯粹的情感投入。

“过去几年,在帮助名人和全球品牌建立社交媒体的同时，我意识到运用社交媒体进行教育的必要性。2011年，我建立了子公司——Digital Royalty University帮助企业品牌、名人、运动员增加社交媒体影响力。最近，我们的课程不再是针对公司或者品牌，而是对所有人开放。大家可以在网络上学习我们的课程。我们觉得社交媒体代表着未来的发展方向。这也是为什么我们与非营利组织  ——为美国而教（Teach For America）合作，成为“买一送一”项目的接受方。

每购买一项Digital Royalty University课程，就会有一节课需要老师来讲授，以此消除低收入学校教师与家长之间的沟通障碍。有研究表明，家长参与到学习当中的时间越多，学生取得的进步越大。

艾米·乔·马丁（Amy Jo Martin）

Digital Royalty University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



你提到WeForest对全球未来发展所作的贡献。有些人可能会觉得你在CoderDojo的工作，就是教学生编码，也是对未来的贡献。为什么你觉得让学生成为创作者，比成为使用者更为重要呢？

因为人类本身是非常完美的，可以说是造物主通过编程制定出来的一流物体。就我所注意到的现象而言，以后你要么是设定者，要么是被设定者。因此在计算机行业，创作者越多，做出来的成果也就越好、越简单，因为地球上的稀缺资源不再是石油。只有优秀的设计师和开发师才能融合得非常好。应用技术的增长越来越快，可是能在创新领域为之服务的人类的发展并没有多大的增长。

你似乎总能在实用性、可能性、潜在性方面找到平衡点。那么，你对未来有信心吗？

我从来不抱很大的希望，瑞克·培吉（Rick Page）写过一本书叫《期待不是一种策略》（Hope is Not a Strategy），书里面很多东西都是不言而喻的。我很乐观，但同时又很现实。这就是平衡点。两个极端的想法同时在我脑海中存在，我还要恰如其分地进行运作，这需要非常强大的自我控制力。从另一个方面来讲，创新也需要这种能力。如果你是一名乐观主义者、实用主义者，你可以让这两种极端的想法在脑海里相互碰撞，然后明确要走的道路，明白问题背后的原因。

人们有时候表现得热情过头，我对此相当生气。理查德·怀斯曼（Richard Wiseman）写了一本书叫《59秒》（59 Seconds），书里进行了一项非常有意思的研究——那些越是想象自己已经成功了的人往往成功不了。

是因为他们只是在脑海中想象所要达到的目标，而不是用实际行动去做吗？

他们想象自己达到了目标，非常兴奋，觉得自己很酷，实际上他们什么也没做。而那些将通往成功的道路想象得非常曲折的人，往往可能会成功。凡事都有个度，超过那个度就不好了。热情是好事，但一定要谨慎小心。

同时，我也没有时间悲天悯人。我一直坚信要学会自我发展。我认为不管是你的内在还是外在，都可以发生改变。如果只是为了做而去做，不带任何兴趣，那就是在浪费每个人的时间。

“创新的根本就是解决问题，或者是帮助人们达到目标。有很多精心策划的会议，市场人员往往对参加这种会议兴奋不已，大谈特谈想法，但最后解决不了任何问题，达不到任何目标，也不会对市场造成任何影响。我非常坚信，这样做，不仅没有达到有效沟通的目的，而且什么也收获不了。

基斯·奥格里克（Keith Ogorek）

作家方案公司高级副总裁、市场总监



关键词想象力练习

承诺、全球、目标、消息、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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莉兹贝思·古德曼（Lizbeth Goodman）

是综合设计教授、都柏林大学学院技术创新主席、创新学院董事会成员、SMARTlab创立者及总监、Futurelab教育总监及研究员。莉兹贝思获得很多国际性的荣誉，包括技术领域的黑莓杰出女性奖、微软创新教育奖。她还是深受人们欢迎的研究者、作者、演讲者、表演者及思想领袖。她的职业跨越很多领域，包括艺术、媒体设计、身体语言工程界面。

你的经历非常吸引人，很多人想要拥有你这些经历。你选择工作方向的动力是什么？

就像我的大多数职业一样，其中一些只是机缘巧合。正好在对的时间做了对的事情，或者是对的时间，待在了错的地方。有些时候，树枝会伸向意想不到的地方。因为我小的时候视力很不好，所以我很深刻地意识到，正是因为有了创新技术，比如隐形眼镜，我才能在这个世界上略尽绵薄之力。但是财富本身并不能给这个社会带来公平。

我的第一份工作是在美国一个非常小的电视节目中点点脚趾，却让我得到上大学的费用。当时上大学非常昂贵，所以父母让我们上电视节目，以此赚够上大学的费用。但是如果没有先进的技术，没有眼镜，我是无法做到这些的。我对此非常感激。我所在的这个世界、这个时代，让很多不富裕的家族都有可能获得自己想要的东西。我觉得正是这一切让我能够看清世界，也是我为什么要从事这一项目的原因。

具体来说，有几个决定性的时刻。就像我在英国广播公司（BBC）的工作一样。我的第一次演讲就有600万观众！也就是说，我刚从学校毕业，就获得了某种成功。所有的演讲都在BBC 2播出，因为当时只有几个频道，所以数百万人都在观看。因为要提高收视率，你必须得与观众进行互动，与观众拉近距离。

这些经历训练了我面对媒体、面对观众演讲的能力。所以我当时还比较适应这份工作，它也是一个非常不错的机遇。在我的观众里，可能有6000个注册的学生，他们有着特殊的学习需求和交际目的，更不用说还有数百万没有注册的学生。

这让我开始思考。在当时，技术能够帮助我完成几件非常重要的事情，但是没有一项技术可以被我利用。因而我想创立一种新系统，也就是我们正在做的事情。我们在BBC创立了一个团队，制作真实、有效、高效、互动的教学、交流工具，20多年以后，这个团队仍然在运作。

每隔几年，我们就要建立一个新型的研究团队，因为我们要满足一些社会需求，满足一些得不到政府、医疗健康或者教育系统资助的个人需求。

每个人都说要为残疾、妇女的安全以及其他问题付出努力，提供服务，但事实并非如此，至少我去过的那些地方，人们并没有得到相应的服务。因此，我们意识到，不管怎样，仍然有些人、有些地方没办法进行有效的交流，或者没有意识到他们自己的潜力，我们需要在技术的帮助下对此进行不断研究，创造出不一样的东西帮助他们。每隔那么几年，我们就会遇到一些优秀的人、优秀的团队，然后我就建立新的研究团队，以解决这些问题。

多年的实践表明，我们的实验室可以改变人们的生活方式。与微软公司共同进行的技术俱乐部项目目前已达700万用户。其他项目哪怕只有一个人，但只要我们继续做下去，继续创新，所产生的影响也会非常强大。

“我的父亲一生都在《经济学人》（The Economist）杂志工作。我对自己21岁时所从事的职业的想法，在1972年被完全颠覆了。当时500个年轻人通过早期的数字网络分享他们的知识。这些网络都很前卫，内容却又有不同，在之后的十年间，我们一直在讨论第一代网络人群在人类历史上扮演着多么重要的角色。对此，我们冠之以企业变革。一项对全世界最具创新力的人士的研究表明，在网络出现以前的时代，人在一生中所开发出来的能力，连0.1%都不到，那么在网络时代，这一比率将会大幅度上升。

克里斯托夫·麦克雷（Christopher Macrae）

持续投资与经济领域全球思想领袖、作家



在男性所主导的创新圈，你显然非常受欢迎。你觉得我们如何能将更多的女性带入这个创新群体？

我觉得可以将很多优秀的女性所从事的工作让大家知道。然而，正如以前所遇到情况一样，部分原因是因为在男性占主导因素的网络世界里，他们很少会去关注、承认女性所做的工作。这种情况就像玻璃天花板[4]效应，升到高层的人往往雇用比自己年轻的人。

然而，我们还是有办法去应对这种情况的，那就是对很多优秀女性进行大力宣传，让全世界人民都关注女性群体，关注她们所做的创新型的工作。这些女性群体的文化背景不同，所使用的语言也多种多样。

你在未来实验室所从事的工作表明了你在教育创新方面的努力。你为什么这么看重这一点呢？

因为教育是人类交流、个体和群体成长的基础。但现在教育面临着非常大的挑战。虽然政客们通常喜欢对教育进行修修补补，但我知道教育系统并不能通过政治来调整，也不能这粘一点，那补一点来实现。

从经济方面来考虑，重新开始非常昂贵，但教育就是需要重新开始。教育需要不同价值的系统，学生不只需要多重智力，还需要情感智力、社交智力、谦虚、合作、竞争，还需要有聊得来的小伙伴，这样他们可以在同样的教室里学到不同的东西。

我们需要楼房的窗户建得低一些，这样孩子们和坐轮椅的人都可以看到里面的情况，并且这些楼房里还得有无线网……总之需要改变的东西有很多，比如评估系统、课程等。我们所做的一切就是在20~40分钟的时间内，将人们个性化的思想分解得支离破碎。

你认为终端用户会对人类社会产生什么样的影响？

当然是颠覆性的。全世界有各种各样的人，他们年龄不同，种族不同，文化背景不同，他们都被称之为天分很高的人。

可以将这些智力因素相互整合、授权、汇集的唯一方式就是提供方便的工具。比如，可以给像我一样的人提供隐形眼镜，也可以给那些无法说话的人提供声音盒子。总之，不管何种技术，只要能给我们提供帮助就行。只要全球精英人士继续存在，我们的这一目标就能实现。

另一个就是方便性。你只要记住密码，用手指按一下按键就可以进行解锁，而社会当中有很多年长的人却无法使用这种方法。这样我们就失去了这些年长的人的意见。他们所知道的、他们所经历的我们都无法传递到下一代。我们所需要创造的就是方便、简单、快捷的工具，这样年长的人和有交流障碍的人都可以像普通人一样使用。

我们所做的这一切都不是为了追求高利润，尽管很多开放资源都在追求利润。企业必须得生存，所以总有一些企业为了利润而销售特定的应用程序。但是如果每家企业都在做同样的事情，只会让他们更加没有力量与其他竞争者竞争。这种行为纯粹是浪费时间、金钱、能量、材料，对创新没有一点用处。

创新意味着要学习、快速地学习，想要达到这种效果，人类就需要让更多的人有话语权。

“任何产品、流程、想法，只要能让人类提高工作效率，能够让生活越来越方便，都可称之为创新。一般来讲，人类是有惰性的动物，总是想寻找做事情的简捷方法。对“懒惰”的认识，让人类进行了从车轮到智能手机的伟大创新。

尼腾·奈尔（Nitten Nair）

数字和社交媒体策略家



关键词想象力练习

文化、授权、参与、确认、财富

随着创新技术和工具的出现，教育产业发展的速度也越来越快。以前在象牙塔当中的那些学术信息，如今人们也可以通过网络获取。但是这种饱受争议的线上获取资源的方式，也加剧了教师、学生与评估体系之间在课程教育价值和自身价值方面的竞争。

创造性思维和对创新开放的能力是一种越来越受欢迎的技能，这是一种特质。但大多数创新者都会承认，无论是有意地还是无意地，在他们接受教育的这些年里，这种特质没有增强，而是几乎消失了。这并不是教育者的过失，只是过时的教育体系所带来的结果。在原有教育体制下，人们习惯了风险规避，更倾向于自我满足。

学术界各方都承认现在的教育系统需要完善、调整。这样学术界可以向学生提供工具，从而给他们自己、他们的家庭、社团以及整个社会建立更好的生活标准。同样，可以增加他们面对风险的勇气，使他们在面对失败时不会动摇。

  


  注释

[1]　慕课是以连通主义理论和网络化学习的开放教育学为基础的。这些课程跟传统的大学课程一样循序渐进地让学生从初学者成长为高级人才。课程的范围不仅覆盖了广泛的科技学科，比如数学、统计、计算机科学、自然科学和工程学，也包括了社会科学和人文学科。——译者注

[2]　亚伦·斯沃茨 （1986 － 2013年）是美国程序员、作家、政治组织策划人和积极行动主义者。他年仅14岁就参与创造RSS 1.0规格，因而在程式设计圈当中声名大噪。2011年7月19日他被指控自 JSTOR 非法下载大量学术期刊文章，并遭联邦政府起诉被捕，因而获得主流媒体关注。2013 年 1 月 11 日，他在纽约市自杀身亡。——译者注

[3]　筒仓(Silo)是指下属的管理人员常常把其他职能部门当作敌人而不是当作团结合作奋战的伙伴，各部门之间是一种“筒仓”结构，这导致部门间的问题在低中级的同仁之间得不到解决。 ——译者注

[4]　“玻璃天花板”一词出现在1986年3月24日的《华尔街日报》的“企业女性”的专栏当中，用来描述女性试图晋升到企业或组织高层所面临的障碍。——译者注




06 万能的媒介

在新型的自媒体背景下，博客、微博的创新、影响力及权力，已经在政治及商业层面产生了非常大的影响。可能这种既有深度又有广度的转变，在媒体界呈愈演愈烈之势。

爱尔兰剧作家、诗人、小说家奥斯卡·王尔德（Oscar Wilde）有句著名的台词：“在这世上只有一件事比被人议论还要糟糕，那就是被忽略。”我不知道这句话是不是在以下事物上也适用：社交媒体、不断弹出的广告、全天候频道电台、Twitter上的帖子以及其他媒体机构。

在媒介当中，重要的是要知道个体是主体的核心，而不是去讨论主体核心是什么。精神病与病毒有着非常大的相似性。当然了，如果好消息人尽皆知，这当然是件好事，但是如果坏消息穿过防火墙，通过网络在网上大行其道可就不妙了。

为了从用户角度考虑问题，网络本身发生了非常大的变化。我们需要通过合法的渠道对信息更为关注，更精细地满足个体用户特别的需求。这些需求将会永远将传统的媒体转化为以个体为主导中心的自媒体。自媒体也可以以传统的方式应对市场划分。

那些依靠传统媒体来发展的企业越来越需要引入创新及创新思维。毫无疑问的是，一些久负盛名的商业模式已经消失，有些人可能觉得这种模式有勇无谋、一意孤行。图书行业正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变革。以前出版商需要将书陈列在书架上。但是，随着电子书的出现而来的问题是：如果没有需要放书的书架，那么出版商能做什么？出版商如何进行自我创新？事实上，出版业需要进行自我创新，需要找到让读者能够在虚拟环境当中也能浏览书架的方法，这种在虚拟环境当中的体验要与以前去书店买书的体验相似，甚至要更好。解决这些问题的方法就是赋予读者更多的权利。

“有阵子，我在看烹饪书，非常希望这本书里有二维码、互动视频或者页面阅读技术，不过话说回来，这些技术都需要额外付费。

汤姆·凯里奇（Tom Kerridge）

国际知名的米其林餐厅厨师



当然，总有一些想要当作家的人手头会有一些创新型技术工具，一旦他们的灵感来了，便可以通过这些工具写出一本电子书。完全靠灵感写就的电子书往往销路不错。如果作家自己就可以出书，那么那些传统出版业当中的出版人、校对者、编辑怎么办？很多人会从公司职员转变为自由人。但在电子书之前，那些不依赖传统出版业的作家们需要通过多个流程才能接触到编辑的核心圈。现在他们只需要在网上搜索一下“编辑”这个词，数百万个与之相匹配的结果就会出现。网上有很多公司可以给作者提供免费、近乎免费或者收费的服务项目。

“收费还是免费”是个让人头疼的问题。有人可能觉得用“癌症”来形容这一问题会非常贴切。因为这一问题正在侵蚀传统的新闻出版机构，比如报纸、杂志。为数不多的传统媒体已经找到合适的收费模式，对它们而言，既没有损失利润，也没有丢失读者。像英国的《卫报》、《金融时报》就找到不错的盈利模式，但每一个成功案例的背后都不是一帆风顺的，都伴随着纠结和挣扎。

这个问题所引发的结果之一就是大量公司开始整合，像美国的维亚康姆、时代华纳、新闻集团都开始有这方面的打算。媒介有很多，但只集中在少数人手里，这种情形会不会对质量产生消极的影响？新媒介会让传统新闻无处容身，传统的日报模式将会消失殆尽吗？现在很多人都想看乔恩·斯图尔特（Jon Stewart）[1] 在节目《囧司徒每日秀》（The Daily Show）中发表的深刻见解和调查，这有错吗？我们有权向那些所谓的专业人士要求更多吗？

我们当然想要求媒介信息透明化，而不只是既得利益透明化。大众媒体虽然掌握在少数人手里，但仍然可以直接或间接地含有某些政治色彩。博客和微博的博主之间存在党派之争，一般来说，他们发表的观点可以是不公正的。相反，那些称自己为新闻工作者的人往往需要发表公正的言论。是的，我敢这样说，新闻报道中能体现出经验和知识的广度和深度的同时，也需要遵守平衡报道原则。

那么你也许会问，创新到底体现在哪里？创新技术将会让读者拥有很多的权限，能够产生很多调整企业和资金模式的创新方法，很容易引起股东继续进行商业投资的兴趣。众筹融资可以为科学、社会运动、项目、杂志及书籍投资，也可以用来进行自由投资——解救被置若罔闻的广告业。技术时代的到来，使得创新型模式不只对报纸、杂志和其他媒体有用，对依靠广告生存的企业同样适用。

随着当今的媒体越来越成为自媒体世界，读者、观察者及用户发现他们自己的权力越来越大。人们有太多的途径来“修复”信息，所以他们可以自己决定想用什么方式，而不是被动地去接受。用户有随时按下开关键的权利。

创新对话

大卫·伯尔曼（David Bohrman）是潮流电视频道（Current TV）总裁。30多年来，大卫·伯尔曼涉足多个领域，作为电视和新媒体领导层，他在网络、有线、新媒体和在线媒体工作过，并且荣获多项奖项，包括艾美奖、皮博奖及记者俱乐部奖。此外，他还是全球知名的思想领袖，在新闻节目及重大事件报道方面极具创新力和影响力。

[image: picture]

在你的整个职业生涯当中，你都在做一件事，即如何把事情做得更好。你提到了“修复”，能给我们多讲讲吗？

举个例子来说吧。1987年我在ABC新闻频道工作，主要担任专题活动高级编导职位，正在为1988年总统选举活动做准备。 在过去30~40年间，制片人一直通过卡片给主持人提供诸如政治惯例、候选人及演讲词等信息，这种方式已经过时了，并且有点愚蠢。现在我们身处计算机时代……尽管ABC的电脑系统已经不存在了。

苹果电脑的应用程序HyperCard刚上线时，我碰巧看到了。我给我的老板做了个演示：你不需要一堆卡片，只要按一下按键，就可以获得数据和信息。他说：“你不用非得成功，你只需要一直向前，试着做就行。”我与苹果公司取得联系，之后就创造出了我们称之为“HyperCard Stack”的东西。要是今天看到它，你可能觉得叫作“网页”更为合适。

为了这个项目，我做了大量的编程工作，比较困难的一部分工作是由苹果公司的一位程序员去做。彼得·詹宁斯（Peter Jennings）一直都在使用这个为那一年的总统选举进行报道。这次成功让我们后来又做了ABC新闻互动视频。那是第一次在网络上使用这种新媒介。做这个东西的想法源于我们想要用一种更好的方式来进行工作：获得和传播选举的相关信息。这项成果后来还获得了苹果公司第一届SuperStacks竞赛头奖，被认为是最好的自定义HyperCard Stack。

我大学学的是物理和天文学，很多电视制作人没有这种专业背景。所以我还是懂比较多的与电脑相关的东西，我知道这样做或那样做最终会呈现出什么结果。

事实上，我很少写备忘录，在ABC电视台工作的13年里，我写过5篇左右。但只有其中一篇写于1990年，我觉得可以称之为“未来”，我觉得里面提到的一些东西，包括视频点播和视频直播，以后可能会发生。我的预测非常准确。三年之后，万维网就出现了。我当初把这些东西引入到ABC时，被一些管理层人员嘲笑过。他们不了解这些东西，也失去了一次非常有价值的机会。

备忘录  ABC新闻互动

发件人：大卫·伯尔曼/制片主任

收件人: 欧文·韦纳

日期: 1990.2.26

主题：未来

最近我参加了很多大大小小的会议，这些会议都是关于交互技术、电脑及视频等内容的，这让我越来越意识到，通信革命的时代马上就要到来了。我会对即将到来的革命做个简要说明，并对我们ABC电视台应该做些什么样的准备提供一些建议。可以明确的是，改革的举动非常大，随之而来的利润也非常可观。

视频、电脑、电视、有线及信息技术检索都在相互融合。几年之内，他们将会非常密切地联系在一起，成为网络当中的一部分。以20世纪80年代的有线和视频租赁为例，将当时的业务翻数百倍，就会明白到20世纪90年代末期会发生怎样的改变。所有的东西都会在线上进行。信息搜集可能不会改变，但是传播的方式、人们观看电视的方式都会发生大的变化。

你知道，在InterActive生产的东西，不管我们如何宣传，如何展示，我们在潜意识当中都在表明一个观点，即有一天视频、影碟都会过时，未来，人们会直接与ABC大本营建立联系。我非常坚定地相信，再过几年这种情况一定会发生。

想象一下，你可以在家打开智能电视，有选择地观看昨天晚上世界新闻报道中的主要内容，也可以观看上一个月的晚间报道，甚至可以观看阿波罗11号的全面报道，从地球日创立以来的环境报道，马丁·路德·金的《我有一个梦想》 （I Have a Dream）的演讲，从1964年以来的美国乐队演奏。还可以观看电视剧《复仇》（Avengers）或者《蓝色月光侦探社》（Moonlighting）、《星球大战》（Star Wars） 、林肯中心演唱会、第一届美国职业橄榄球锦标赛、 1972年奥林匹克运动会。我觉得总有一天，这些在电影情节当中出现过的东西都会在现实世界当中出现，任何人都可以免费观看。

让这些内容能够实现的技术正在研发当中。很多小型的工作室也正在投入人力进行开发，一点一点地将以上这些包括进去。手机公司雄心勃勃，想要通过光纤网线让美国来个翻天覆地的变化。数字化存储视频也在发展当中，有些现在就可以使用。而在这些人当中，我们的优势是，我们有内容，而内容是获得利润的关键因素。

上周，约翰·斯卡利（John Sculley）在加利福尼亚州进行的主旨演讲当中演示了未来ABC新闻的愿景：ABC新闻在线互动。我们制作了一个录像带，里面展示了用它你可以做什么。这场演讲会非常成功，参加会议的人都非常热情地讨论起来，碰撞出很多不错的想法。

事态必然朝着我们所期望的方向发展，我们有机会抓住这种理念，并有责任去推动这种理念实现，并从中盈利。但我们不能让他人取得先机。在这条充满机会的道路上，很多人手中有内容，谁都可以参与进来，但我们一定要把握住这个大好机会。

我不知道是不是有些非常聪明的人知道如何处理这些可能性，但是我觉得，当我们真正想在这一领域大显身手之前，我们需要做些必要的准备措施。

1. 购买市场上的电影或视频文件（或者向其他资料室获取我们想要的东西） 。

这些资料并不一定都是新闻。作为首都城市，我们希望可以将娱乐、体育、音乐、电影档案及其他一些我们所拥有的资料放在线上。人们没必要再去街边录像租赁店。电视上会有一个菜单，他们会根据自己的喜好进行选择，也可以马上就看。

2. 与其他公司联盟。

我们需要跟许多公司开展合作，这些公司可以从我们的存储中心获取信息（比如手机公司）；可以与我们一起研发、建立数字视频存储系统（还是手机公司）；可以生产高清晰度的电视（比如索尼公司）。

3. 想想InterActive（有研发资金，有明确的目标）可以最终成为ABC或首都城市的另一个部门。最终这些部门可以获取新闻或者其他内容的资料。

4.让公众意识到我们在做的事情。民众也可以像喜欢Whittle’s Channel One一样喜欢我们。我们是教育互动视频的领导者。在美国和日本，针对消费者、教育群体，我们已经将五款产品投入市场。我们有自己的电视网络。我们应该想出一个更为合理、更为有效地使用这一资源的方式。

有些想要做这方面内容的团队已经开始与我们取得联系。昨天我接到高级技术师的电话，他想就小型的新型信息检索技术进行一个光纤说明会。

虽然这只是对未来发展的一个大方向展示，但我可以向你提供一些详细的情况，比如谁正在做这些即将成为现实的东西。

说了这么多，听起来好像很模糊，一些甚至让人难以相信。但是这些行动已经开始进行了。困难是有的，但任何事物的发展都不是一帆风顺的。我倒觉得眼下的问题是何时开始做，而不是做这件事可不可能。

看起来，你非常赞同知识多元化——将各学科知识相互融合这一观点。你将多元化因素引入到你的工作当中。这让我认为，多元化不只是创新领域必需的，在你所在的行业也是非常必要的。

对。一定要多元化。不管是想法还是经历，都要多元化。

在你的职业生涯中，当你想将创新向前推进时，却总是被人嘲笑，比如说“未来”理念。你在灰心失望时会怎么做？

嗯……就是不断继续按自己的想法去做。ABC电视台本来可以拥有很多新媒体，但它们没有做我想做的。我想在美国全国广播公司（NBC）实现我的想法，但也是失败而归。

不幸的是，我必须在NBC现场直播美国辛普森案。当时我计划仔细了解即将从苹果公司诞生的QuickTime VR快速虚拟系统。我租用了辛普森案件犯罪现场，请了一个摄影师拍了15~20分钟左右的3D场景，供我们法律记者杰克·弗德（Jack Ford）使用。当我们直播辛普森案件犯罪现场时，他可以使用这些3D场景。顾名思义，这里的“3D场景”，如果是在谷歌地图里的话，应该叫街景。我们在1995年就已经开始使用了。

当我成为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华盛顿分部主管时，我的工作不只是管理这一部门，还要将华盛顿的各种事件、新闻进行整合。我得对一系列的预算负责。我知道，如果我对预算有所了解，我就会做出一些公司运作当中的日常开销决定。这样我就可以买下Magic Wall，运用种种资源建立全息影像图。我是如此幸运，不需要请求就可以做我想做的事情。

“那些对创新、探险、研究与开发、憧憬负责任的人，就像是一家公司的锦囊。他们有很多想法，但并不是所有的想法都有一个结果。有结果的想法需要接近公司体系，但又不属于公司体系。想要公司内部接受成功的创新，就需要大家对创新认可，给创新一定的空间和资源成长，并且还要允许失败。

创新从本质上来讲就是实验与变革。想要剖析这些设想，就需要有能够执行这些设想的空间，乐于听取别人的想法，接受不确定性的因素，将每个人看成平等的，随时审视自己过时的想法。

害怕往往葬送创新。微观管理者、数量众多的部门组织架构、充满竞争性的观点和薪酬、内部政治、不明晰责任、任人唯亲、对文化的恐惧……都是阻碍创新成功的因素。

法里斯·雅克布（Faris Yakob）

优秀策略家、创新总监、作家及演讲家



你不需要请求宽恕，你所要做的就是如果失败，请求再给一次机会。

是的，差不多，因为要考虑到很多现实因素。而我做得还算不错。

我有一个专利。如果我请你看看这个专利，我不会提前告诉你它是什么，但当你看过后，基本上你自己就能看出那是非线性编辑。我们有HyperCard系统，可以在ABC新闻频道使用激光光盘来制作互动视频。我们做出一种我称之为纪录片制作者（Documentary Maker）的东西，你可以利用它将视频选段进行重新编排，然后电脑会自动按你所排列的顺序播放视频，而这种顺序和之前光盘上视频的顺序不同。这就是我所说的非线性编辑。

在ABC电视台，我们申请了这个专利，而且本来能够不断改进它，结果却被忽视了。实际上是被放弃了，尽管很多次我都想要重新启动它。在雅培公司、索尼公司和其他非线性编辑者的很多专利中，都多次引用了我们这款被放弃的产品。

你提到全息图、Magic Wall，而你又是YouTube讨论的发起人。以上这些对选举之夜和选举过程当中的竞选活动和人口统计产生了影响。

多年来，这三样东西相互交织在一起，最后又成为它们本来的模样。

可以这样说，在20世纪80年代晚期和90年代早期，我就有关于新闻制作、新媒体的想法。后来，我去了NBC。作为主管，我开始学习很多和虚拟场景有关的东西，因为它们在当时很流行，就是现在也依然流行。

虚拟场景的运作并不怎么成功，因为看起来太庸俗了。1995年左右，我开始在全球旅游，学习了很多关于高级渲染、虚拟场景、想法之类的东西。在选举举行的当天晚上，我们可以用一流的标准渲染视觉图像。很快我就意识到虚拟场景就像飞行模拟器，可以把事物刻画得非常逼真，但前提条件是电脑得运行得非常快。我在NBC做的第一件事情，就是制作视觉波斯尼亚，因为波斯尼亚当时是新闻焦点。我们制作出了定点飞行器，这样可以在电视里非常真实地还原真实场景。

之后不久，NBC宣布成为有线频道MSNBC。这一频道启动时，我做了一些工作，其中让我引以为豪的就是我和索莱达·奥布赖恩（Soledad O’ Brien）创办了一档名叫“The Site”的节目。我们通过使用Onyx和Leo Laporte（在技术领域非常有名）创造了一些设备和虚拟角色。戴夫·纳奥（Dev Null）是一家意式咖啡馆的咖啡师，他可以帮助解决和渲染有关的任何问题，并且还可以渲染得非常真实。就像是一个动画角色在和索莱达互动。当时是1996年，我心里明白，我可以用直播视频来代替虚拟角色。后来我用15年的时间完成了这件事，虽然它非常复杂，但为全息图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同时，我也是Pseudo公司的首席执行官。2000年，我们对费城的一次政治会议进行了直播。之后随着互联网经济泡沫的破碎，Pseudo破产了。Pseudo更倾向于用户生成、用户互动直播。我觉得如果Pseudo早一点进入这一行，如果经济形势能再好点，说不定我们能成为现在的YouTube。随着时代的发展，实时直播、社交媒体互动会变得越来越重要。

后来我又回到CNN，我想做地图、真实场景之类的产品，也就是一款名为地理空间情报商业展的东西。这是非机密商业展，主要展出了遥感、卫星技术下的社区形象。我想要找到一种新的显示技术，正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发现了Magic Wall。我们打算开始在初选报道当中使用这项技术，所以我们搬到纽约。我和约翰·金（John King）的想法不谋而合，于是这一技术才得以发展起来。

为了2004年的总统选举，我开始做直播的电子版本，以便让最后呈现出来的效果像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东西。我在NASDAO时就有了这一想法，当时的网络主管觉得太大胆了，但他说：“做吧。”2004年的那个选举夜晚，我们在NASDAO地板上进行直播，周围有72个大屏幕。对流量的容纳很大，还要将文字和视频集合在一起，非常复杂，但这一举动让我们信心倍增，后来在CNN电视节目中称之为战况室。这也让CNN的报道周围全是墙和图像。所以现在很多电视节日，像CNN在报道选举、日常新闻时都采用了图像墙。

我们在演示Magic Wall 06版时，谷歌公司的埃里克·施密特（Eric Schmidt）过来了。他是CNN的粉丝，他对我说：“需要谷歌为你做什么，尽管说。”大约一年之后，在当时CNN董事长约翰·克莱恩（John Klein）的办公室，我谈论了一些有关框架的不错想法，他说：“有个人过来了，我要出去跟他谈两分钟。等我回来我们再接着谈。”所以，正是这两分钟让我有了YouTube讨论的想法。

两分钟的时间里，我在想，我们可以进行一场讨论，人人可以提问，不只是记者。当约翰·克莱恩与别人结束谈话回来时，我将这个想法提了出来。尽管现在看来非常简单，但在当时确实要花费很多脑细胞。我又去找埃里克·施密特，因为他买下了YouTube，我与YouTube团队的人取得联系，他们也正渴望做些什么事情。之后我们又和政党进行了讨论。

民主党非常希望用新媒体来做些事情，结果我们正在讨论的事情成了2008年选举的官方话题，也成为了YouTube上讨论的热门话题。共和党也需要这样去做。

这么一来讨论发生了些变化。谁也不知道以后会如何发展，但是我认为人们向竞选总统的人提问，总会有一定作用。

2008年的选举，图像要求的3D技术越来越精良、价格也越来越便宜。这时我提出了关于全息图的想法。虽然并不是特别重要，但我觉得这是电视发展道路上非常有意义的一步。

当时，我在ABC做夜间节目。很多事情都要去做，其中一件就是在珠穆朗玛峰现场直播。泰德当时非常憎恨这项工作。当他从夜间节目退休后，沃尔夫让杰夫·格林费尔德（Jeff Greenfield）和我在战况室与泰德聊聊。我将那个想法说出来，他说：“好啊，大卫，当你说到现场直播的想法时，事实上我认为将不会看到任何实质性的东西，可能只会有空中漂泊的一朵白云。但如果我们要对珠穆朗玛峰这一世界上海拔最高的地方进行现场直播，就没有什么东西能够阻挡我们去进行实时报道。”

做全息图的初衷也是如此。我知道我要去做的这件看上去并不怎么复杂的事情，需要全力以赴去做，整个做的过程会非常有意思、非常重要，但从编辑角度来说就另当别论了。

CNN非常有魄力，特别是地面新闻节目，所带来的影响非常大。你觉得潮流电视频道有这种影响力吗？

我不太清楚。我们是小型的、相对独立的频道，只能说我们有利有弊。当你不是网络大军中的一员时，很难有所突破。

我相信电视上有很多东西可以呈现。当然现在我不能告诉你潮流电视频道将会有所突破、将会发生重大改变、将会融入别的公司的基因，并将一直发展下去（这一采访大约是潮流电视频道卖给半岛电视台三周前结束）。

你能以全方位的视角看待电视和新媒体发展。我知道你的父亲以他的调查性报告为众人所知，如今并没有太多人从事这方面的工作。如何能让大家对它重新感兴趣，你有什么想法？

我觉得现在情况已经开始好转。水门事件后的时代是个非常丰富的时代。网络不再是以利润为中心，而更多关注民众责任感。哥伦比亚广播公司新闻部门（CBS新闻）有CBS报道，NBC有自己的白皮书，ABC也有自己的独特的报道方式。新闻报道的优势在水门事件和水门事件后的时期确实达到顶峰，之后，利润率不再稳定，优势开始消失。

你可能认为如今网络越来越方便、越来越便宜，每个人都可以弄出这么一个东西。我觉得会有一个反弹。我们想在网络方面投入更多的资金。对于那些有想法、想要看报道、想要与人分享的人来说，网络是个不错的选择。随着今天网络技术的发展，网络无疑将会变得越来越容易。想法层出不穷，对于那些想要分享想法的人来说，想要深入调查的人来说都是大好的机会。

现在你从事某一特殊的项目吗？

我们做1.0和1.5版本的用户自定义电视，人们可以用它看时事新闻、政治惯例和选举之夜。我是这样向我们的网络团队解释它的： “其他人将Twitter放在屏幕底部。但是我心中所想要的效果是像一瓶冒着泡沫的香槟酒。想象每个泡泡是全球范围内发生的一次对话，你知道这些对话谈的是什么，你加入进去，并且可以随时转向另一个泡泡。”这一解释很有效果。这就是我们线上团队在竞选之夜给Current.com所做的。

我们给使用我们网址的人以3D方式建立了一种系统和机构，人们可以通过Twitter获得在全球范围内正在进行的对话。现在我们习惯使用Twitter。这样人们可以四处看看，加入某个话题，谈一谈自己的看法与其他人进行互动。

我觉得对时事新闻来讲，跨平台多用户进行分享是个非常重要的奠基石，我们开始思考它的发展方向。我们的很多项目都是在这个环境当中进行的。这对电视业来说是个挑战。有很多技术挑战在里面，但如果说Twitter将会改变这一形势的走向，那倒未必。只有使用这些线上产品的人们，才能获得满足感。

“关于什么是创新，说法很多，每个似乎都有模有样。从个人角度来说，我们要定义像创新一类的词，就像给什么是创造力下定义一样。如果你给这些词画个框框，或者把这些词表达的意义精简为几个词，似乎反而会丢失它的真正意义，还会给它带来一些限制。

我们需要知道什么是创新，才能更好地去做。但我们更应该关注不同条件下的情况的多样性，进行具体问题具体分析，而不是试着给创新下定义。我们更应该试着去理解如何让创新行为发生，如何对它进行鼓励，而不是想着会出现什么创新，创新后会是什么情况。

詹姆斯·加迪纳（James Gardiner）

创新建设技术领域全球知名思想领袖



关键词想象力练习

同盟、发展、信息、线上、公众

赛斯·高汀（Seth Godin）著有14本畅销书，被翻译成30多种语言。赛斯被认为是美国最伟大的营销家。他的博客访问量非常大。他为他的新书《伊卡洛斯欺骗》（The Icarus Deception）所开展的实现创业梦想的行动，无论是在速度还是规模上都打破了纪录。赛斯创立过很多公司，多数都失败了。然而，他的第一家网络公司Yoyodyne被雅虎收购。1998年，在许可营销网站排名靠前。他新创立的公司Squidoo.com主要进行慈善筹款，为数百万成员支付稿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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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新书《伊卡洛斯欺骗》是出版业创新的“下一步”举措，为如何在联结经济中发展树立了榜样。你提到这个项目的重点在于“聚集一帮人，劝说图书出版界进行自我改变，为零售业作些贡献……”这么做的目的是什么呢？

为了将好书带给那些想要读书的人。让书店，或者在线销售图书渠道参与进来完全没有必要，它们的参与只会使好书消失。

你在博客当中提到尼古拉·特斯拉（Nicola Tesla ）是“荒谬的、被排斥的、被忽略的”，但毫无疑问的是他在营销推广方面的才能非常不错，很像托马斯·爱迪生。你觉得特斯拉类型的人可以通过使用像网络这样的工具创造出不同的体验吗？他们可以不通过企业直接接触终端用户吗？

毋庸置疑，瓶颈点的消失往往能让有效的想法呈现出来。直到这些想法能够改变一些东西，才让人们觉得它们很有突破性。

如果你可以看看电子云经济模式，会发现它们的发展多数基于干扰式行销和拖网数据。你认为哪种创新是有必要的，并且可以提供与许可式营销相匹配的能力？

是的，云端可以提供的权限是无条件的。没有强行推销，没有垃圾。整个网络都是在创造分享，而云端则更进一步。

你觉得出版业会不需要发行商吗？

出版和印刷是两件事。出版是将新的想法传送给读者。然而网络所要做的事情就是将这些全都反过来。我并不觉得我们会丢失媒介物，但我肯定它是一种不同的技巧。

如何对管理层进行培训，让他们的思想发生改变，从而使公司成功进入数字经济世界？

他们已有的思维就是害怕、担心丢人，因为随着这一行业的消失，他们原有的比较舒适的状态会被打破。

你有没有一些可以向读者推荐的工具或者方法，也好让读者掌握这种洞见力？

最简单、最便捷、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要去做、去实际体验。让自己置身于当下的情境当中。可以是在周末或者晚上，你只要开始行动就行。不去做，永远体验不到，也永远无法理解。

“核心创新是关键。创新者一定要对所进行的事情感兴趣才可以。但是作为创新者，并不一定是要去发明什么东西，而是要进行实质性的创新，要去创建、去执行。

琳达·詹金森（Linda Jenkinson）

LesConsierges股份有限公司主席兼联合创始人



关键词想象力练习

做、允许、分享、部落、病毒式

格尔德·莱昂哈德（Gerd Leonhard）是未来主义者、作家、激情演讲家、智库领导人及顾问和国际思想领袖。其所从事的领域涉及数字商业模式、社交媒体、消费趋势、企业家精神、品牌推广、著作权保护及IP保护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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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领导的工作室的全球知名度很高，你在商业界所进行的主旨演讲也非常有名。有种说法，一流公司并不容易进行创新。你可以对这种公司的管理层和员工进行培训，让他们有创新思维吗？或者这对你来说非常困难？

我也在考虑这个问题。密尔顿·弗里曼（Milton Freeman）说危机带来改变。我觉得这种危机要么是好的，要么是坏的，但都是由人造成的。我觉得改变是你得有想要迫切做某种事情的冲动。很多情况下，我们并没有做某件事情的远见，没有办法先发制人。

史蒂夫·乔布斯就是被某种不同的东西所驱使，而关注于自己感兴趣的领域。他并不是关注于投资，他对核心成员的意见往往也听而不闻。

让很多公司无法创新的一个原因就是它们没有创新空间。它们希望人们像机器人一样，做好他们的本职工作：挣钱。有意思的是你越想挣钱，就越挣不到钱，因为只想着挣钱往往让你错失机会。

我会和我的客户谈到这种短期思考模式。我的客户都非常不同。我能为他们所做的就是将这些问题说给他们的客户听。我的角色就是将他们无法说出来的想法，通过我的嘴巴表达出来。

你的新书《自我到生态的转变》（From Ego to Eco）结尾处提道：“为什么一成不变的商业会将我们置于死地，我们应该如何去做。”这点说到很多公司的心坎上了，或者说不久之后，它们也会面临这样的问题。我觉得这些情况将会对授权用户产生巨大的影响。

我知道授权用户让很多公司如坐针毡。对它们来讲，垄断或者不透明对企业非常有好处，因为你没必要向别人解释。如果你能独自推销你的产品，就像很多手机公司或者银行所做的那样，那就更好了。然而这样做的结果是，你从自己所讨厌的用户当中几乎得不到什么反馈。但目前的情况是消费者赋权时时刻刻在全球范围内发生。

我觉得另一个不可避免发生的事情是消费者意识到，他们的注意力是有价值的。注意力经济无疑将会改变现有的商业模式。用户手中的“货币”已经在使用当中。Facebook和谷歌想获得我们的关注就得付出代价，我们也会对它们的行为非常挑剔。

例如，我们可以免费使用谷歌当中的很多东西，反过来谷歌也在对我们进行跟踪。我觉得这将会导致500万人对一些服务有大量的需求，但几年之后，我们就得为之付出代价。这一代价不再是注意力而是金钱。我可以想象得到，我需要付款才能让我的Facebook没有广告。当然，这是资本主义的本性。在未来，对一些公司来说，金钱要比用户更为重要。

“我觉得关于创新，有一件事我们心里非常清楚，那就是创新需要时间、自由、想象力、金钱、坚持、失败……但很少有人能够做到这些。就像保持身体健康和获得知识一样，需要付出长久的努力，然而很多人只是倾向于寻找捷径。

J·D·莱西卡（J D Lasica）

Socialmedia.biz和Socialbrite创始人



你是一个未来主义者、音乐家，在很多领域都有建树，并且还通晓多国语言。这些交叉学科的知识是怎么赋予你力量的？

你知道，要将这么多领域的数据都整合起来，并且还要看报告并不是件难事。它们就像维基百科一样。

人脑对记住某种模式、将毫无关联的东西整合起来很在行。我试着将我们研究当中得到的东西和我从客户那里获取的资源整合在一起。我从这些东西当中找出某种模式来。有些转变为一种普遍的特性，比如，“数据是新型的石油”或者“需要支付费用”。这些在很多行业存在。

我使用了很多形象的比喻，比如我们从卖复制品到现在的卖权限。我们将不再使用实质的货币或者信用卡，我们会在移动设备端将权限出售出去。我们可以通过电子的方式进行支付。

成为一个未来主义者或者说从不同角度来审视问题的人的好处是，你可以从旁观者角度观察这些模式，并对它们重新进行评估。

我注意到你在1985年获得昆西·琼斯奖。

我从10岁就开始玩音乐，在爵士乐和世界音乐方面都有不错的发展。

搜集数据和看乐谱、推论数据一样吗？推论数据与玩爵士乐一样吗？

当然。音乐总是即兴创作，然后再演绎到其他领域。机器人可以演奏音乐，这种比喻非常好，因为一些受过古典主义训练的音乐家不会在演奏时随时加个音进去，他们也只是看着乐谱进行演奏。

商业从某种方式来讲也是一种艺术，因为它如果仅关注数据，也会变得容易很多。我们一直在谈论创新，创新并不是学习很多东西，然后转化为金钱，创新就是创造出我们从未见过的东西。

欧洲是个文化多元化的地方，社会容纳度很高，你觉得这对创新来说重要吗？

创新是在虚拟国家与虚拟人民中进行的，哪里都会有，但我们要面对的就是文化问题。在西方国家，特别是欧洲，我们很富有，这种成功往往让人们安于现状。

有些国家，人们连温饱问题都解决不了，他们不关心什么习俗，也不关心谁想要什么。传统企业不怎么深入人心，所以它们更可能创新，因为它们想要从那种环境当中跳出来。它们没有钱，它们也改变不了什么，理所当然地，它们就需要创新。

文化对创新来讲非常重要。这种文化可以允许人们犯错误，允许人们接受失败。在德国，我们就行不通，因为在德国，失败意味着名誉扫地。

德国的经济势头不错。

是的。德国人在产品方面很在行。他们率先制定出一系列流程，因而他们可以制造出像汽车、飞机、火车之类的东西，他们做得非常好。但是现在，他们可以重新创新出一些东西来吗？答案是否定的。这是硅谷和中国才能做到的。

在美国，每个人都想改变世界，说着“我创造出了可以放在棒球里面的核动力装置。”他们想创造出改变世界的东西。你的胆子有多大？你敢冒多大险？你有多少勇气面对失败或者成功？

你可能是想鼓励客户不要害怕冒险。

是的。创新需要某种先决条件。我想为一些想法创造机会。学术创新是建立在事实依据、模拟陈述、研究及数字上的，它和创造力无关，它只是在制订一个具体的计划。但现在是一个全民创新的世界，我们不能只做计划，我们需要融入进去，想出一些适应形势发展的想法。

“创新就是融入日常生活当中，创新就是用来解决问题。人类社会就是这样不断发展的。针对海量的问题找到应对的解决之策，让我们的世界变得越来越好。

克莱尔·迪亚斯·欧迪兹（Claire Diaz-Ortiz）

作家、演讲家、Twitter的社会创新领导



所以我们谈论的不是一般的爵士乐，而是即时兴起的爵士乐。

当然，即时兴起是一切的核心。每个人都知道，自己身处商业之中，商业发展的方向从来不会按你所设想的去发展。我们所处的时代就是一个永远在尝试的时代。不管什么样的商业模式，总会有人去尝试。

苹果公司是目前世界上最有价值的公司。它们并没有像微软公司一样做非常详细的规划研究。苹果公司的前领导人史蒂夫·乔布斯总是追随自己的内心，精益求精。我们必须意识到，像这样的人并不会做周密的计划。他们身上通常表现出一股任性，他们通常都以自我为中心，而这所有特征又往往让他们掌控一切。

你觉得这些一流的创新家是天生的还是后天培养的？

他们是在社会化过程当中发展起来的。史蒂夫·乔布斯就是这样。创新的能力是可以进行培养的，这样阻碍创新的因素就会消除。

大脑就像塑料有机物，可以发生改变。当你一直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大脑就会越做越熟练。当你重新做另一件事情时，大脑总会找到另一种适合的方法，让你越做越熟练。但是这种习以为常的方式正是你需要去改变的。

找到创新的必要性非常重要。我们可以通过压力或者喜好来找到它，比如说你特别喜欢某一想法。杰夫·贝佐斯（Jeff Bezos）当时迷上了Kindle 这一想法。他将整个公司都押注在上面。当时并没有什么数据表明有人想要这种东西。你不能等到一堆非常理性的数据呈现出来，才进行创新。你不能说，数据显示，我们可以这样做，我们做吧。创新并不是这样运行的。

“我觉得创新是与众不同的，并且能够产生深远影响的事物。这里有两个关键点，即与众不同和产生影响。产生影响主要是指创新与之前的一切——创造力和发明完全不同。这两点因素非常重要。但是如果你不能将一个有创新力的想法转化成利润，加快流程或者解决一个难以解决的问题，这就不叫创新。与众不同指的并不是穿着白大褂的医学工作者在实验室里忙来忙去。创新并不只是企业当中少数几个人的事。每个人都有责任、有义务进行创新。创新不只是新产品、新服务，包括新的营销理念、新的进程、新的组织架构，甚至新的领导力。

我引用《创新黑皮书》（The Little Black Book of Innovation）当中的一个例子。在CNN有一个叫利兹·茱里（Lizzie Jury）的管理员，他将预先经过验证的事实作为重要的话题放入实事快报栏目中，在内网进行展示，这样记者可以非常快地获取想要的数据，因此图书馆的效率大大增加，可以让团队在有必要的时候进行更深入的挖掘。这是时时创新的一个典型例子，这种创新不只马克·扎克伯格、理查德·布兰森（Richard Branson）能做，大型企业当中的中层管理人员同样也可以做。

斯科特·安东尼（Scott Anthony）

Innosight经营合伙人，IDEAS风险投资委员会总裁



关键词想象力练习

消费者、传送、要求、终端用户、回馈

现在，媒体的时效性、持续性提升很多，用户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定制，这也是自媒体的一种体现方式。这种定制需求有自己的特点，需求的对象也各不相同，因此给人的感觉也会有所不同。像出版行业等众多行业曾被认为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它们正在为自己的生存挣扎。即使它们能够存活下来也是伤痕累累。

另一项进行得如火如荼的战斗是自媒体。自媒体没有受到审查制度、政党纷争及政治宣传的影响。终端用户可以通过博客、动态信息流建立他们自己的新闻链条。他们也有能力要求自媒体进行更深层次的报道。自媒体能否做到这点，仍然需要等待日后观察。

  


  注释

[1]　《囧司徒每日秀》是由美国喜剧中心频道(Comedy Central)于1996年开播的深夜政治吐槽节目，尤其在乔恩·斯图尔特担任主持人期间，它已经成为美国最尖锐的讽刺声音，被称为最受美国大学生欢迎的节目。——译者注




07 脚踏实地且不畏失败

英国前首相老威廉·皮特（William Pitt）曾经说过一句话，似乎非常正确，“权力的泛滥容易侵蚀当权者的思想。”这让我们想到，作为个体，作为一个社会，创新型工具和技术的无限使用会对我们造成什么样的影响。在网络上消磨的时间，比如醒着的时候总是戴着谷歌眼镜，可以提高我们的生活质量，还是让我们面对面进行有意义的沟通的能力逐渐下降？我们是与人相处得融洽，还是与技术和创新相处得融洽？随着我们的身体、情感及经济与技术创新关系的不断发展，我们是不是会在精神上越来越依恋这些东西？这些问题的回答并不是“是”与“不是”这么简单。当我们瞄准创新的路子不顾一切地一路向前时，需要有人让我们停下来，清醒地思考一下。

毋庸置疑的是，创新意味着放手而不是死死控制。正因如此，终端用户有权决定何时“打开”，何时“关闭”。

“周末我一般都会彻底放松一下。技术已经非常深刻地影响了我的生活，我需要与这些现代技术暂时脱离一下。我已经坚持这么做三年了，我可以在周末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我喜欢享受与孩子和家人待一起的时间。每周都有这样的一个时间，让我感觉很舒服。

迪芬尼·斯兰恩（Tiffany Shlain）

获奖无数的电影制作人、威比奖创始人、数字艺术与科学国际学院联合创始人



不管是从职业角度，还是个人角度来看，用户想要使用哪种工具，就需要将自己的想法说出来。正如公民可以为政治投票一样，终端用户也可以用自己的钱包投票。想要对那些你认为没有创新的公司表达不满，那就不买它们的产品、技术和工具。

在全球数字经济背景下，方便使用非常重要。一个新工具、一种新技术如果想得到全球人的喜欢，最重要的一点就是它可以被简单使用。如果用户对编程、说明书感兴趣，想要理解工具背后的技术成分，那么这对任何一项技术来说都非常不妙，至少对那些希望自己的产品可以受到无数用户青睐的公司来说，是很不好的。

创新对我们的影响非常大。当个人、团队、国家使用3D打印东西的时候，实际上他们是在创造某种东西。3D打印的正式名称是叠层制造。3D打印机内装有金属、陶瓷、塑料、砂等不同打印材料，是实实在在的原材料，打印机与电脑连接后，通过电脑控制可以把打印材料一层层叠加起来，最终把计算机上的蓝图变成实物。不管你知不知道，有些东西就是用这种技术创造出来的。如今3D打印已风靡全球，并在不断发展中。

据说，如果你能将自己的想法画出来，就有可能把它3D打印出来。一些简单的工程图纸可以通过软件变为现实，不管它是多么一般，多么稀奇古怪，只要简单按一下鼠标就可以根据个人需求对它进行修改。你可以打印一个仿制的胎儿或者一级方程赛车，你也可以打印肉类食品，以解肉食动物之饿。是的，你没听错，就是我们平常所吃的肉类。密西西比一家生产皮革的公司正在研制生物打印技术，以便打印出来的肉类产品可以食用。像“你想吃什么样的牛排”这样的问题，可能会有全新的意义。

在第4章中，我们发现3D技术可以挽救生命。同时，这种技术也可以打印一些能够夺去生命的工具，比如手枪。随着这项技术的发展，打印所需要的必要组成部分越来越小，越来越便宜，这一点与智能手机技术的发展是不一样的。不难想象，3D技术的创新将会成为每一个可以上网家族的一部分，这将会产生很多影响。例如，如果每个人都可以打印手枪，那枪支法律何去何从？如果人们可以用3D打印公司或者自己家里的个人3D打印机打印想要的东西，零售业又将如何发展？

个人的3D打印机非常小，很容易就能放到箱子里。你可以花大约350美元买一个基本的3D模型——而且就像早期的手机一样，它的价格也会越来越便宜。随着价格的降低，打印机会变得非常简单，个人或者团体使用起来也会很方便。

不管是从本地、国家还是超自然层面来看，这些改变无疑会对经济产生各种各样的影响。正如珍妮纺纱机改变了纺织业，桌面出版改变了印刷业一样，3D打印将会引起整个制造业非常大的改变。随着一些物品的价格大幅度下降，生活成本将会越来越低，但是也会让大量熟悉或者半熟悉技术工作的人失业。

一些没有什么技术含量的劳动力工作，在3D经济背景下不会受到太大的影响。3D打印经济越来越需要技能，越来越需要培训、教育，所有这些都可以轻松地融入到全球数字经济当中。随着3D打印越来越趋于局部控制，越来越多样化，这种情况不仅可以改变东西方之间的贸易格局，还可以改变第三世界和其他世界国家的格局。

在这个全球大变革的时代，任何一家企业和个体都会受到影响。我们在第4章中注意到，现在已经可以给任何年龄段的人打印四肢。对于需要安装肢体的孩子来说，这种方式更为经济。这些孩子长得很快，就像鞋需要频繁更换一样，他们的四肢也需要更换。可以通过软件做些修改，以非常合适的价格将新的四肢和鞋子打印出来。

住房危机，什么是住房危机？我们这里说的不只是家具、装修。意大利发明家恩里科·迪尼（Enrico Dini）正在思考如何将大楼打印出来。一旦这项发明得以实现，改变的不只是家庭、企业，也将会对整个环境产生非常大的影响。因为打印用的材料都可以回收，从而减少了环境垃圾和污染。同时，也会减轻大气污染。因为在本地就可以进行打印，而且更为快捷、简便、经济。不像现在，打印所需的材料需要从各个地方运输过来。虽然我们不可能将所有东西都打印出来，但是通过利用3D模型，我们可以做出坚固的堡礁，从而促进澳大利亚大堡礁的生长。

对于科幻粉丝来说，3D打印会让他们想起《星际迷航》（Star Trek），对于那些想要探索太空的人来说，如何才能安全地使用这项技术则是非常重要的。我们将不会完全依赖于现有的服务提供商，就可以自己用3D打印机打出小型卫星进行自娱自乐。

“D-Shape（一种大型的3D打印机）在22世纪，通过模仿大自然，将会让人类拥有一种全新的方法来改变世界。

恩里科·迪尼

D-Shape及3D出版技术领域的国际思想领袖



创新对话

威廉·斯托里奇（William Storage）是航空工程师、思想领袖和软件架构、系统工程及设计策略领域创新家。他是位炙手可热的首席技术官、企业家、演讲家、教师、历史学家及洞穴探险家。他还是位摄影爱好者，摄影照明和投影设备的主要创新者。这些技术在他对世界最深的洞穴进行考古工作时，得到充分利用。他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科学中心、技术、医疗与社会的访问学者。

[image: picture]

据说你是创新家当中的创新家。你的经历非常丰富，这些经历也被你充分运用到了你的事业当中。你觉得创新对你有多重要？

我上学就是为了要成为工程师。工程师就要接触到产品，就是要不断创新。这对我非常重要。我也会一直这样做下去。

企业将创新作为重中之重，但是除了给予足够的重视外，我觉得我们仍然不大清楚如何创新。我觉得在这个信息时代，高速通信及庞大的信息量已经改变了竞争格局，尽管我们还没搞明白这种竞争格局，但我觉得每个时代的开创者都有相同想法，总是认为自己与之前的开创者不一样。那就是说，我认为有充分的证据表明，每款高需求的新产品，不管有没有专利，总能让你在更短的时间内得到想要的东西。

企业，也可以说是我们的教育系统需要将创新放在非常重要的位置。那种将创新放在次要位置上的想法是不正确的。

你觉得什么是创新？

这些天经常听到这个词。从传统意义上来说，创新指的是提供更好、更有效的产品、服务、流程以及想法。一般的产品改良并不能算是创新。我觉得它是某一产品在某一范围之内的改进，并不是指发明一款新产品。近年来，这个词似乎意味着一种新的、根本性的改变及发明。纠结于创新和发明的定义实际上没什么大的意义。

很多人可能都认同哈佛大学商学院教授克莱顿·克里斯坦森（Clayton Christensen）的观点，将创新等同于市场波动。颠覆性创新所产生的产品，由于价格的差异和贴近用户体验的人性化设计，会突然之间占领一块新领地。然后你会面对前所未有的用户需求、定购量和压力，这就又导致更多创新的发生。这应该是最好的解释了。

“创新是全新的、对现有竞争格局产生颠覆性影响的事物。创新的内容可以是一个想法、一款产品、一种方法、一种服务或者一项流程。真正的创新作用是非常巨大的。这种创新可以永远改变你的观念和期望。例如，一旦你用上苹果手机，你就不想用以前那种老旧的手机了。即使这种产品没有生存下来，这种与众不同的创新理念仍然会延续下去。创新是过程和结果的融合体。我通常会关注工作过程，这样才能对创新结果有所影响。可重复性、团队的意识和合作非常重要。

塔马拉·卡尔顿（Tamara Carleton）

创新领导委员会创始人及首席执行官



尽管苹果手机是将现有技术进行了最大优化，但我仍觉得它是创新非常成功的一个例子，以上这些定义都没有将苹果手机的精髓表达出来。我觉得关于创新的定义当中还应该包括能够提高我们生活品质的内容，还得包括一些我们却之不能的内容，有时甚至我们自己也不知道需要什么样的东西。这些东西一旦出现，往往让人震惊不已。

创新也可被看作用一种全新的方式进行思考。各种创新的定义之间相互影响，特别是有时在一些可以看得见的创新表面下还隐藏着一些未被发现的创新。一些看起来无关紧要的行为，由于某种激励因素往往成就了创新。

创新可以跨产品空间，甚至跨学科发生。伽利略、开普勒、哥白尼、爱因斯坦都是创新家。他们都不是谨慎、善于分析的人。他们都勇于冒险、对传统观念不屑一顾，而同时，他们又有着丰富的经验和疯狂的创造力。

1962年，美国科学史家、科学哲学家托马斯·库恩（Thomas Kuhn）在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提出用一种根本性的创新方式来看待创新者所带来的科学变革。库恩用来描述这一行为的词就是范式转移，他对全球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他最重要的科学哲学著作《科学革命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Scientific Revolutions）被称之为一部“极其严谨的箴言录”。从库恩角度来看，他关于创新的观点经常被误用，包括很多企业管理哲学、产品及企业创新研究方法，“设计思考”就是其中的一个。“设计思考”对很多创新企业非常有帮助，最有名的例子就是苹果公司。

我们在政府、道德、艺术等领域也应该引入创新机制。人类以前没有民主，没有妇女权益，这种状态持续了很长时间。然后一些有识之士出现，以一种非常颠覆性的方式开始打破这种情况，之后的发展形势大家都知道了。他们转移范式，将现有模式拆解得支离破碎。他们进行彻底的创新。

“创新旨在提高人们的生活水平，与人类拒绝改变的本能做斗争。

马克·桑德斯（Mark Sanders）

工程师、设计师、创新家及MAS设计产品公司常务董事



你觉不觉得创新这个词被使用过头了？

我们现在的行业有个问题，好像一使用这些词，就能代表我们的品牌。然而与品牌不同的是，没有人对它们进行管理，所以与品牌想表达的真实含义越来越远，甚至背道而驰。

不同的人根据他们的理解使用同一个词汇并没有什么不妥之处，当然了，只要他们头脑清楚就可以。所以创新这个词在不同的人眼里有着不同的意思。即使在同一场谈话中，参与的双方也不见得清楚他们口中的创新是不是指的同一个意思。

当然，确实有些企业在宣称创新是所谓的“灵丹妙药”。所有这些对创新的不同诠释都给创新这个词笼罩了一层别样的意味。设计思考和系统思考这两种提法已经有十几年的历史了。这两方面现在已经从刚开始的毫无意义转变为战略主动。以前这两方面主要关注公司面临的危险，而现在则举办两天研讨会研究如何拯救公司。我们对这两个术语仍有疑虑。当然只要这种理念存在，说法并无关紧要。

你有喜欢的说法吗？

没有。我觉得如果你将创新、创新管理及促进创新的关注点放在用词上，会给自己带来很多负面的影响。

可能是因为我们人类的惰性。如果有人拿了很多盒子过来，只需要我们标记一下，就可以称这是公司的创新行为。那我们很难拒绝。

你说的这种情况确实很难拒绝。一般来讲，这种情况更多存在于大型企业当中，小型企业要好一点。在大企业，通常叫执行董事。执行董事就是他们并不想为一些决定或者策略方向负责，这时他们会请一些顾问，顾问的作用在于当一个决定后来证明是错误的，他可以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一家新公司成长为大型企业后，这种情况很难避免。

谷歌和Facebook 10年前还默默无名，而10年前IBM公司和埃克森美孚公司（Exxon Mobil Corporation）却声名远播。在IBM和埃克森美孚公司，每个人都喜欢这种推卸责任的运作方式，但是加入谷歌的年轻人并没有遇到这种推诿的情况。不过，我还没有对现在的谷歌和Facebook作过深入的研究。当然我在这里并没有对他们指责的意思。我想指出的是，一般来讲，在大型公司互相推诿的情况很多，新型的公司也有可能存在。

“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工作时，有好几年的时间，我都害怕与火箭专家一起工作。后来我意识到自己的长处可以为宇航局提供一些自己的见解。了解自己，了解别人，这样我们才能做出一番事业来。

卡伦·弗雷德（Karen Freidt）

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兰利研究中心创造、合作和创新导航中心领导人



之前你提到大公司和初创企业之间的不同。是不是可以说跨学科的思考方式不管在哪种类型的公司都同样重要？

可能。我觉得小公司没有过度专业化的优势，或者它们甚至没有能力做到专业化。如果你只有10个员工，他们肯定会承担多种工作。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他们做得好或者他们对公司给予他们的职位有所准备或者说有能力去做。

我觉得我们可以在这领域做得更好。我们可以呼吁学术界为应对这些情况做好准备，大型企业也必须意识到要把这些人团结起来，更好地为公司服务。你知道“整体概念”这个词有点年代太久远了，可信度有些降低。但是不管怎样，倒是给我们指明了方向。再说，这个词也没有必要成为贬义倾向的词。“整体概念”可以是一种非常具体的培训和结构形式，这样跨学科团队才能发挥作用。

通过使用现有工具和知识去追求结果是一名伟大创新者的特点吗？创新者一般不使用学术性或者技术性的技能，可以这样说吗？

我觉得可以这样说。我们知道，历史当中很多伟大的创新家都是跨学科的。专业化水平是我们目前所呈现出来的一种现象。我们可以看看那些有名的、非常具有创造力的人们，比如米开朗基罗，很多像他这样的人物都接受过培训或者教育，有的是自学，但不管怎么样，他们都接受了多种学科领域的教育。他们将从教育当中获得的知识与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韧劲很好地结合在一起，这才促使他们成功。

一些创新中的文学因素实际上并不能给予年轻的、有想法的创新者指导。我们可以说“打破规矩去冒险”。但实际上如果没有在用你的钱冒险，这样说是毫无意义的。我并不觉得这样能够对伟大创新者的创新和企业家精神做出非常准确的定义。他们当然是冒险家，但他们不仅仅是冒险家。他们非常理性、敢于冒险。

这些特质是后天习得的还是先天的？

当然是后天习得的，如果不能后天习得，我们可就麻烦大了。因为我们对有限的东西要求得越来越多。而数量有限，正好给创新人士创造了施展拳脚的好机会。我们需要去开发这些人的潜力，幻灯片展示、研讨会或者企业外部战略举措都不是很好的方法。

“一个创新的、颠覆性的想法、主意、产品或者行动在起始阶段很少被认可，很少能够得到支持。当我们要给什么东西下定义时，是非常危险的。这种东西可能是创新的萌芽，只要给予合适的土壤、合适的养分就能发展，它们可能对社会的改变产生非常深刻的影响。

横井弘文（Hirofumi Yokoi）

阿基拉基金会联合创始人兼总裁



关键词想象力练习

需要、观点、战略、教育、智慧

塞恩·刘（Zern Liew）将设计和分析很好地结合了起来，比如，将复杂的东西简单化，让人们出现顿悟时刻，在纷乱之中找到出路，并将想法变成实实在在的事物。他参与过很多和商业流程、软件应用及通信有关的全球项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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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将心理学和设计学两者结合了起来，这让你面对客户和他们的需求时，有不一样的看待事物的角度。而且你在工作当中运用多学科的知识。那你觉得跨学科思考对创新起的作用有多大？

非常大。因为你接触到的观点和方面越多，可能性就越大。很多创新者都玩过类似的游戏：假如你是条鱼，你想成为哪种类型的鱼？假如你的工作场所是快餐连锁店，而不是什么医疗诊所，你会做什么？看待不同行业的问题时，你的视野越开阔，想法就越多。这就像是在收集各种奇形怪状的想法，并且给予我很大帮助。

那么说这种游戏可以激发创新？

当然。正是这种创造性的游戏行为，让我们在判断和残酷的现实之间来回反复地做权衡。为什么医疗行业不能像麦当劳一样运作呢？如果一个团队这样工作，可能性就会非常多。

一般来讲，人们喜欢与使自己感觉舒服的人待在一起，特别是喜欢那些跟自己想法、行为都一样的人。工程师喜欢与工程师待在一起，律师喜欢与律师待在一起。

你所说的非常切中要害。我工作当中所面临的问题就是这样。人天生的本性就是喜欢与自己聊得来的人扎堆。他们往往这样想，这些人与我想法相似，在一起工作效率会更高。与他们在一起，我感觉舒服，他们知道我在讲些什么。既然这样，我为什么还要与一些外行人在一起工作呢？

按照目前的情况来讲，教育如何让人们准备好参加未来的“伟大游戏”？

在20世纪后工业时代，教育在帮助人们就业方面做得相当不错。作为一个整体社会，我们所接受的训练就是让人们很快地融入到分工明确的工作当中，不管是做会计，还是工程师都是如此。但是这一切让我们准备好迎接未来了吗？我并不觉得。如果你花太多时间去考虑这点，本身就非常不好。

过去你写过如何创新性地解决叛逆问题这方面的内容，这一点引起很多人的共鸣。我想在制度化的企业当中，大家肯定会非常害怕“叛逆”这个词。你觉得从管理角度来看创新，有让人害怕的地方吗？

很多词都和创新有关。当然我指的不是没有什么价值的市场意识。像混乱、改变、破坏、重新创造这些词都和创新有关联。这些词听起来就让人心生恐惧，因为管理所要做的就是减少错误、减少变动，只有这样才能挣到钱。

如果你将关注点放在建立均势群体上，让他们获得授权，可以提出创新想法。有什么特殊的技能才能保证成功建立这样一个团体吗？

人们代表团体中相应的相关利益者。这里面有技术专家、市场人员、领导者、工人，可能还有使用产品的用户。这样我们才能听到不同的声音。你还得需要一个整合者的角色，这个角色最好从团队外部寻找，这样才能对想法进行指导、盘问，才能平息冲突，从而更多地关注于焦点问题。

发自心底地说，你只有有一个安全的空间，才能进行创新。你需要尊重别人、听取意见、让别人感觉他们确实参与其中，是其中的一分子。如果你总是害怕，总是想保护自己的小圈子，你是无法真正进行创新的。

“过去两年中，我总是正式、非正式地朝着几年之前丹·平克（Dan Pink）所描述的情况发展，即非常自由的工作组织。大型企业正在走向末路或者即将灭亡，因为公司可预测的、无限的成长越来越困难，随着全球范围内不确定因素的增长，这种情况更是雪上加霜。这么一来，未来是那些适应能力强的团队的天下。

在我看来，这样的团队是一个由专业人士组成的自由团队。这些专业人士可以通过在线网络LinkedIn、Twitter等进行相互了解。这些人要么是我之前与他们或者他们的同事共事过，要么是我从其他渠道获取对他们的了解。

所以我的创新项目，就是在不久的将来，建立一支灵活的团队，为我们的客户进行一流的服务。我们可以从全球范围里招募一流的人才，来为我们的客户工作。不管客户在哪个行业工作，需要哪种工作经验，我们都能有求必应。我们没有必要在公司雇用全职员工，但我们是以一种公司的模式在合作。正如我的合作伙伴理查德·普拉特（Richard Platt）所称的，我们全身心为客户带来百分之百的服务，我们所要建立的不只是“大型企业”。

丹·凯尔德森（Dan Keldsen）

InformationArchitected.com总裁、Level 50 Software联合创始人



关键词想象力练习

调动、游戏、指导、重新创新、变动

比尔·奥康纳（Bill O'connor）是创新基因项目创始人。这一项目由欧特克有限公司（Autodesk）发起，通过研究历史上最伟大的1000项发明创新，找到某种模式，以便更好地帮助人们进行创新。他在欧特克有限公司的策略组工作，同时也是公司首席执行官和首席技术官的演讲稿撰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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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进行的采访中，出现最多的关键词就是勇气，害怕往往是愚昧无知的代名词。而面对危险、风险所表现出来的勇气往往让人积极进取。

真正的创新者，通常是实干家，他们有着历经磨难、痛苦的光环。我不喜欢一大堆顾问指挥过来、指挥过去，好像他们是专家一样。他们采取的方式很平和，但是并不能有效地推动工作。

那些没有经过磨砺的人大谈特谈创新时，我总是很怀疑。他们可能看过、听过很多关于创新的事迹，但他们并没有真正去做过。

我觉得你对创新推广人士大谈特谈创新的怀疑很正确。如果创新者本人谈论这些就会非常有说服力。

你可能会说这些创新推广人士就像老式的布道者。他们的布道确实有很多宗教方面的说教，但是他们证明不了任何东西。想想看，你可以进入全球100强公司，成为一名顾问，拿着数百万的薪水，但是没有创造什么创新，也没有得到什么有价值的东西。你的角色听起来有意思，但并没有什么真正的价值。

说到有意思和有用，我们可以谈谈基因项目。

欧特克公司的顾客都是好莱坞电影和游戏产业的设计师、建筑师、工程师及数字艺术师。他们必须得创新。他们的职业生涯就建立在创新上，他们不可能只是大谈特谈。这也是我们为什么在欧特克公司对创新非常关注的原因。

我的想法是研究历史上最伟大的1000项发明创新，找到某种模式，以便能更好地帮助人们进行创新。所以我们寻找的都是能颠覆Facebook的一切东西。

每个创新都要经过五个阶段：不可能、不现实、有可能、很可能，之后就是必须要实现这一想法。就像罗塞塔石碑——有助于解释神秘事物（或未知领域） 。

我们有着260万年的创新历史，你可以说非洲的石斧是第一个创新。我想说的是这个石斧是由一个女人为了防范花花公子而发明的。一些洞穴人说：“用双手把石头打磨得越锋利，对我们就越有用。”这是世界上第一个发明。

我的想法是研究这1000项发明创新，从中得到某种模式、基因之类的东西。现在我们已经研究了其中200项发明。从研究当中，我们发现，即使你对创新一无所知，如果将你所要做的项目或者所遇到的问题写在一张纸或者一个白板中，我就此问七个问题，你也会得到一些关于创新的真正想法。这些想法是整个历史当中真正的精华。我们将这些想法整理下来，称之为七个创新基本问题，我们用“ILUMIAM”作为助记手段。通过运用这些方法，人们真的能够受益。这七个问题是：

I=在你想象（Imagine）中，什么可以给人们带来非常棒的体验？我们可以看看人类飞行这个例子，虽然从理性上考虑我们不可能做到，但是我们就是想去做。

L=我们如何从不同角度去看待（Look）问题？乔布斯看待问题的角度经常与别人不一样，这些问题有关技术、设计、商业、人、生活……正因为这样我们才能了解iPhone，iPad，iTunes等产品。

U=有什么东西是我们第一次使用（Use）或者以不同的方式进行使用的？蒸汽发动机在这方面可以说是个很好的例子。

M=移动（Move）就是在时间或者空间上进行重组背景。例如，开放创新可以从公司或者组织内部产生，甚至可以靠一个人的想法来实现，并可以被移动到体制内外。

I=我们如何将没有联系的事物相互联系（Interconnect）起来？印刷机就是这方面的一个好例子，因为它将葡萄榨汁机和邮票压印机结合了起来。同样的例子有爱迪生将灯泡和电网联系在了一起。

A=我们能改变（Alter）什么？创新有很多设计因素在里面。拿苹果公司举个例子，史蒂夫·乔布斯改变了原有的智能手机的性能和设计感。

M=我们如何创造（Make）出全新的东西？美国是一个全新的国家，因为美国是第一个建立在一系列法令之上的国家，并没有像其他国家一样是依靠部落或者纯粹的历史因素建立起来的。

接下来谈谈我在咨询当中是如何使用这七个创新基本问题的。我问人们：“你公司所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困难或者机会是什么？”然后将这个问题写在白板中间，再让人们针对这个问题中的三点依次回答以上七个问题。这样，每个问题对应三个答案，通常我会得到21个答案。到现在为止，几乎所有人都对出现在脑子里的想法感到满意。对这一点我并不感到奇怪，因为数年来，那些成功的创新者遇到同样的问题并且成功了。

“企业内部的创新要想成功有两个关键因素：第一，文化转型背景下的创新和创新者行为更多的是天生的，往往有利于企业发展；第二，利用企业的外部资源，用以产生新想法、分享资源和风险，这种情况下知识就越来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

“创新最大的障碍就是企业内部的反对声音，他们反对与众不同，比如他们不赞同通过向企业外部寻求帮助来解决问题，不想有新的想法产生。人的本性是拒绝改变的，总是习惯于企业内部通过研究来解决问题。除此之外，大型企业从其组织机构来讲，很容易倾向于拒绝创新，拒绝将人们的想法或者能力进行创新。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希望用一种开放式的创新作为催化剂，帮助企业进行文化或者机构上的改变。

艾米丽·雷丽（Emily Riley）

通用磨坊全球创新网络联接创新推动人



关键词想象力练习

勇气、危险、要求、伤疤、使用

大卫·彭萨克博士（Dr.David Pensak）是全球知名的创新家和企业家。他在杜邦公司工作了30年，直到2004年以首席计算机科学家的身份退休。他是世界第一个商业防火墙Raptor System的发明者，后来这一系统被当时的AXENT技术公司（现在的赛门铁克公司）购买。在彭萨克创新学会和跨学科创新中心任职期间，他的创新型企业家和领导力精神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在此期间他写了一本名为《弱者的创新之路》（Innovation for Underdogs）的书。他目前在乔治·华盛顿大学法学院和特拉华大学商学院执教，还是卓克索大学医学院麻醉科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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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很慷慨地将《弱者的创新之路》这本书的全部稿酬都捐献给了麦当劳之家慈善基金。你书中写了在哈佛大学与诺贝尔奖获得者艾里亚斯·詹姆斯·科里(Elias James Corey)的首次会面。你非常幸运地加入了他的研究团队。当时你并没有向他解释说你完全做好了准备，非常希望能够加入他的团队。那么，你觉得胆大在成为创新者的道路上有多大的作用？

很重要的作用。除非你对自己有很大的自信，要不然你会害怕失败。

速配理念是解释其重要作用的最好方法。我召开速度创新的会议。我将一伙人集中起来，其中一个人有一分钟的时间与团队里的其他人进行谈话。简短的互动结束之后，这伙人做出想要与谁合作的决定，然后制订一个计划。我发现他们花越多的时间想事情，他们在冒险方面的表现就会越保守，越不愿与人交流。如果你是个胆大的人，你创新的可能性很高。

人们非常害怕创新吗？

一些人觉得创新很恐怖，特别是美国的企业，现在它们创新的结果要么是自己失业，要么是合作人失业。

每个人天生都有创新的本能，关键在于谁能遇到对的老师或者引领人，或者是谁有开始去做的内在勇气。

创新对你的职业有多重要呢？

当然非常重要，因为我所从事的工作，主要就是为我的同事、学生和跳出常规思维的世界进行创新。我不太习惯用常规思维这一类的词。

创新往往源于需要、不满足及好奇心。随着世界变得越来越同质化，我们需要分辨出世界范围内的要求和机会。举一个例子，我给约旦想出一种方法，即在没有水的情况下，进行地热发电。因为它们横跨非洲大裂谷，有着非常不错的地热梯度。澳大利亚国立大学教授托尼·弗林（Tony Flynn）发明出一种非常好的净化水的方法，这一想法是从牛粪、咖啡渣和黏土当中得到启示的。这一方法可以应用在一些不发达的地方，那里没有盈余电力来负责净化水系统。

我知道你和世界各地的组织一起工作过，比如创新经济中心，你觉得创新有国家限制吗？

当然有。如果让我现在挑选一个全球最有创新力的国家，我肯定选非洲东南部最贫穷的国家。在那里，整个国家的状态就是男人出去，想做什么都行，女人以每天30美分的待遇想办法养育一家人。她们非常聪明机灵，因为她们有家要养。他们既没有网络也没有其他基础设施。

我做过一些现在还没有公开的工作，我觉得宗教与创新有某种联系。我发现的情况是这样的：如果你相信转世说，那么你就会表现得非常胆怯，害怕有某种神圣的力量会不喜欢你所做的事情。然后你就会像蜗牛一样缩到壳里。而那些不相信转世的人，则往往会想，我没什么可担心的。

你也提到人们可以对创新感到愤愤不平，为什么会这样想呢？

有很多原因，其中最主要的问题是钱。通常创新者挣到一大笔钱，然后他周围的人会说：“我本来也可以做到。”或者说：“他为什么能挣这么多钱呢？”

当我发明防火墙时，我遇一个非常有意思的挑战。就是在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后，如何处置股票的问题。我可以待在特拉华州，靠纳税生活，好像这是很正常的收入。或者搬到10英里以外的宾夕法尼亚州，那里只收2%的税。最后我的选择是搬到宾夕法尼亚州，买了一栋1200平方英尺[1]、有150年历史的建造在30英亩[2]的土地上的房子。杜邦公司某个部门的副总裁，他对我拿到这么多钱非常生气，因为他每天得开车才能绕过我的房子去上班。6个月后，他说：“我非常恨你。”我说：“我没做什么啊。”他说：“是啊，但你很成功，我没你成功。”

同样的话可以用在你拥有的机会上，孩提时代，你就可以与阿尔伯特·爱因斯坦一起玩。你并没有特别做什么就有这样的机会，因为他是你们家的邻居，是你父亲的同事，当然那个地方还有很多在美国无线电公司工作的科学家。当然，从某种方面来说，你可能得益于这个优势。

我告诉你的很多东西，都是从我父母那里打探来的。因为爱因斯坦去世时，我只有7岁。有一天，我坐在沙子堆里和他做沙子城堡，这时开始下雨了。可我并不想回家，我玩得很开心，我做的沙子城堡开始“融化”。我问：“为什么会这样呢？”他并没有直接告诉我答案，反而问了我很多问题，让我自己明白发生了什么事情。比如“沙子是什么做成的？沙子为什么能粘在一起？有胶水把它们粘在一起吗？是什么东西把它们吸引到一起吗？”他通过问这么多问题，让我将关注点放在我感兴趣的地方，这种方式也让我学会了如何分析我们所处的世界，而不是被迫分析成人的世界，因为我已经准备好去欣赏隐藏在外表之下的微妙东西。

在我们所住的那条街上住着西摩·博格多诺夫（Seymour Bogdonoff）教授，他是航空工程专业领域的顶级专家。那会儿，他经常教我如何做飞机模型，让我飞着玩。当飞机出现状况，比如撞到树上或者根本就飞不起来时，他并不是指责我哪里做错了，而是问我一些问题，告诉我怎么样做才能避免这种情况发生。

我觉得这些名人的共同点是不将答案直接告诉我，而是教我如何问问题。这是我生命中所得到的最珍贵的礼物。

“我目前在研究Pain Free Socket，这是一个假体设备，将热生物反馈理念应用到假体插座中，这样可以减少被截肢者的幻肢痛感。我见过从伊拉克和阿富汗战场上回来的伤员，之后我发明了无进展生存时间，我希望能够减少他们恢复过程中的疼痛感。

凯瑟琳·鲍姆凯姆普（Katherine Bomkamp）

Katherine Bomkamp International首席执行官，两次荣获英特尔国际科学与

工程大奖赛冠军



你之前表示过你非常想让孩子们学习创新，你觉得需要做什么才能促进创新和创新思维呢？你觉得从哪个年龄段开始学习创新好？

如果你的父母是文盲，你在这种环境当中慢慢成长，那么当你上幼儿园时，你就会发现很多词汇没有听说过，你所能谈论的话题也非常有限。在这种情况下，你的起步点比同龄的孩子晚了一到两年。

在不利环境当中的另一个问题是，你没有得到准确的视力测试，像印度和中国1000人当中就有1个视力不好，他们无法照顾自己。美国60%的孩子有阅读问题，有一半是因为视力不好，没有办法看清单词和字母。所以，等他们发现视力问题时，已经比同龄人在学习上迟了好几年。

当时的布什政府推行“有教无类法”，主张不让一个孩子掉队，这恶化了美国的学校系统。在这种政策下，要对那些落后的孩子予以惩罚，对进步的孩子则不奖励。打个比方来说，一位犹太奶奶有两只鸡，一只病了，另一只健康。她将健康的那只杀掉，做成汤，让病的那只喝，然后将病的那只照顾得恢复健康。美国政治家玛格丽特·斯佩林斯（Margaret Spellings）担任教育部部长时，我与她有过激烈的争执，我称她的项目为“没有一个孩子进步” ，而不是“不让一个孩子掉队”。

你说到很多人天生就具有某种创新的能力，但需要在很小的时候就发现它。你认为我们能一直记着这种创新的想法吗？还是说年纪越大，我们就越记不住创新的想法了？

事实上，正是因为我们年龄渐长，我们创新的能力才越好。如果你将世界看作大型的拼图游戏，每年你都拿起几块试图把它们拼起来。年纪渐长之后，除非你得了老年痴呆症或者进入了美国国会，否则会有大量的拼图等你日后去完成。

你现在从事很多类型的工作，这些工作都非常有意思，也很有发展的潜力，比如你现在从事的仿真丝材料工作。

我在开发一种纤维材料，可以防火、防水，又像丝绸一样轻。不管是建筑施工、医疗还是安全行业都可以用得到。我希望通过使用我这种纤维可以挽救成千上万的生命，也能创造更多的就业机会。

下边这件事启发了我开发这种材料的想法。之前，我接到一个从五角大楼打来的电话，他说： “我们这里很多人都不喜欢杜邦。 ”我问他为什么，他说：“10年来，我们一直在提高尼龙的熔点，希望能够达到100℃。因为当简易爆炸装置爆炸后，产生的火球会把尼龙融化，让士兵烧伤。幸运的人去世；不幸的人受到很严重的烧伤。但让人非常气愤的是，杜邦那个叫牛顿的领导人非常懦弱，连媒体见面会都不出席，还口口声声说不可能。”

我原先觉得这只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笑话，但实际上不是。是牛顿的热力学定律说不可能实现，并不是杜邦的领导层里有个叫牛顿的人。我向他解释，他理解错了。

他需要一种与尼龙相似的纤维物质，在同样的温度下也不会熔化。

非常正确。我在一周之内就做出了这种纤维。灵感一来想法就有了。后来我们成立了一家叫作“脑袋断裂（The Fractured Forehead）”的新公司。因为当我听到这件事情的时候，我猛击了一下脑袋，说：“我为什么没有想到呢！”很多冒险都可以用这种纤维做掩护了。

比如“闻咖啡”技术？

是的。情况是这样的，我妻子非常喜欢咖啡。有时候我在想，如果有可能，她宁愿拥有像点滴架一样的东西，将咖啡输入到血管中。

她和我们的女儿们一样，抱怨了无数次，说旅行杯中的咖啡味道不好闻。但是仔细想想就明白为什么了。防止咖啡溢出来的盖子，同时也阻止了咖啡的味道进入你的鼻子，而嗅觉在品尝时也非常重要。我用了大约10分钟的时间想出解决的方法。说这些的原因是我不想让大家觉得创新有多神秘，你不需要花很多钱，也不需要非得有个博士帽子。

“创新是门艺术，是将创新想法变成现实的一门艺术。有创造力是一方面，更重要的是将想法转化为具有可操作性的实物，以此带来利润、财富和工作机会。

约翰·巴恩斯（John Barnes）

联邦科学与工业研究组织钛技术主题领导人



关键词想象力练习

孩子、导师、动机、玩、问题

温特·瑟夫（Vint Cerf）是互联网、互联网体系和核心TCP/IP协议共同发明人。同时也是谷歌副总裁、首席互联网传播者、美国计算机协会会长、互联网名称与数字地址分配机构前董事长，以及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杰出访问科学家，访问期间，他负责星际互联网的设计及执行。他获得多项国际大奖和荣誉：美国国家技术奖、美国计算机协会图灵奖（有时称作“计算机界的诺贝尔奖” ） 、总统自由勋章——美国和平时期授予个人的最高奖章。他入选发明者名人纪念堂，荣获国会图书馆百年纪念传奇金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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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所从事的工作，将我们带入了网络世界，似乎给我们提供了穿越星际网络的体验。

我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喷气推进实验室的资深成员，但现在，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实验室及其他一些研究队伍都在为了太空探索而从事网络通信方面的设计工作，特别是深层次的太空学通信工作，它还需要涉及非常复杂的拓扑学知识。例如火星周围有四个人造卫星，两个探测器。其中一个探测器在2004年1月着陆，另一个在2012年8月5日着陆。

未来，火星或者是其他星球很可能会遍布传感器网络、飞行器、漫步者或者是航天员。星际“束协议（Bundle Protocol）”已经在国际太空站进行过检测，已经在美国探测太空船深击号上与两个彗星汇合。此外，已经在三个漫步者、两个人造卫星和地球观测卫星上进行全真模拟，我们已经发现束协议的一些特性，可以用在军事策略、民用移动及公众安全通信系统当中支持通信。它对传感器网络的支持也很有用，可以体验间断联通性。

我还参与了一个项目，这个项目由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资助。主要工作是为日后设计可以到附近星球来回运动的宇宙飞船。离太阳系最近的星球比邻星是半人马座α星这个恒星系统的成员，距离太阳系大约有4.3光年。科学家们还发现了另一个与地球很相似的岩状行星，在半人马座α星B的轨道上。我们面临着很多挑战，比如如何使用推动器、导航和通信。如果我们的设计是行得通的，这可能会推进第一个星际探险任务的发展。

“我目前创立了一家名为“I Dream of Space”的公司，旨在让大众都能上太空旅行。人们每买一次10美元的宣传画，就有25 000分之一的机会上太空。表面上看，这是非常简单的方法，单价低于可支配收入最低值，因而也有可能让大众去太空。但这些背后需要一场“心灵和智慧的运动”。如果太空业要在未来吸引非常认真的投资者的话，那它们急切需要我们创造更易接近的市场。

鲁本·梅特卡夫（Reuben Metcalfe）

IDreamof Space.com创始人



回到现实中来，你认为IT行业需要具有什么样的颠覆性变革，可以让用户随意移动他们自己的数据？

我们必须找到一种方法进行信息编码，这样才能使网上海量的信息容易被发现和利用。

你经常说“数据式的罗塞塔石碑（Rosetta Stone for data）”可以让数据被反复使用。

如果我们不发明这个数据式的罗塞塔石碑，我们肯定会将过去的工作丢失，这比黑暗时代还要坏。

在更早一次的谈话中,我们说到网络中立性的问题。现在我想问问你关于网络的自由性。特别是，你觉得网络自由可以促进创新的繁荣吗？

只有有了充分的自由，才能允许民众发表意见，才能去倾听民众的意见，这样民主社会才能存活。如今，人们越来越依赖于网络，我们必须得非常努力地工作，才能得到自由，避免伤害。为了人类的利益，我们需要做很多工作，去控制网络的运算环境。

你觉得创新对我们个人或者整个社会有多重要？

除非社会可以为民众提供创新的土壤，否则不能进步。农业的发明大大增加了创新的机会。从个人角度来讲，可以发现生活当中的不满，从而通过创新提高生活质量。这个过程是非常愉悦的。

“农民是第一批创新者。一万年来，自从我们开始种植作物、有了农业，农民就一直在创新，刚开始是将原始种子保存，后来试着区分何为质量好、味道好的种子。

当然，今天，农业还继续在人类、环境及经济健康方面发挥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不管是像美国的农民一样为了经济效益，或者是在不发达国家的农民为了生存而种植，农民总是一直在寻求创新的模式。他们寻找一些有着新的基因组合、可以防止发病以及对环境适应性更强的新种子。他们也在寻求新的农业作法，以便保护环境和自身。

我的实验室在鉴别和改良大米——这一全世界人主要的食物来源中的基因。改良后的基因对疾病的抗受力、对环境的适应力要更强。我们与国际大米研究协会的同事一起发现了大米中有一种基因，能够在水中存活两周。2012年，印度和孟加拉国有200万农民种植了这种新品种。产量是传统谷物的5倍。我的丈夫是一位有机农夫，通过对种植方法和新品种的改良提高产量。

帕梅拉·罗纳德（ Pamela Ronald ）

植物基因遗传学家，《明日的餐桌》（Tomorrow’ s Table: Organic Farming,

Genetics, and the Future of Food）一书合著者



关键词想象力练习

获益、探索、自由、未来、人类

菲奥伦佐·奥门内托（Fiorenzo Omenetto）

是塔夫茨大学生物医学工程教授、超快非线性光学和生物光子学实验室负责人，同时在物理系也担任职务。他的研究领域涉及光学、纳米结构材料、纳米制备及生物光子学。他和大卫·卡普兰（David Kaplan ）首次用蚕丝作为光学、光电子学及高科技应用的物料平台，并参与了与这个平台有关的多达70项发明的工作。菲奥伦佐对很多新型的技术应用都有研究。他认为全球排名前10的技术可能改变整个世界。《财富》（Fortune）杂志评出了技术领域有所建树的前50个人，菲奥伦佐就是其中之一。除此以外，他还是2011年的“古根海姆学者”和美国光学学会成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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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的研究主要关注于跨学科的主题以及知识的相互交叉。一路走来还顺利吗？

我并不太看重跨学科计划。每个人都在谈论它，但我认为只有一些典型的科学家、艺术家及建筑师……可能农民，会愿意毫无惧色地行动起来。胆大而又不恐惧是非常重要的。打个比方来说，当你想学一种外语的时候，如果你喜欢享受犯错的过程、喜欢拿自己自嘲，你可能会进步很大。如果你不敢这样做，也就不大可能在这一行有所建树。

乐观面对，勇于接受失败——承认并超越它。我做了这么多采访，这是大家谈到的一个共同话题。

除此之外，我觉得每个人要学会自谦。这也是一种自我保护。不要太把自己当回事和不把自己当回事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创新对科学和生存都非常重要。

是的。我的生活还算可以，能够让我有时间去考虑一些“大”想法。但如果我每天不得不去关注如何生存下去，我的创新可能就会更为实用。

但目前你在与蚕丝打交道。我觉得蚕丝是一种非常特殊的材料。它环保、可降解、可食用、可植入，又可加工。坦白来讲，我很惊讶它还没有发展起来。你有什么伟大的、大胆的想法吗？

我有两个非常大胆的想法。其中一个和疫苗的稳定性有关，可以在室温下储存生物制品。比如，在室温环境下，储存轮状病毒疫苗意味着可以挽救很多在死亡边缘挣扎的患痢疾的孩子。这项技术可以使很多由于温度问题无法适当保存的疫苗保存完好。

从技术层面讲，我们有一个意义非常深远的目标——用蚕丝代替塑料。蚕丝非常昂贵。在麦当劳用蚕丝杯子，费用上就行不通。但是我们可以用蚕丝代替一些高科技技术材料，比如光电子和电子器具，这样它们就是可降解的，将会减少对环境的污染。所以很多东西，像手机、电子部件埋在土里之后，都可以降解。想想看，有一个可降解的苹果手机是件多么奇妙的事情。

“从2005年以来，通过与全球范围内的大学和企业合作，我们已经创立了未来企业，这是一种可持续的知识集约型企业，将快速学习与前瞻性创新结合起来。这种下一代企业关注于内部变化的速度，使它与外部市场变化的速度相等或者还要快些。

如今我们面临的问题和机会在未来将会非常复杂，更新速度将会非常快。如今竞争的好处是没有任何一个人独占创新。这些企业可以充分运用智力成本进行快速创新，并且取得最终成功，而那些不这样做的企业往往败落下来。

亚特·默里（Art Murray）

应用知识科学公司首席执行官、未来企业总建筑师



为什么蚕丝比其他东西贵呢？

一般来讲，聚苯乙烯、聚氯乙烯及塑料制品已经存在好多年了，所以目前它们的加工价格非常低。但是溶解丝制纤维的化学工艺更像做意大利面。在盐水中煮，丝纤维就会融化，然后将盐分离出去，只剩下水和丝纤维——也就是液体丝。这一化学过程非常环保，原则上来讲，用过的水和盐都可以再使用。

我认为所有物品都将开始降价。没有比精简加工过程和扩大创新规模更大的问题了。

我觉得这要看你如何看，你是看重金钱还是看重意义。

这个观点很有意思。事实上整个过程当中的碳排放量非常低。

普通读者会支持你的这项行动吗？

现在还不行，但我希望以后会。我们的梦想是建立“蚕丝研究所”或者实验室，为应用开发提供材料，支持创新，也可以致力于疫苗的保存或者制造出可降解的苹果手机。

这一行动可以改变数百万人的生活。

丝制品可以实现这种效果，因为这一物质本身有很多可以与之相融合、相匹配的属性。想想看，你房子旁边有几块塑料，你会想：“我能吃吗？这里面有维生素吗？这个东西可以与我的手机说话吗？”这么一来，你的想法就会变得非常疯狂，你就开始想：“我能将这个东西放进我的身体里吗？”

说到创造性思维，我想到你是一个音乐家，你演奏哪种乐器呢？

吉他。其他的乐器也可以玩一玩。

我采访过的很多创新者都演奏音乐，好像音乐可以让他们放松，让他们更加专注地思考。

我觉得左右脑的平衡非常重要，特别是在科学领域。所以音乐、摄影及其他一些艺术活动，都可以培养你看待问题的角度。我觉得这一切本身就是一个谜。左脑占主导地位的人，需要尽量让左右脑联系紧密；而右脑占主导地位的人，需要尽力发展交际能力。

发展右脑有方法。我想告诉我的学生们培养音乐素养并不容易。你可以听一些深情的片段，边听边享受，之后很长时间里，你需要反复在大脑里播放这个片段。

塞隆尼斯·蒙克（Thelonious Monk）[3]和约翰·柯川（John Coltrane）[4]并不是只是坐在那里等着某个灵感的到来。

不。他们知道如何处理音程。他们与自己内心的感情有非常紧密的联系，任由情感飞扬。他们可以将手指的某种机能与情感、灵魂联系起来，他们知道如何利用音程演奏美妙的音乐。

关键词想象力练习

平衡、参与、愚蠢、奇迹、错误

迈克尔·莱恩（Michael Laine）是作家；曾是美国国家航空航天局“先进理念”研究项目成员；美国太空电梯公司总裁兼首席战略官。美国太空电梯公司旨在设计一种太空电梯，实现外太空和地球之间更便捷的物资交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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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立一个通往太空的电梯是非常大胆的想法，也需要为之付出十分的努力。依我看来你并不害怕失败，也不害怕犯错。这些东西是后天培养起来的还是天生的？

在美国，很多人都与“Mother England”有联系。我的母亲可能会这样告诉你，我们和那个杀死龙的人[5]有一定的渊源。

圣·乔治?

对。我们还和两个人有渊源，丹尼尔·布恩（Daniel Boone）[6]和梅里维尔瑟·路易斯（Meriweather Lewis）[7]。

他们对我很有吸引力。我对王室、血统都很在意。我很想去了解那个与灰熊奋力搏斗，开辟出一条通往我们国家的路的人。所以我觉得我的大胆想法是天生的，但你同样可以通过后天培养获得它。你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关掉电视。一味关注别人的创新并不能让你到达想到的地方。

我想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建立基本的愿景、使命和价值观。这是非常关键的。你是谁？你想做成什么？你想要去哪里？如何到达那里？谁和你一起？这些都是基础的事情。

如果你的基础事情、愿景、使命及价值变成了——我要创新，那么你就做到了第一步，然后你必须选择要做的是：我要创新，我要有创造力，我要挑战极限。

做这样的决定让你付出了什么代价？

从经济上来讲，大约是250万美元，这个数字不太准确，可能要比这个数字高，因为流失了一些潜在的收入，加上这个的话，这个数字可能要接近800万到1000万美元，但这样计算是比较主观的。那么还是250万美元吧。

除了经济费用外，还有一些个人、家庭及社会资源的消耗。我不想谈论这些，但我要承认它们的存在。

但并不是所有东西的价值都可以用钱来计算。

对。就像选择创造力一样，你可以选择你自己的价值观。我非常清楚地记得，我当时要做的决定是，要一处房子还是一个项目；还我的贷款还是资助我的团队。直到那个时候，我还想的是，我所做的项目就是创造财富。从经济上来讲，我不是很拮据，但也不是很有钱。所以我想，做这件事可以让我变得有钱。

但是，当你内心深处做出要资助团队，而不是为你所买的房子付贷款的决定时，你所关注的就已经不再是财富，而是一些目标更大的东西。虽然当时我没有办法给这个过程一个准确的定义，但是这个决定是正确的。

当然，我要为这付出代价，但非常值得。它所带来的结果往往是不可估量的。这听起来有点像老生常谈，但我平常不这样。我自认为我是个不错的人。

“创新是种魔力，是在未开发领域的知识、情感、愿景的融合。有信仰、无畏未来非常重要。我们要知道创新的最大障碍是自己。让自己勇于面对挑战吧。

让·塞巴斯蒂恩·罗比凯（Jean-Sébastien Robicquet）

EWG葡萄酒创始人兼总裁



那么你付出的代价是什么呢？

我一直处于一无所有的状态。我已经四十多岁了，不大可能结婚、养儿育女了。我也没法做到。

我还有抵押贷款。任何一位想要养儿育女和拥有一辆小货车的理智、聪慧的女性，想到要和我这么一个把事业看得如此重的人结合在一起，都会考虑再三的。并不是说没有其他愿意和我结合的人，只是非常少。

这么一说，我付出的代价很高。我想结婚，想有孩子。但我现在走在一条我从未想过的新路。当你在思考如何建立一架连接月球的电梯时，你如何给你的妻子、子女想要的关心呢。我无法做到。

你是海军陆战队士兵，孩提时，你非常叛逆，到处惹祸。作为创新者，这些特质是非常有用的，但对军队来说不怎么需要。

因为这些特质，我可以在军队里得到晋升，但也差点丢掉军队的工作。当然了，海军陆战队不太喜欢我的看法。

我确实动不动就闯祸，我并不是为了得到注意才这样去做。我也不是那种吸毒、欠揍、有很酷的汽车和皮夹克的小孩子……这些都不是我。

我不喜欢上学学东西，因为我知道按自己的想法学，我会学得更好。高中三年的时间，我有130多天不在学校，当然，结果是17门课程不及格，被停学。我觉得这很有意思。刚开始是我不想上学，之后学校又给了我额外的六周时间不用去学校。现在看来，我做得并没有错。如果你想走自己的路，有些代价是需要付出的。

我心里明白，我并不想在学校多待一年，我也不想辍学。所以我大学的最后两年是这样度过的：2点起床，开着车，飞驰电掣般横穿小镇，去当地的社区大学上我想上的课，一直到晚上7点或者9点。我可以不上高中的课，但大学的课我从来没有逃过。想要走自己的路，就得为随之而来的结果做好准备。

作为开拓者，你的技能和经历非常丰富，也因此能够将你的项目向前推进。你是位天生的社交家。你的关注力、想象力都让你能够实现梦想。对于美国太空电梯公司来说，这些特质都是很重要的。

我很幸运。罗伯特·海因莱因（Robert Heinlein）在《时间给你爱》 （Time Enough For Love）中写道： “人类可以换婴儿尿布、制订入侵计划，可以是屠夫、船夫、建筑设计师，可以写诗、结账、筑墙、接骨、安慰死者、接受命令、合作、一人独自行动、解决方程、分析问题、捡粪便、编程、做饭、争斗、英勇就义。所有这一切的专业化程度让人类像昆虫一样生存。”

让我对照一下上边说到的清单:我可以换尿布；我可以计划一场小范围的入侵；我不能杀猪，如果必须让我做的话，我可能会做，但是不能做到最好；我可以造一艘船；我可以建造一幢小楼；我可以写三行俳句，但写不了十四行诗；我不喜欢做账、计账，虽然我可以这样做；我砌不好墙，我几乎要把一堵墙推翻，还把我最好朋友的一把有着30年历史的刀给落在水泥墙里。我已经折坏了20根骨头，所以我当然知道如何接骨。

一周前我的继母去世。新年前夕，她的心脏病爆发，接着身体状况越来越差。在她去世之前，我一直握着她的手，所以我可以安慰死者。但更重要的是，有了参加美国海军陆战队50多名士兵的葬礼和抚慰自己家属的经历后，我学会了更好地安慰活下来的人。

我可以发号施令，可以接受命令；我可以合作，也可以独自一人完成任务；我可以做简单的方程，但高级数学我就不行了。我喜欢分析新问题，这是我最拿手的。

我捡过粪便，我用铲羊屎来付舞会的费用。我还开着直升机去舞会，前提是我铲了很多粪。我挖过护栏、修过屋顶、铲过很多羊屎。我也用直升机载着女孩参加舞会。

哇，那这个女孩一定永远也不会忘记这一情景。

她的丈夫20多年也没有忘记……高中时，我们就都认识——她只有两个男朋友。毕业20多年后，她的丈夫仍然不喜欢我。当然了，这个女孩挑选了一个不错的老公。我很为他们高兴。

我不想再编程，虽然我能够去做。我做饭做得也不好。我打架不错。我无法想象英勇地死去是个什么情况，但我也不会轻易死去。

我并不知道怎么建造一个通向太空的电梯。我怎么可能做到呢？孩提时代，我读过罗伯特·海因莱因和亚瑟·克拉克的书，但并没有仔细规划过今天我所做的事。我也不知道如何去做，用何种方法去做。对这样的事情进行规划不大可能。我只是幸运而已。

你说自己很幸运，但事实是，你总能瞄准机会，抓住机会。

是的。我总是一如既往地在正确的时间、正确的地点坚持不懈，因为我非常擅长模式识别。可以说，我可以自己设定正确的地点、时间。很有意思的是，为了能够有这种能力，我非常努力地去学习。

我非常喜欢坚持不懈。我理性的一面告诉我“好吧，要懂得进退”；而骄傲的一面告诉我“去他的吧，不管好坏，去做就行了”。

我觉得对一些大的项目来说，比如建立太空电梯，没有什么商量的余地，没有以后，只有现在。“现在”就像一条河流，一直流淌不息，你所要做的只是跟上就行，如果你在堤岸上停下，你可能失去角落里的一些东西，而失去的那个东西往往最珍贵。

确实是这样。我们谈的是条非常有意思的道路。我很喜欢这条道路，即使我们可能会面对坎坷。

说到有意思的道路，从本质上来讲，你觉得有没有可能让人类登上其他星球？这么说，是因为目前我们所居住的地球被保护得并不怎么样。

答案是肯定的。人们更应该问这样的问题，但我觉得我们很爱护地球。

太阳系在保护地球方面做得很不错，我们也已经完成太阳系可以做到的工作。如果地球之外还有其他的人类可以生存的星球，那么只有顶级捕猎者可以保护它。所以，如果你问，我们在伤害地球吗？当然。但如果你问，太阳系中的顶级捕猎者可以将生命移到太阳系之外吗？所谓的生命，只能指我们人类了，因为我们是唯一的选择。如果不是我们，那就是恐龙，它们也有机会。

是的。我们对河流、树木及山川都造成了破坏，包括无数其他的物种，有些我们甚至不知道它们存在过，因为还没等到我们有机会去了解它们，它们已经灭亡了。但总的来说，约有150万的物种我们还是知道的，如果它们想要换个星球，想要延续生命，那它们也要明白只有一种物种可以做到这些。如果你真的觉得生命应该在地球以外的星球延续，那这个生命只能是人类。

因为，没有人类的文墨抒意，就没有有关火星的诗情画意。没有人类的探索，月球上也不会有人类的足迹。没有人类将母牛、羊圈和红杉引进来，这些生物将只能在地球出现。地球是一个封闭的生物圈。可能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但一个封闭的生物圈总是注定失败的。所以我觉得，如果你真的尊重生命，唯一的选择是去太空，并且带上我们能带的所有东西。

我知道你的目标非常大，你觉得太空电梯是各个国家间的共同财富的一部分吗？或者是说只有特别富有的国家才可以使用它？

当然是国家间的共同财富，但要支付它的使用费用。建造美国道路的人决定谁可以去哪里，需要付多少钱。我们所要建造的太空电梯也是这样。我们是在建造通往太空的道路。

我们也会有使用它的权力。从长远角度来说这是非常有用的。你可以花55美元从纽约到旧金山。当然，即使55美元听着有点多，但比起有些人花数千美元购买旅行车和旅游装备来说，也是很便宜了。所以这正是我们在做的：我们希望将标准降低，让太空电梯使用起来更为便捷。

我可以解释一下连接到月亮的电梯是如何工作的。想象以下情景。你有一个非常长的、非常有韧性、如牙线一般粗细的丝线。在机器人“Spike”的帮助下，你将它固定到月球表面，然后拉着这个丝线通过拉格朗日点，回到远远的地球上，这样，可以利用地球引力保持丝线的平衡。地球引力使这个丝线被拉得更紧。

这是构造阶段。完成之后，我们就开始使用它。我们从地球上发射同步火箭（要从14个国家发射大约30个），我们走到拉格朗日点太空站，可以使用电梯来卸货，可以让人们登上月球。

如果日本登上月球，会出现什么情况？它们有火箭，可以做到登月。它们可以在8年时间之内登上月球吗？当然。中国肯定也会。那么印度呢？巴基斯坦呢？以色列、伊朗登上月球会出现什么情况呢？这些都是可以改变世界的问题。这当然是国家间的共同财富，但不会由联合国来管理。我觉得这迫使我们考虑如何能更好地相处。

“人们对新事物的害怕往往会阻碍创新的发展。人们害怕是因为创新有风险。就这一点而言，一般人并没有什么错，创新的确是有风险的。比起那些司空见惯的事情来，全新事物、从未做过的事物往往风险要大很多。所以人们往往喜欢让自己处在比较舒适的环境。在这种环境当中，人们有足够的自信心，如果失败的话，可以从头再来。没有什么太过于担心的东西。

内森·梅尔沃德（Dr Nathan Myhrvold）

创新家、发明家、高智发明公司创始人，微软公司前首席技术官兼首席策略官，《现代烹饪艺术》（Modernist Cuisine）、《居家现代烹饪艺术》（Modernist

Cuisine at Home）合著者



关键词想象力练习

合作、梦想、想象、旅行、韧性

  


  注释

[1]　1英尺=0.3048米。——译者注

[2]　1英亩=4046.8564224平方米。——译者注

[3]　塞隆尼斯·蒙克是美国爵士乐作曲家、钢琴家，也是博普爵士乐创始人之一。他大大促进了冷爵士乐的发展。——译者注

[4]　约翰·柯川是爵士乐历史上最伟大的萨克斯管演奏家之一，同时也是一位优秀的音乐革新家，他对20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爵士乐坛有着巨大的影响。——译者注

[5]　指圣·乔治（St. George）。他因为成功杀死一条贻害当地人的毒龙而深受爱戴。现在，在英国不少地方都可以看到一位身穿盔甲的骑马武士屠龙的图案，这就是圣·乔治。——译者注

[6]　丹尼尔·布恩是美国前驱、探险者、樵夫、拓荒者。——译者注

[7]　梅里维尔瑟·路易斯是美国探险者、士兵、政治家、公共管理者。——译者注




作者后记

我在本书开篇提到，我所写的并没有绝对的对或者错，这是我写本书的宗旨。创新并不是一种人人喜欢看的体育运动。你需要发挥自己的主观能动性，你需要去做。所以问问你自己：接触过创新吗？创新过吗？见过创新吗？如果对自己的答案不满意，那么就开始行动吧。行动！

当然，我承认创新是眼下很流行的一个词，大街小巷都在谈论。有些人可能觉得这个词用得太随意了，但我们也一定要留神创新所带来的满不在乎和沾沾自喜。尽管并不是所有人生来都可以创新，但我们可以支持创新，并从创新当中获益。

全球数字经济下的新型知识体系就是机智、无边界以及合作。只有那些灵活、智慧的企业才能更好地抓住到手的创新机会。随着全球联系越来越紧密，国家之间、企业之间或者机构之间的界限将越来越随意、不那么重要，用户可以对内容和信息进行定义、修改及使用，不管这些用户居住在哪里。

尽管数据的保密性和安全性应该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但相互合作的能力也是非常必要的。在扁平化世界当中，工具和技术的到来，使得相互之间的合作、想法和知识的相互融合更为简单、安全，并且跨学科间的知识越来越多，语言也越来越多样化。灵感可以产生创新，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有解决问题的创新型方法，这些方法经常来自那些最不起眼的资源。创新，不管以何种面目出现，一定是企业策略愿景、计划、使命当中的一部分，或者是全球数字经济背景中所呈现出来得更为智慧的形式。

综上所述，创新实际上是件非常有意思的事。最好的例子就是，孩子们在第一次探索世界时，就是百折不挠的创新者。他们总是好奇心很重，总是有着千奇百怪的想法。他们经常想象着周边的一切，经常是“十万个为什么” ，经常……他们不惧怕触摸、尝试、奔跑和摔倒，他们一往无前，他们知道与别人一起玩，要比一个人玩快乐。

那我们还等什么！




译者后记

何谓创新？

在阅读本书之前，我一直以为创新就是事物从无到有，并且小有成就的过程；还认为创新应有统一的界定或者一套标准化的定义。然而通过作者对政府、信息技术、教育、金融、建筑等各行各业创新家们的采访，通过他们自己看似相互矛盾、南辕北辙的“胡侃海聊”，我明白了创新无时不在，无时不有。企业家们所津津乐道的创新、所困惑的问题、所遇到的障碍往往跟自己的创新力度或多或少有些关联。

作者在采访过程中往往是“打破砂锅问到底”，将这些创新家在创新道路中遇到的困难、挫折以及付出的种种代价完全展现在读者面前，可以说将这些行业名人拉下神坛，与我们近距离接触。

受访者所叙述的内容有很多看似相互矛盾的地方。这恰恰是因为创新本身是一个艰难的过程，每个人的经历不同、资历不同、走过的路不同，所以就会有不一样的想法。作者深知这一点，所以她的态度是：读者们应该同她一起探索、一起思考，而不是一味地接受或否定别人的观点和思路。正如作者在文中反复强调的一点，本书不对任何一个观点持反对或赞同意见，只是将业界领军人物走过的路、遇到的问题以及解决的方法给读者们呈现出来，让读者们自己去评判，将决定权完全交给读者。

那么这样一本书，到底有哪些阅读的价值和意义呢？

拓展思路，探索未知。本书极大地扩展了我们对创新的认知，任何形式的不在原地踏步的行为都可以称之为创新；企业家们要有创新的意识，要有能够坚持下去的勇气。

形式新颖，不拘一格。受访者几乎涵盖社会生活各个领域，他们从各自角度阐述了对创新的看法。作者将受访者完完全全展现到读者眼前，通过尖锐的提问，直击受访者心灵深处，为读者们提供了真实可靠的参考素材。

追根究底，引领方向。为了弄明白受访者创新的动机或者目的，作者的提问可谓非常直白，除了让受访者介绍所从事工作的意义，还探讨了对国家、对整个人类社会所产生的影响。从创新事件本身到创新者背后的故事，从专业到跨学科，从创新者本身的人格魅力到眼界的升华，从背后的艰辛到功成名就的荣耀，作者全方位、无死角的采访不仅让我们对创新有了全新的认识，还是指导各行产业发展的指路明灯。

正是因为客观的采访，中肯的言辞，不论对错的阐述之道，让本书成为企业家们、创新人士以及想谋求突破的人们的不二选择。

张秀珍



北京阅想时代文化发展有限责任公司为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下属的商业新知事业部，致力于经管类优秀出版物（外版书为主）的策划及出版，主要涉及经济管理、金融、投资理财、心理学、成功励志、生活等出版领域，下设“阅想•商业” “阅想•财富” “阅想•新知” “阅想•心理” “阅想•生活”以及“阅想•人文”等多条产品线，致力于为国内商业人士提供涵盖先进、前沿的管理理念和思想的专业类图书和趋势类图书，同时也为满足商业人士的内心诉求，打造一系列提倡心理和生活健康的心理学图书和生活管理类图书。

阅想·商业

《精简：言简意赅的表达艺术》

●精简就是帮自己和他人节省时间和资源，并将省下来的时间和资源花费在美好的事情上。

●企业管理者、营销人员、销售人员、企业家以及所有想要成为一名精益沟通者的个人的必读之作。

[image: picture]

《商业模式创新设计大全：90%的企业都在用的55种

商业模式》

●深入研究50年来最具革命性的商业模式创新案例。

●详尽解读世界上最赚钱的55种商业模式。

●帮助你打破一切常规，对现有商业模式进行重组和创造性模仿。

●为创造新的商业模式酝酿灵感，找到适合你的企业的商业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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